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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血腥篱田”里英勇作战的美军将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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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为美军第1军团未能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后在最短时间内突破乡间的篱田地带，盟军在诺曼底（Normandy）登陆后这段时期内的作为已成为多位战史学者之间激烈辩论的主题。本书希望以图解的方式，详细阐释盟军的计划为什么没有将地形因素与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将地形转变为防御优势的能力纳入考虑。《篱墙之战》一书对美军在奥马哈（Omaha）和犹他（Utah）滩头登陆后接下来7周的行动，以及德军加强抵抗所形成的消耗战有彻底而深入的描述。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eight Eisenhower）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SHAPE）的参谋们曾希望美军和英军部队，能够凭借在人员与物资等方面超越科腾丁半岛（Cotentin）上德军的压倒性优势，迅速向内陆推进，但情报不足，加上目标设定野心过大等因素，使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Omar N. Bradley）的第1军团几乎陷入灾难当中。由于无法尽快向内陆推进，篱田间的战争发展成血腥的僵局，打乱了盟军在法国迅速取得胜利的时间表，并使国防军得以匆忙地重整旗鼓并加强兵力。

本书将分析篱田实际战斗情形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制定计划相互冲突的状况，以及在诺曼底最初的登陆行动后因未能看穿德军准备充分的防御，导致战局在随后的消耗战中达到高潮；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篱田间的会战，美军和德军步兵为了争夺灌木树篱的控制权，进行如花式烟火般四处爆发的小规模战斗时，战车和步兵协同作战所产生的巨大威力。这是一场由步兵进行、也由步兵获得胜利的会战，各步兵班在一道道篱墙之间激烈地战斗，而这场在乡间篱田中进行的战斗不但为今日的步兵上了重要的一课，也提醒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是一场步兵的战争。


第一章　盟军登陆前的计划与目标

大君主作战（Operation Overlord）的计划制定人员对篱田有限的了解；1944年德国陆军在诺曼底的组织与指挥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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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两栖登陆需要特别的装备。D日前这辆DUKW两栖卡车和它正在登上的美国海军战车登陆舰（Landing Ship，Tank，LST）可说是应用了1944年时的最高科技。

为了更详细地探讨在D日（D-Day）之后发生的僵局，我们有必要探讨D日前的盟军战略，以及一旦盟军登陆诺曼底，德军为对抗登陆行动所采取的防御战略。在这场于篱田乡野进行的战役中，攻势计划与守势计划并存，且相互影响。

法国篱田乡间的战斗在大君主作战的最初计划中有其缘由。当雷·巴克尔少将（Ray Barker）（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参谋长及美军计划小组前任主管）与英军首席计划官辛克雷尔少将（J. E. Sinclair）于公元1942年末与1943年初开始调查在西北欧进行大规模登陆的可能地点时，很少考虑到滩头后方的地形；在彻底研究过所有潜在的登陆位置后，巴克尔和辛克雷尔将军都在报告中指出，考虑到这场战役的全面战略以及占领能满足需求的港口设施为初期作战目标，且为了拥有一块可进行迅速集结的地区以抗衡敌军的集结，卡昂（Caen）与科腾丁半岛都被认可作为主攻地区。当计划人员的结论指出延伸已经脆弱的补给和交通线牵涉到可以忍受的风险时，他们仍然同意这样的风险只有在“基本上考虑到在塞纳河（Seine）的掩护下，于河的西边集结一支庞大兵力”才是“可以忍受的”。
1



经过1943年最初几个月间的几次作业修正后，在西北欧登陆的基本计划于3月1日获得联席指挥官暂时批准，代号为“摩天大楼”（Skyscraper），并成为以后所有越过海峡攻击计划与最初作战准则的基础。该计划要求在卡昂与科腾丁半岛东部海滩同时登陆，最先一波登陆兵力要有4个师，随后几波则有6个师。这份计划也要求另外18支突击队（每支约700人左右）在敌军战线后方进行特殊的突袭行动，此外4个空降师将阻扰德军动员后备部队增援登陆地区的企图。在最初的登陆部队攻占滩头和瑟堡（Cherbourg）的港口后，有必要进行另一次登陆以协助横越内陆的攻击。之后，登陆部队将继续向东北方朝安特卫普（Antwerp）前进，并攻占加莱（Pas de Calais）与鲁尔（Ruhr）之间的区域。
2

 本质上，盟军将穿越欧洲东北部进行大规模扫荡行动，解放法国与低地国家，并向德国心脏地带长驱直入。这场将在1944年6月6日发动的战役，会是一场盟军利用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以及通过较为优越的后勤体系，迅速发挥补给能力的机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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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发生在突尼斯凯塞林的美国陆军首场大规模会战过后，美军士兵正在检查一辆意大利军战车是否被放置诡雷。美国的新陆军虽然在这场会战中败给隆美尔，但他们迅速从中汲取教训。

摩天大楼计划经过数次修正后，改称为大君主计划，将焦点放在做为主要和次要登陆地点，卡昂——科腾丁半岛地区，且盟军计划人员就以此地点着手草拟最后的计划，不只要进入欧洲，还要击败国防军和纳粹德国。当英美情报官员针对德军在诺曼底地段的兵力多寡、地形，特别是布莱德雷中将指挥的第1军团将要投入战斗的诺曼底篱田乡间，通过“极”小组（Ultra）（解读极机密的德方电传打字机信息的行动代号）搜集情报并拦截德军无线电通信时，却未受到各级指挥官的重视，将要在那里作战的官兵也没有得到提醒。布莱德雷在战后回忆录中写道：盟军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一场血腥的消耗战，“从展开大君主作战计划作业的那一刻开始，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那些可能会拖累我们前进并导致我们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壕沟战局面的圈套”。
3

 他补充说，机动性是在法国迅速决胜的关键，就像1943年在突尼斯（Tunisia）一样：“我们曾在突尼斯进行一场迅速的机动战争，当地地形对我们有利，而我确信那些战术可以在横越法国的急袭中重现；凭借着英美联军各师所累积的机动力和火力，我们能轻易地在一场开放的机动战争中赢过德军，并超越他们。”
4



尽管布莱德雷提出美军必须立即突破滩头并迅速向内陆推进的意见，但第1军团并没有准备好面对增强抵抗的德军与地形不适合的事实依然存在，在能够进行大君主作战为这次进入制定的全面性战略目标中所要求的机动战之前，第1军团将在诺曼底面临这两个要素的挑战。

在D日登陆前，英军与美军计划人员了解乡间篱田的存在以及在有利于守军的地形上战斗的各种局限，这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英军与加军作战地段〔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 L. Montgomery）的第21集团军〕上的地形因属于开阔的乡野、牧草地和绵延起伏的山丘而有利于进行机械化作战。反之，指派给美军部队的地区是由破碎且崎岖不平的地形特征所组成的迷宫，周围环绕着篱田（法语为bocage）——被茂密灌木树篱圈起的小块田地。当美军部队开始从诺曼底海滩向内陆地区推进的那一刻起，就一头撞进一道又一道数不尽的篱墙，或厚度从300毫米-1.2米（1-4英尺）不等、高度则介于900毫米-4.5米（3-15英尺）之间由树篱和夯实的泥土组成的半泥土路堤当中。从这些灌木树篱中长出来的小树、灌木和藤蔓妨碍了视野和机动。这些灌木树篱围住了每一块田地，并将完整的地形切割开来，限制了部队迅速移动的能力。每一道灌木树篱都有一个缺口，居民和家畜可以从里面走到在树篱外杂乱延伸的狭窄道路。虽然第1军团的地段内有一些硬质铺面道路，但篱田乡野里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没有铺设路面的次级泥土路，路的两边长满茂密的植被，进一步限制了人员和物资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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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突尼斯面对非洲军的美军是毫无经验的新手，他们因此战败。

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这种灌木树篱遍布的区域在军事上的特性相当明显：“每一块田地上的灌木树篱，都被证明是守军绝佳的掩护及隐蔽处，对攻方来说则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无数块相邻的田地可以串连起来，形成纵深梯次排列的天然防御阵地，浓密的植被提供了极佳的迷彩伪装，并限制战斗单位的部署；灌木树篱也压缩了观测范围，几乎不可能运用大口径武器的火力直接攻击，也妨碍了间接炮兵火力的校正。结果，任何人只要占领相对于周围乡村地带能提供良好观测范围与清楚视野的高地，就能拥有独特的优势……”
5



另一方面，美军与德军计划人员均发现，当会战在篱田中进行时，第1军团作战地段内的硬质铺面道路对盟军向内陆的卡伦坦（Carentan）和圣洛进军的成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论是哪方控制了圣洛，就能够持续掌握大部分的篱田乡间道路网，因而防止或有利于盟军的深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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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日登陆犹他滩头的3天前，美军第4步兵师的官兵在拂晓后立即行军穿越德文郡（Devon）的托奎（Torquay）空无一人的街道，前往港口登船。到了6月22日，这些士兵将会突击德军在瑟堡的堡垒。

考虑到1944年的夏季的可能是自1900年以来最潮湿夏季，卡伦坦以西地区，特别是篱田乡间已经变成沼泽地的事实，这种状况将转而限制美军车辆的移动，实际上美军将不可能穿越乡间进行机动；再加上目前覆盖在诺曼底战场上空的云幂高度和低能见度，在篱田中与德国陆军战斗的美军官兵大部分时间内将无法获得庞大的战斗机与轰炸机机队进行密切空中支援带来的优势。再加上补给的问题，由于使美军空中支援作业暂停的同一场暴风雨影响，美军士兵将被迫直接对付已有时间将自己巧妙布置在诺曼底篱田乡野间的德国陆军。

诺曼底的德国陆军

在篱田乡间面对美军第1军团的德国陆军，是后备部队、新兵、受征召外籍人士组成的部队与身经百战老兵的混合部队。在D日当天及接下来不久之后的期间，法国境内的德军总指挥官是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斯特元帅（Gerd von Rundstedt），紧接着由伦德斯特元帅直接管辖的是两位次级指挥官，一位是艾尔文·隆美尔元帅（Erwin Rommel），也就是闻名遐迩的“沙漠之狐”（Desert Fox），他指挥B集团军〔荷兰与罗亚尔（Loire）防区〕，另一位是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Johannes Blaskowitz），负责统帅G集团军〔罗亚尔河、西班牙边界、地中海与阿尔卑斯山（Alps）防区〕。

隆美尔元帅的B集团军下辖2个军团，包括8个军部、24个步兵师和2个空军（Luftwaffe）野战师，这2个军团分别为第15军团与第7军团。第15军团由汉斯·冯·萨尔穆特上将（Hans von Salmuth）指挥，他是位经验丰富的野战指挥官，拥有极高的战术水平与作战敏锐度，在第一线部署4个军部、5个步兵师和2个空军野战师，7个步兵师和1个空军野战师作为预备队；另一个军团是由佛瑞德里希·冯·多尔曼上将（Friedlich von Dollman）指挥的第7军团，下辖3个军部，有5个步兵师位于第一线，2个步兵师作为预备队，此外还有第91空降师，后来又增加2个伞兵师。值得一提的是，各伞兵师在篱田间的战斗中进行了最强硬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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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在科尼许（Cornish）海岸外的一次训练中，第462两栖卡车连的一辆DUKW两栖卡车正在登陆。英格兰西南部是美军第1军团的转运地区。

1944年西线的德国

陆军德军西线总司令

伦德斯特元帅



B集团军

隆美尔元帅



第15军团

萨尔穆特上将



第一线线编组

步兵师（陆军）

第47、第49、第70、第344、第711步兵师

空军野战师（空军）

第17、第18空军野战师



后备师

步兵师（陆军）

第64、第85、第89、第182、第326、第331、第712步兵师

空军野战师（空军）

第19空军野战师



第7军团

多尔曼上将



诺曼底

步兵师（陆军）

第716、第352、第243步兵师*

空军野战师（空军）

2个伞兵师**

第91空降师



后备师

步兵师（陆军）

第84、第353步兵师



海峡群岛

步兵师（陆军）

第266、第353步兵师



西线装甲部队

盖尔·冯·史维本柏格将军（Geyr von Schweppenburg）

党卫军第1装甲军

党卫军第1装甲师

党卫军第12装甲师

第2装甲师

第21装甲师

第116装甲师



*在1944年6月6日进入时并未达到满编状态。

**在诺曼底登陆后加入战斗序列。



从比利牛斯山（Pyrenees）到丹麦边界的整条大西洋前线由大约60个半机动步兵师驻守，主要是由后备军（Replacement Army）人员组成，因为大部分经验丰富、骁勇善战的老兵正沿着东线对抗苏联红军。

至于西线这些部队的素质，步兵上将汉斯·史派德（Hans Speidel）在当时写道，他们“大部分来说年龄过大，无法胜任赋予他们的任务，并且缺乏装备，简直可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步兵师相提并论”。史派德将军还补上一句批评，表示许多这类步兵师里的军士官也同样没有“为他们眼前任务做好准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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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第1军团将要面对的乡间：诺曼底篱田区域的灌木树篱。仲夏时节植物生长茂密，将这些被忽略的封闭田地转变成几乎无法穿越的防卫屏障。

在1939年及1943年间，标准的德军步兵师是以三团三营制为基础编组，拥有3个步兵团，每团则有3个步兵营。每个步兵团除了12个步兵和重兵器连以外，还附加了1个步兵榴弹炮连及1个反战车连。每个师拥有1个反战车营和1个侦察营，建制的炮兵火力由1个炮兵团组成，下辖1个中型炮兵营（150毫米榴弹炮）和3个轻型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或野战炮），总计有48门火炮。由于包括反战车和侦察单位，德军师的编制要比美军的师大得多，总数约有17，200人。

然而，经过将近4年持续不断地战斗，德国陆军步兵师的力量已经大幅衰退，不过步兵师所保有的火力依然受到关注。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献身东线，遏制红军向西推进，国防军因而颁布新的步兵师组织表，当中把步兵营的数目从3个减为2个，但即便如此，数目还是大幅减少，到了1944年，1个步兵师大约有12，769名军官及士兵。国防军各级指挥官试图通过裁减非核心人员，像补给与其他非战斗相关兵种来维持师的战斗力量。事实上，依据1944年式的步兵师编组，他们能够维持75％-80％的战力。

步兵营

每个师的步兵营总数减少，缓和了为侦察目的而增加所谓轻步兵的状况。轻步兵的编制类似步兵营，其中1个连会配备脚踏车以加强机动性。轻步兵营也有稍微多一点的马拉车辆和一些摩托化运输工具，当时德国陆军各师师长将这个单位视为第7个步兵营。

除了削减每个团当中营的数目之外，步兵班和步兵连的人员总数也被削减，但每个连的自动武器数目却不减反增，这点将对篱田间的战斗造成直接影响，因为德军的战术准则总是强调小型步兵单位应装备最大的自动火力。平均来说，1个德军步兵连能够投射的火力，大约是美军的2-3倍，虽然标准的步兵武器是栓式的毛瑟（Mauser）98k步枪，连级火力的增加要归因于9毫米口径MP40冲锋枪及像MG42之类轻机枪的广泛使用。虽然设计上是多人操作的武器，但诺曼底地区的MG42机枪时常配备50发装的古耳托梅尔（Gurttromel）弹鼓，由于射击速率异常地高（每分钟最高可达1000发），这种弹鼓使MG42机枪在篱田间的效果改观，允许掩护完善的1名步兵，在对面的美军步兵班明白是什么武器击中他们之前，于1或2秒钟之内射光50发子弹，并安全撤离该地区。紧接而来在圣洛周围地区与德国伞兵（Fallschrimjäger）的战斗中，美军大兵们也将会碰到FG42，此枪为少数在前线服役的德国半自动步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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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隶属于第101空降师的美军部队行军穿越卡伦坦，打开通向篱田乡间的道路，这是第1军团于6月12日解放的第一座法国主要城镇，而犹他滩头和奥马哈滩头也在同一天连接在一起。

步兵连

平均来说，1个德军步兵连的战力有2名军官和140名士兵，反之美军步兵连却拥有6名军官和187名士兵，使美军步兵师在步兵数目上稍高于德军1.2万人。然而，因为每个班均配备更多的自动武器，德军步兵师的火力要比美军或英军的步兵师还要强大。当德军炮兵火力与美军步兵师比起来算是旗鼓相当的时候，德军步兵师在步兵榴弹炮方面占了便宜，而在自动武器方面则拥有强大优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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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西线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正在视察“大西洋长城”上的掩体，这是计划中1.5万座据点当中的一座。虽然官方上来说伦德斯特负责西线所有的防卫，但他对隆美尔的B集团军的控制只能说是有名无实，且完全无法掌握举足轻重的各装甲师。

空军野战师是较老旧的编制，盟军入侵之前共有20个部署在诺曼底，它们也经过重新编组，以配合人力严重吃紧的状况，另外伦德斯特元帅麾下的静态或是“本地”师，则不用进行重编。这些静态师由3个团组成，每个团有3个营，其力量比起经过重编的师要弱得多，事实上是因为它们缺少基本的侦察营，且只有3个炮兵营。

伞兵师

无疑地，面对盟军、特别是美军的最佳步兵单位，就是伞兵部队，他们由空军管理，但战术上接受陆军指挥。伞兵部队的实力由1944年前的1个军，成长到1944年底推断大约有10万人左右。这些部队是精锐武力，在招募、武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被授予和党卫军单位平等的地位。

这些在1943年末至1944年初成立的新伞兵单位是第3、第5师，以及第6伞兵团（来自第2伞兵师）。事实上第3师特别是第6伞兵团将会与美军在诺曼底的篱田区域中遭遇。根据美国陆军的行动后报告指出，这些伞兵团是“第一流的战斗单位”。

第3伞兵师并未遵照1944年式步兵师的编制，仍由3个团组成，每团有3个营，此外还有独立的迫击炮、工兵和反战车连。当第3伞兵师的迫击炮连开始装备标准的100毫米迫击炮和可怕的105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时，师的迫击炮连已拥有数量相当多的81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而第6伞兵团则有9门120毫米重型迫击炮；至于炮兵火力，第3伞兵师拥有1个轻型炮兵营（12门70毫米榴弹炮）。虽然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这个师奉命以2个轻型炮兵营和1个中型炮兵营加强其炮兵实力，但盟军在德军执行此命令之前就发动攻击，这些措施因而未能实现。篱田间的战斗中，第3伞兵师在战场上的狭窄范围内，有效地运用其12门88毫米高射炮做为反战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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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尔元帅（右三）。隆美尔和伦德斯特间战略观点的分歧使早已混乱的德军西线指挥架构更加复杂。

第3伞兵师（15个连）的总人数为17，420名军官和士兵，而第6伞兵团则有约3457名军官和士兵，比一般的步兵单位编制要大得多。尽管火力、人手皆不足，第3伞兵师和第6伞兵团却不只在数量上，在素质上也较为优秀。伞兵部队缺乏日耳曼人的加入，斯拉夫人（Slav）却组成许多“本地”单位。事实上，这些精锐伞兵单位成员的平均年龄是18岁，有着高昂士气，尽管德国的武运越来越日薄西山，他们却毫不动摇。

就像武装党卫军的第1警卫旗队师（Leibstandarte）及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Hitlerjugend），第3伞兵师和第6伞兵团的武装比一般的国防军单位精良许多。这2个伞兵单位拥有“数量为步兵师下辖步兵连2倍的轻机枪，每个重兵器连则有12挺重机枪和6门中型迫击炮，这样的火力也比陆军单位的重兵器连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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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伞兵单位的唯一弱点是长期以来的摩托化运输问题，由于只拥有70辆各种型号的卡车，伞兵们也深受缺乏机动能力之苦，而此一问题也将阻碍伦德斯特元帅麾下的步兵在篱田战斗中有效地封锁美军的突破。

装甲掷弹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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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空降部队的创建者之一：库特·司徒登将军（Kurt Student）于D日前在法国检阅伞兵部队。

德军部署在诺曼底的最后一种单位，也是美军会在篱田间遭遇的，是装甲掷弹兵，也就是机械化步兵单位。根据美国陆军的定义，装甲掷弹兵单位是拥有建制的战车营、一些装甲人员运输车辆以及部分自走炮的步兵师。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西线唯一的装甲掷弹兵师是党卫军第17戈茨·冯·贝尔利辛恩装甲掷弹兵师（Gätz von Berlichingen），战力主要集中在其6个步兵营、1个拥有37辆突击炮（Sturmgeschütz）的战车营和1个反战车营，当中1个连装备9门75毫米和3门67.2毫米火炮；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也辖有1个包括6个连的装甲侦察营和1个高射炮营，配备更令人畏惧的88毫米高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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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伞兵正在操纵1门经过严密伪装的20毫米Flak38高射炮。他们头戴特有的空降头盔，身着第二式迷彩跳伞罩衫；虽然从1941年的克里特（Crete）战役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空降进入战场，但这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们在整场战争中仍保有独特的制服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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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地区典型的德军步兵，由本图中明显可见到他们穿着迷彩制服，配备掘壕工具、MP40冲锋枪和MG42机枪。

数量的问题

诺曼底登陆时，德军西线总司令部的装甲战力包括6个陆军装甲师和3个党卫军装甲师。陆军装甲师的人员数目从12，768人（第9装甲师）至16，466人（第2装甲师）不等；党卫军装甲师拥有6个而不是标准的4个步兵营，人员数目则在17，590人（党卫军第9装甲师）至21，386人（党卫军第1装甲师）之间。虽然人员数目上有如此的变化，但跟美军的装甲师比起来，德军的装甲师规模比较庞大，但他们的战车却比较少。党卫军和陆军的装甲师均配备装有75毫米炮的四号战车以及性能一流、装有致命75毫米长炮身战车炮的豹式（Panther）战车，在装甲师内还可以发现其他战车，像三号战车（50毫米炮）、三号和四号突击炮（75毫米炮）。几乎在任何状况下，不论是陆军还是党卫军的装甲师，大部分都因为东线上的单位耗尽人力与物资而严重缺乏人员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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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炮兵意味着诺曼底的德军极度依赖迫击炮和这种武器：41型150毫米口径火箭发射器，外号“呜咽的米尼”（Moaning Minnie）。

陆军装甲师的组织，除了2个步兵团（4个营）和1个战车团之外，还包括1个自走反战车营（大部分装备突击炮）、1个装甲侦察营、1个牵引式高射炮营和1个炮兵团，下辖1个轻型自走炮营、1个轻型牵引式炮兵营和1个牵引式中型炮兵营，党卫军和陆军师唯一不同之处是只有党卫军的师拥有额外的牵引式轻型炮兵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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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101重型战车营的1辆六号虎式战车，该营是诺曼底战役期间3个营当中唯一一个投入虎式战车的营。

1944年5月西线德军的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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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步兵上将
11

 史派德所写的，“装甲师从未达到满编状态，训练也尚未完成，缺乏可靠的军官和物资。虽然他们只有1940及1941年装甲师标准的30％，但是装甲师的战斗潜力比那些一动也不动的步兵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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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豹式战车（就算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最佳战车，也可以认为是最具威力的战车之一）和四号战车的产量略为增加，西线总司令部仍无法克服盟军的数量优势，特别是美军，他们在1944年时已拥有完全机械化和摩托化的部队，一旦突破了滩头，就能够迅速前进。

除了在滩头后方最邻近地区面对盟军的部队以外，还有从头到尾投入诺曼底战役，特别是篱田间战斗的德军第7军团，其战力为14个步兵师（静态与机动）和4个装甲师。在法国及西部战区，西线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共指挥58个师，当中有33个师是静态师或预备师，只能负担有限的防守任务；剩下的25个师之中，有13个步兵师、2个伞兵师、5个陆军装甲师、4个党卫军装甲师和1个独立装甲师（第21装甲师），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该师正在以缴获的苏军武器进行整补。
13

 当德国的战时生产忙于供应东西两线上的国防军战车、火炮和其他基本物资时，盟军轰炸和亟需接替的装甲部队的持续消耗，意味着性能一流的装甲车辆在西线总司令部辖下的各师直到1944年相对来讲仍属稀少，即使这样，它仍以不稳定的速度进行缓慢补充。

德军的指挥与管制

如同先前已经提到的，伦德斯特元帅是西线总司令，麾下则有隆美尔元帅和多尔曼上将对战场上的部队行使即时的战术指挥。虽然西线总司令部所有的指挥官们在作战专业知识方面都累积了可观的实战经验，但妨碍法国境内国防军行动的是伦德斯特和隆美尔对于如何才能最有效反击登陆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分歧。早在1943年5月，西线的资深陆军军官就已承认英美联军进入欧洲大陆无法避免。这当然会对德国陆军造成全面性的紧绷，但仍有机会可以把战局扭转到对德国有利的那一面，希特勒确实是这么想的。到了1943年末，一个崭新的战略构想在柏林（Berlin）散播开来，如果能够在距离法国海岸32千米（20英里）的范围内遏制并击败盟军入侵，西方盟国的战争努力至少会往后推迟2年，而在这段时间内足以将帝国所有的资源转用来击败苏联。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如何达成这样的胜利？

鉴于伦德斯特较偏重机动防御，隆美尔则坚信有必要在登陆部队建立桥头堡并向内陆推进之前便加以击溃；“沙漠之狐”汲取了他在北非面对盟军物资优势的经验，也深信因为空军无法在法国战场的上空消灭盟国空军，所以机动作战虽然值得向往，却是不可能的任务。隆美尔主张，由于德国陆军无法像盟军那样机动，因此取得防御战胜利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事先备妥的防御阵地内战斗。他声称，“大西洋长城”（Atlantic Wall）的碉堡、壕沟和其他人造要塞设施，是德军唯一可用来抵消盟军“数量与机动”优势的手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军向内陆挺进的过程中，篱田间的天然地形反而带来最大的麻烦。事实上，除了科腾丁半岛的地形之外，德国陆军结合了武器本身和对这类武器战术运用的优势，通过从诺曼底海滩一路向后延伸至卡伦坦和圣洛的防御体系，能够迟滞布莱德雷将军麾下部队进行原本的大君主作战中所要求的机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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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101重型战车营的高级军官们正在召开野战会议，最左边的是战车王牌米夏埃尔·魏特曼（Michael Wittmann）。

正当隆美尔以各式各样的反战车和反人员防卫措施，特别是地雷，将防线的纵深从海滩向内陆增加到9.6千米（6英里）时，他以所谓的“抵抗巢穴”形式来组织预备队。隆美尔元帅主张，凭借“将部队集中”于要塞化阵地内的做法，在盟军的空中优势下，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他深信因为国防军长期缺乏人员和物资，固定战线的防御战略是诺曼底地区德军的唯一可用选项；
15

 隆美尔也相信，由于西线总司令部掌握的机动预备队“离主战场后方太远”，以至于无法在入侵部队累积力量突破滩头之前就阻止他们的计划中发挥任何用处。他断言：“战斗部队和预备队的部署，应该在那些保证只要进行最低限度移动，就可以到达能对抗任何对最可能地点攻击的位置上，不论是在低地国家、在海峡地区、在诺曼底或是不列塔尼（Brittany）都一样，此外也要确保大部分敌军部队，不论是经由海路前来或空降，将会在半路上就被我方火力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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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102重型战车营的1辆虎式战车。8月下旬该营在法莱兹附近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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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最高统帅部作战厅长约德尔。约德尔主张在诺曼底进行纵深防御。

由于国防军缺乏装甲车辆和各型轻重兵器，也没有充足的人力，隆美尔相信一旦登陆噩梦成真，以固定式要塞为中心的防卫措施提供了最佳、也可能是击败盟军的唯一手段；如同在篱田乡间爆发的战斗所证明的，这位元帅的估计并没有太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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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海岸炮兵主宰着加莱地区的巨炮，但不幸的是它们的位置错误，因此无法迎击1944年6月盟军远在南方的入侵。

另一方面，伦德斯特元帅主张弹性、机械化的防御战略，认为发动机动钳形攻势是对抗盟军登陆的最佳途径。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月，这位西线总司令寻求将负责海岸防御工作的静态师摩托化并升级其武装。在第7军团防区，伦德斯特在防守不列塔尼海岸的其中4个步兵师（第265、第266、第275、第353步兵师）内组织了机动的战斗群，包括步兵、装甲部队、炮兵和其他机械化车辆的混合编组，如果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伦德斯特计划将这些战斗群移动到交战区之中。

就可用的装甲师而言，在1944年6月初，德军只有1个装甲师（第21装甲师）在诺曼底，而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Lehr）则在约100千米（62英里）远的内陆中，其他的装甲单位则在塞纳河以北，以抵抗预期中盟军对加莱的攻击，这是从英国出发最短的入侵路线；如果局势还不够恶劣的话，西线总司令部根本就没有指挥这些装甲部队的权限，它们只由人在柏林的希特勒掌管。当塞纳河以南的3个装甲师将理所当然地回应在他们区域中的任何盟军攻击时，接下来的装甲部队支援必须要有元首的亲自命令才行。

万一盟军入侵，除了各单位移动到诺曼底之外，先前毫无动静的德军师也已进行动员，然而当入侵行动在6月发生时，这样的努力才刚开始而已。尽管第7军团尽一切努力，勉强凑足任何能够取得的摩托化运输工具至摩托化部队的运输连中，但这样的努力在1944年5月才展开。伦德斯特元帅组织机械化部队的努力，与隆美尔召集每一位可用人员、并沿着海岸防线部署他们以应付入侵的努力同时进行。事实上，这只“沙漠之狐”下令在此区域中两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圣洛和卡昂内外的各单位必须重新编组，以便于在盟军突击的第一时间内调动。

希特勒的观点

至于希特勒，他曾经考虑接受改变，将机动部队部署在海滩防御单位的后方。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OKW）作战厅长艾尔佛烈德·约德尔上将（Alfred Jodl）向元首指出，除了3个师以外，所有的单位已经前进到够远的地方，可以用炮兵火力轰击遭到入侵的滩头，而且由于固定式要塞可能带来的危险，约德尔认为有必要在后方保留部分卫戍部队，以对抗可能的空降行动。然而，不顾伦德斯特和约德尔的强烈反对，隆美尔持续将大批可用的部队转移至海岸防线；在伦德斯特提出激烈抗议，不准隆美尔再调派更多单位至沿着海岸的阵地后，柏林的最高统帅部拒绝隆美尔将大批可用的后备师投入可能会遭到入侵的海岸防线。

防御理论

因此，隆美尔和伦德斯特间防御理论的冲突从未得到有利于任何一方的妥善解决，而诺曼底的事件最终压倒了他们俩。由于无法找出容易接受的解决方案，最终导致在两人之间寻求妥协，至于取得一致意见的部队部署方式，双方都不满意。事实上，共用的机动预备队已经被削减至无法集中进行有效逆袭。简单地说，在隆美尔的静态、海岸线防御与一旦盟军登陆时伦德斯特所想要进行的机动防御之间无法达成妥协，形同绑架了德军的战略，只有打一场防御战，正如一旦建立最初的滩头堡，美军战略与作战计划就只能被迫在诺曼底的灌木树篱间战斗到底。然而对德军来说，D日后在篱田中所采取的作战与战术准则，事实上要归因于当地地形的本质，是对隆美尔的静态、纵深防御的再次肯定，而非伦德斯特的机动作战概念：毕竟，对装甲部队来说，篱田地形难以穿越，对美军的装甲部队来说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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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的海滩上，这群士兵驻守在“大西洋长城”数千个掩体当中的其中一个里，但许多这类的静态单位，是来自东欧、素质低下的东方部队。

做为此一情况的结果，在未能决定性地扩大海岸防御规模，或是增强装甲和机动部队能力的状况下，德军的作战弹性就被削减了。
17

 尽管如此，隆美尔元帅的海岸线作战计划使守军有所准备，并对1944年6月及7月犹他滩头以西篱田乡间的纵深防御组织有部分影响。

然而1944年6月6日的登陆行动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西线的德国陆军面对着刚开始只是涓涓细流，后来则如滚滚洪水般蜂拥进入犹他和奥马哈滩头堡的美军战斗部队，甚至得为生死存亡而奋战到底。不过即将在诺曼底篱田登场的会战有一部分已经成形了，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快速地向内陆推进，就如同一旦上岸并向内陆朝圣洛进军，布莱德雷中将就意欲进行一场机动战一样。事实上，布莱德雷对于篱田乡野间的后勤和战术判断加上德军强烈抵抗之预想的落空，大部分要归因于敌军官兵在易于防守的地形上的主动权和战斗能力，这使接下来的2个月成为可能是整场西北欧洲战役当中最艰苦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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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德雷将军。在诺曼底战役期间，布莱德雷还是一位三星中将，指挥第1军团经历了突击阶段和篱田间的战斗；他在8月1日升任第12集团军司令，第1军团司令则由克尔特尼·霍吉斯将军（Courtney H. Hodges）接任。


第二章　美军作战与战术准则

德军在诺曼底篱田地区的战术；美军步兵师的武器和他们击败德军在篱墙间的防御所使用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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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野战炮兵正在射击。美国陆军在参战时实施了一套新的炮兵准则，也就是以间接火力提供步兵密切支援，并发展出像图中的105毫米榴弹炮等新型火炮来达成此一目标。

于公元1944年6月6日展开登陆的美军各师，旋即发现灌木树篱将对作战行动在篱田区域进展的速度产生可观影响。如同D日之前所有关于大君主作战的计划所强调，“应该发展可在篱墙间运用的特殊战术，并与步兵在小组中通力合作，以发挥良好优势”。
18

 事实上，这里的战斗将对攻方和守方的步兵带来好处。有鉴于不能以大规模编队运用装甲部队，因此可以凭借“优势”在步兵身旁作战。

不过，即使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知道乡间篱田的地形，但却很少去注意美军步兵可能会面对的问题，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写的，“看起来好像是篱墙的不利本质使美军高级领导人大吃一惊”。
19

 事实上，诺曼底登陆过后仅仅两天，布莱德雷将军就抱怨篱田区域是“我所见过最糟糕的区域”，其他美军指挥官也有类似的附和观点。第7军军长“闪电乔”（Lightning Joe）约瑟夫·柯林斯少将（Joseph L. Collins）向布莱德雷评论道，篱田区域的地形“跟我在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上的战斗所遭遇的一样坏”。事实上，尽管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已经有一些针对法国篱墙的讨论，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士·盖文准将（James M. Gavin）在篱田区域见到实际地形时也讶异不已。

尽管许多美军单位在英国乡间各种不同的区域接受训练，且这些区域跟他们会在诺曼底滩头后遭遇的地形有几分类似，年轻的军官们却也持有这类观点。担任第7军第83师第329团其中一个连连长的查尔斯·佛森上尉（Charles D. Folsom），表示篱墙“构成了以往从未遭遇的问题”，且在D日前的训练中也根本没有纳入在篱墙间战斗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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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陆军单位，像第116和第175步兵团，从1942年10月起就已经在英格兰待命，但针对欧洲大陆的战斗训练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首要工作，反而是将部队编组成各师并跨海运来成为主要任务，持续集结足够的装备和补给，直到全面进入成为可能。

当这些师在英格兰立足后，对突击单位进行两栖训练就成为首要任务，而光是美国陆军的规模就造成其特有的障碍。截至1944年5月，已经有超过150万美军部队在英格兰集结，因此供他们进行训练的空间太小了，实弹演习成为突出的问题，优先权给了英国陆军和美军负责突击的各师。更要紧的是，直到1944年初，M1加伦德（Garand）步枪仍大量短缺，而许多新编成的步兵师在美国就只是使用老式的M1903春田（Springfield）步枪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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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诺曼底德军炮兵的照片中，德军火炮都经过相当严密的伪装。盟军的空中优势使得伪装成为基本工作，但也象征着德军重视伪装和熟练运用防御阵地。

阻碍美军从诺曼底海滩向内陆推进的篱墙，慢慢地成为接下来的2个月中美军战斗人员的头号敌人，以及对许多士兵来说最不可磨灭的法兰西回忆。如同美军部队发现的，每一道篱墙都是一处潜在的堡垒，德军可以布置散兵坑、壕沟或是独立的战斗地窖及掩体；当美军企图穿越这块区域时，德军在篱墙间的防御阵地能够从三个方向加以阻挡，此外他们也广泛地运用地雷。仲夏时分，篱田上的矮树丛茂盛无比，是适合藏匿各式各样杀伤装置的理想地形，包括木制的“鞋子”地雷和填充轴承滚珠的“S”型地雷，也有很多机会触动随地可见的“马铃薯捣碎器”M1924棒形手榴弹。

如同在整个6月和7月间发生的一样，夺占每一道篱墙不但需要火力，也要有适应即将面对的战术状况的能力，这是美军参战两年半之后仍在学习的事。事实上，跟诺曼底登陆本身一样重要的是，篱墙间的战斗揭露出一种在北非、西西里（Sicily）和意大利的战斗都未能纠正过来的战术障碍。美军士兵在篱田区域的表现，成为美国陆军在D日前未能针对从滩头堡出发的进军行动真的于6月6日展开后，将会在法国境内面临的挑战进行适当准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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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地面部队操作88毫米炮瞄准目标。虽然被设计为高射炮，但“88炮”对付战车却有传奇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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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分析在D日之后，当美军官兵准备在篱田区域战斗时，他们的组织与作战和战术准则。

德军防御准则

尽管有篱墙带来的诸多问题，但真正的问题、也是一个时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的问题，就是德军已经组织了有效的纵深防御。德军在犹他和奥马哈海滩无法完成的事情，却在篱田区域办到了，不但防止美军战斗单位的全面部署，还使第1军团没有可从侧翼迂回德军防御阵地的空间，因而无法利用在机动方面的优势，因此反而是德军逼迫美军打一场有利于自己的消耗战，因为他们拥有作战和战术层面的优势。

德军的阵地充分利用篱墙所提供的防卫优点，组成特别设计用来摧毁攻方协同和冲力的有效纵深防御体系。这道德军建立的防线由一系列互相连接并清楚划分的射程组成，由配备各式枪械及轻重兵器的小型分遣队防守。德军以事先规划且对准目标的，由火炮和战车防御的阵地组成“阶梯带”强化这些阵地，当中火炮大部分是致命的88毫米炮，战车则多属豹式战车和突击炮。简单地说，篱田内每一块单独的范围都是一座微型堡垒，迫使进攻的美军步兵必须和一个个的“隔间”战斗。

[image: ]


装甲部队驶入篱田。一列美军纵队不取道地势较低的道路（图中央），而是直接冲破树篱路堤前进；田地中的斑点是德军散兵坑。

与德军的步兵师十分相像，美军的步兵师（1944年制）也是以三团三营制为基础编组而成，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军步兵师是以3个团、每团3个营为基础，这些营也同样地分成3个连，每个连再划分为3个排。在1个师之中，最小的单位是步兵班，由12个人组成，配备M1加伦德半自动步枪、白朗宁自动步枪（Browning Automatic Rifle，BAR）和一支手动枪机M1903春田狙击步枪。

美军步兵采用加伦德半自动步枪作为标准武器，使得步兵排在面对德军步兵的毛瑟98k手动枪机步枪时拥有强大的火力优势。虽然加伦德半自动步枪重达4.5千克（10磅），比起它所取代的M1903春田步枪却更容易保养，因为少了20个零件，后坐力也低了约40％。然而它在战斗中最大的优点是射击速率，在受过训练的步兵手中可达每分钟射击80发子弹，这意味着一个12人的步兵班每分钟能够对一个目标发射将近1000发0.3英寸口径的弹药，而且这还是在没有使用白朗宁自动步枪和其他支援武器的状况下。

当然，为了达到这种程度的火力，每一名步兵都必须携带大量弹药，除了弹药带中的10组8发装弹夹之外，还至少要在帆布制子弹袋中塞进另外6组，而有些士兵会携带两条这种弹袋。这些重量会被认为妨碍行动，但在先射击后移动的状况中就不是如此了，而步兵们经常抢先射击！

每一个连除了有3个步兵排之外，还有1个兵器排和1个连部小队组成一个完整的步兵连。每个兵器排拥有2挺0.3英寸机枪（在篱田的战斗当中格外有用），还有2挺可靠的0.5英寸机枪、3门60毫米口径迫击炮、3具2.36英寸口径反战车火箭筒。1个步兵连的官兵总数是6名军官和187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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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陆军步兵班基本装备：


10名步枪兵：M1加伦德半自动步枪。

1名步枪兵：白朗宁自动步枪。

1名狙击手：M1903春田狙击步枪（附有榴弹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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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诺曼底战场上调动炮兵时需要使用车辆，意味着这类调动只有在夜间才能安全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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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党卫军的炮手和他们的75毫米反战车炮控制着穿越篱田的道路，盟军战车是他们的优先目标。

3个连加上1个重兵器连与营部连，组成1个步兵营。重兵器连装备额外的0.3英寸机枪、6门81毫米迫击炮和7具火箭筒；而营部连包括1个反战车排，配备3门57毫米口径反战车炮、3挺0.3英寸机枪、1挺0.5英寸机枪及8具火箭筒。接着，3个营加上团部连、勤务连、反战车连、1个步兵炮连（装备37毫米炮）和1支卫生队组成1个团，有6门57毫米口径反战车炮、6门105毫米榴弹炮和3挺0.5英寸机枪支援。

虽然有一系列大量的轻重型步兵武器可供营长、团长和师长们调派使用，不过他们缺乏一种将在篱田区域证明极为有用的决定性武器：战车。战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被预知为一种支援步兵和扩张战果的武器，但在步兵师的编制装备表（table of organization，T/O）内却无法发现它的存在。为了纠正此一缺陷，陆军计划人员从1943年开始为每一个师增加一个独立的战车营，也就是所谓的总部战车营。这些营的组织跟标准的美国陆军战车营一样，辖有1个营部连、1个勤务连、3个中型战车连和1个轻型战车连。每个战车排拥有5辆战车，通常是2辆M-5斯图亚特（Stuart）轻型战车和3辆装备76毫米炮的M-4雪曼（Sherman）中型战车。每一个战车连拥有3个排，以及1个由2辆战车组成的连部小队。1个战车连人数总计有5名军官和116名士兵，以及17辆M-4雪曼战车。1个轻型战车连则有5名军官和91名士兵，装备M-5斯图亚特轻型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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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战车营通常会在进攻时支援步兵师；反过来说，为了向某个步兵团的1个营提供火力支援，战车营会被指派给步兵师的某一个团。

理论上，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准则认为，美军步兵应该依照联合兵种队伍的方式战斗。在真实的联合兵种状况中，步兵营时常在战车、战斗工兵、炮兵、勤务支援和密切空中支援的伴随下进行攻击。然而，即使美军步兵营均衡状况要好得多，以联合兵种的观点来看，篱田区域的战斗只暴露出有关联合兵种的战场实务，美军步兵还有多少需要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尽管美国陆军强调联合兵种作战，例如可以在像《FM-100-5作战准则》（FM-100-5 Operations
 ，1940）这类的准则刊物当中发现其内容提到“没有单一一个兵种可以赢得胜利”，但事实就是美国陆军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间，仍难以理解联合兵种之间的协同行动，这大部分要归咎于它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教训，即联合兵种部队在1918年对德国的战败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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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篱墙间使用迫击炮对付美军步兵的优点十分明显：易于伪装、迅速射击、快速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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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诺曼底的盟军车辆数量庞大，因此德军从中捞到好处一点也不令人讶异，图为伞兵们在他们缴获的英军侦察车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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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时，一个伞兵MG42机枪小组冒着敌火射击，拼命往他们的机枪阵地前进。MG42轻得可以只由两人操作，但其极高的射速意味着需要定时补充大量弹药。

联合兵种

在1942年匆忙派遣部队的时候，陆军领导人并没有留心佐治亚州（Georgia）班宁堡（Fort Benning）陆军参谋总长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提出的警告，他在战间期是一位联合兵种作战的拥护者。而美国陆军在篱田区域的早期战斗中缺乏的就是巧妙运用联合兵种队伍以击败敌军；当美军部队被迫为每一道篱墙而战时，他们必须付出可怕的代价来重新学习，只不过是一年之前在凯塞林隘口（Kasserine Pass）和西西里得到的教训。事实上，鉴于1个德军步兵连满编实力约有140人，美军步兵连多出47支步枪可供支配，因此能想见会有更猛烈的火力。虽然就组织上来说，美军步兵连因为在后勤和航空支援条件等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而得以纵横战场，但当德军步兵在篱田地形上准备妥善的阵地中战斗时，就能够通过作战机动性和绝佳的战术表现来克服物资短缺问题。

美国陆军原则上强调攻势，当中包括通过包围和突穿来克服敌军防御。关于包围，步兵会同时进攻敌军的后方和侧翼，而友军部队则发动攻击，目标为夺取敌军后方地区；另一方面，主攻部队为了可维持攻势以夺取和侵入敌军的后方地区，突穿的特征则是“意图使敌军的防御阵地破裂”的猛烈正面突击。因为美国陆军的领导高层偏好运用火力和机动力，步兵的训练从头到尾强调火力和机动力，在美国和登陆前在英格兰都一样。对进攻时的美军步兵来说，有一句箴言是“维持冲力”，因为这样一来能降低伤亡的比率，还能将可用的火力发挥至最大程度。

也由于步兵营是美国陆军中主要的机动单位，因此步兵营内的步兵连和步兵排在达成战场目标的过程当中是首要角色。基本的陆军步兵教条强调步兵营凭借“火力和机动力”来达成目标。当步兵营的轻、重支援武器摧毁敌军阵地时，步兵在一连串的突击中对敌军进行机动包围，靠着个别士兵利用步枪、手榴弹和刺刀击杀或俘虏他们。

鉴于美国陆军的准则规范中着重从营级开始以下的火力和机动力，大部分营级规模的攻击都类似正面突击，步兵营将沿着宽度从457-914米（500-1000码）的正面（依据地形而定）发动攻击，由2个连并列前进，1个连作为预备队。当2个攻击连中的一个向前进攻增强压力时，另一个连就发动辅助攻击和火力压制以提供支援。一般来说若是运用传统的战术，步兵连进攻正面的宽度只有182-457米（200-500码）。历史学家迈克尔·达伯勒（Michael Doubler）写道：“在诺曼底的初期几场会战中，美军指挥官们企图用传统的攻击方式彻底消灭德军。步兵连以2个步兵排在前并列前进，后面依次跟随的是第3个排和兵器排。因为德军的防卫火力涵盖所有篱墙上的缺口，因此领头的单位被迫穿越浓密的植被，开出一条通路。当攻击部队从篱墙后现身时，他们就发现直接暴露在几乎是零距离射击的德军机枪火网中。美军官兵使用步枪和自动武器反击，但这样的火力不足以压制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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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战车，美军也发现在篱田区域进展缓慢。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战车有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摧毁或压制敌军，并维持攻击时的冲力；虽然步兵容易受到自动步枪火力杀伤，但战车可轻易地作战，然而却容易被反战车炮和反战车地雷击毁。此外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到了1944年，德军采用被称为铁拳（Panzerfaust）的无后坐力单发反战车武器，并更广泛地使用反战车地雷，因而能够克服美军在装甲战斗车辆方面的数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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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的乡间使德军步兵和装甲部队可以在不被察觉的状况下四处移动，而当地的石造农舍则成为理想的堡垒。

不过，战车和步兵之间很快地就形成一种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攻击期间，不论哪一方都要依赖另一方的能力以压制敌方火力和阵地。当战车和步兵一同作战时，战车依惯例“抵消”或击毁敌军的自动武器和步兵，而步兵就负责清除反战车地雷或压制铁拳这类的反战车武器；友军的步兵也会保护战车不被试图使用手榴弹或TNT炸药的敌军战斗工兵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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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部队纵列，令人印象深刻，这是美军第79步兵师的战车营（第749营）在刚被解放的科腾丁半岛勒赛市的街道上待命，时间是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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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前线上的M1加伦德半自动步枪。从右边数第3个士兵携带了1个额外的弹袋，可装6组弹夹。在熟练的士兵手中，加伦德步枪的射速可达到每分钟超过80发。

步兵和装甲部队突击

在攻击中，步兵和装甲部队排列成两梯队作战，分别由两者依次轮流领导攻击行动。一般来说，当地形平坦或上下起伏且没有反战车障碍时，就由装甲部队在前方开路；另一方面，当地形恶劣或是遇上稳固的敌军雷区，就由步兵领导攻击，而后者正是在篱田区域中运用的战术。当装甲部队在前方开路时，第一攻击梯队只有战车，而第二梯队则由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当战车发挥火力和机动力夺取目标时，步兵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当步兵跟随第二梯队前进时，战车就提供压制性掩护火力。随着攻击的进行，战车和步兵实际上将会从一处阵地“蛙跳”到另一处阵地。在步兵领导攻击的时候也是完全一样，不过在这样的状况中，第一波攻击的步兵会有炮兵火力支援。不管是战车还是步兵领导攻击，美军的战术旋即进化到两者结合发展出一支能极为有效捕捉并肃清目标中敌军部队的队伍。

然而，一名排长对篱墙战斗的详细描述，一语道尽了美军持续穿越一望无际且躲满配备机枪和自动武器的德军的篱墙迷宫并进行战斗时，所持有的态度：“步兵若要穿越篱田区域，只有三条路可以选。他们可以沿着路走，不过这总是会使带头的人觉得根本毫无掩蔽（而他们确实毫无掩蔽）。也可以试着穿越篱墙角落的缺口，沿着向前延伸的道路缓缓推近，或是一群人一起快速通过，然后在后头的田野里散开来，但这个方法并不受欢迎。首先，当你想找个缺口钻进去的时候，却经常会找不到缺口。其次，德军比我们早知道哪里有缺口，通常已经准备好机枪和冲锋枪欢迎我们。第三种方法是赶快沿着散兵线散开，越过篱墙，然后穿越田地，如果没有篱墙的话，这会是一个还可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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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03春田栓式步枪。这是1917年时美军步兵的标准武器，但在1936年之后被M1加伦德步枪取代，而M1903步枪仍为训练用枪及步兵连狙击步枪。

[image: ]


1942年时，AT M1火箭筒的第一种量产型。这种构造简单的两人操作发射器可以发射高爆火箭弹，贯穿70毫米（3英寸）厚的钢板。

“通常如果没有开出一条路的话，我们就无法穿越树篱。开一条路当然很花时间，而一挺德军机枪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射出大量子弹。有时候树篱本身没那么厚，但对步兵来说还是需要花时间，因为他得攀上路堤，然后爬过去，在这段时间内他就变成枪靶子，当他爬过去之后，德军就会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哪里。总的来说，第一个爬的人会非常沮丧，看起来走在越后面的人就越轻松……当然德军不会防守每一道篱墙，但只要没有大步踏进有德军防守的篱墙中间，就不会有人知道。”

“很难在最需要的时候取得火力优势。首先，机枪在进攻的时候几乎没用，因为机枪唯一的使用方法就是靠在臀部射击。如果你在开始前进前架好机枪，它们没有射程，也不能射击敌人；如果你扛着机枪直到遇上敌军，把它们架在适当位置的唯一方法还是把它们架在篱墙路堤的顶上，但这样并不好，因为德军就躲在下一排篱墙里，在枪架好之前就逮到你了。无论如何，必须把机枪平放在路堤上，而不是架在三脚架上，就只是一根枪管不稳地靠在上面；另一方面，德军会在前方的路堤上挖机枪掩体，然后加以伪装，完全布置好以掩护各条道路、小径和其他我们的弟兄必须使用的隘路。”

“火炮是主要的火力支援武器，但有某些障碍。首先，火炮需要前进观测员从前线校准，但有时候光是知道他们在哪里都有困难，而树木屡屡耽搁修正工作，因为它们会遮蔽视野。如果你发现另一道篱墙后面有敌人，他跟你的距离通常还不到100码，对炮兵火力来说这样的距离太近了，特别是因为近弹很可能会炸断在你这一边篱墙弟兄们头顶上的树木。如果敌军在你前方隔了两道以上的篱墙，这样也不太好，因为穿越就在他前面的最后一道篱墙去逮他的那点延迟，就给了他时间在炮击停止后伺机而动并给你迎头痛击。迫击炮是有效的武器，只要你知道射什么、射哪里就可以，但步兵在穿越最后一道篱墙时仍会耽搁，并暴露行踪。地形上的小细节对防守的德军有利。他们可以掘壕固守，设置武器以掩护通道，并为自己准备好地道和有掩蔽的出口。然后当我们的弟兄出现，费力地开路前进时，德军可以先击倒带头的一两人，使得其他的人像鸭子一样蹲在路堤后面，接着便呼叫迫击炮支援。德军的迫击炮非常、非常有效率。当我们的弟兄准备要追击德军迫击炮的时候，德军迫击炮小组早已连人带炮转移到下一站了。如果我们的人起身追赶，而不是像鸭子一样缩在路堤后面，德军的机枪或冲锋枪就会招呼过来，打掉一些人。对我们步兵来说，用棒球的讲法，你可能会把这种状况称为外野手的抉择，没有人对这个很热衷。但回到后方，我时常听见语带轻蔑和愤怒的批评，‘他们为什么不起身，然后追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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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中，士兵们组装好爆破筒。所谓的“爆破筒”只不过就是支架用的管子，里面塞满高爆炸药，但在清除铁刺网和之后在诺曼底把篱墙炸出缺口的时候，这种装备可说是无价之宝。

“战车也没有好到哪去。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可以沿着道路行驶，但在这个状况中只有泥巴小路，对战车来说通常都还太窄，经常比两旁的路堤低4-6英尺，且一般来说泥巴很深；第四级的公路第一时间看起来还像样，但只能单向通行，通到邻近田地的出口也很少。一支装甲部队，不论是一个排或是一个装甲军团沿着唯一一条道路攻击，只能以一辆战车的正面进攻，其他排成一列跟在后面的战车都只是路障而已；当第一辆战车压到地雷或是挨上1发88毫米或75毫米的炮弹时，它总是会停下来，然后通常会烧起来，有效地堵塞住整条道路，如此一来跟在后面隆隆作响行驶的庞大战车队不得不丢脸地停下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试着找出敌军的火炮或战车在哪里，并调来一辆战车或自己动手射击。但唯一的麻烦是，很可能只有第一台战车里的乘员看见炮口的火光，然后就牺牲了，试着进入位置并开火射击的战车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在他们进一步行动之前就被击中，我曾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发生。在篱墙间，在前排你几乎找不到射击位置，而在后面你怎样都看不到敌人，就别担心了。通常这个时候战车就会等待步兵来帮他们处理这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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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将会在D日登陆行动中担任先锋部队的美国陆军游骑兵（Rangers），正在苏格兰用白朗宁自动步枪进行训练。

“除了英勇地沿着道路冲锋之外，战车也许会尝试强行穿越篱墙。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会让敌人有时间把战车或火炮调整到最佳位置，然后坐下来等就可以了。在这项解决办法中，有一个比较次要且局部的问题得先解决，这个问题会激起某种程度的恼怒，那就是谁要走第一个？战车还是步兵？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多么的谦逊。”

“任何在篱墙间实际战斗过的人都明白，其过程必然缓慢，而巧妙防御的守军能够有效阻挡比他们强上好几倍的进攻部队，并对其造成惨重损失，这是因为进攻者无法有效发挥火力，也无法迅速推进，除非他开到路上，但这样很快就会在一些适合敌军伏击的地点被阻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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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斯图亚特轻型战车。1944年时，斯图亚特轻型战车几乎可说是过时装备，但仍可充分胜任侦察任务。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使穿越篱墙的战斗变得困难无比。这种地区仅仅是一连串被果树林封闭的牧草地，就像被篱墙封闭一样，很少人能够把田地边缘以外的地方看得一清二楚。在实际状况中，很难跟邻近的班、排或更大的单位保持实质接触，因为难以确认他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不像在开阔的乡间，射程无法涵盖两翼。所有这些都导致控制上的困难，并引发部分小单位的孤立感。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前线部队认为友军根本就不在旁边；看不到友军，或友军不在旁边的田地里，于是他们就留在原处。这种延伸出去的感觉时常会使领先的部队停止前进，并等待侧翼的单位赶上（有时候他们已经在前面了）……德军在篱墙间的逆袭，大部分因使我们前进缓慢的相同理由失败。任何攻击都会迅速失去冲力，之后因为我们的炮兵、战斗机与轰炸机，德军将会遭受灾难性的惨重损失。事实上，我们发现要痛击德军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发动逆袭，前提是我们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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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主要的连支援武器是M1919白朗宁轻机枪，不过也有其他用途，如本图所示架在M-5轻型战车上。

与运用联合兵种的火力和机动力对付敌军阵地一致，陆军准则也强调直接或间接地运用野战炮兵。在联合兵种攻击中，炮兵的角色是压制敌军的机枪和迫击炮、摧毁敌军固定的防御阵地，并且在攻击时防止敌军有能力维持防御阵地。战斗工兵也会被用在这类的联合兵种攻击中，特别是工兵针对固定的堡垒或阵地进行破坏，以摧毁敌军阵地，或是妨碍敌方撤退或进攻。与联合兵种队伍搭配的则是密切空中支援，篱田区域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由于技术和准则问题，指挥官们时常发现就算不是不可能运用有效的密切空中支援，也是相当困难，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关于整合有效密切空中支援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过。

从原则上来说，当下至准尉，上至少将的美军指挥官们试图找出一个可以影响突破的解决之道时，篱田的战斗考验着他们。由于战前的手册和训练强调“火力和机动力”，也因为篱田本身能够进行机动的空间有限，美军指挥官们被迫“一股脑儿”穿越篱田区域挺进，在更有利于守方的地形上，面对德军准备妥善的防御阵地进行血腥的正面突击行动。篱田区域里战斗不仅仅考验德军的单兵战斗技能，也考验美军士兵克服一连串由人为和自然因素相互纠结而成、几乎不可穿越的天然堡垒的能力。最后在面对战斗时，只得依赖个别士兵及其创意来打开僵局。

当陆军的战前准则无法预见美军部队将会在篱田区域中面对的困难时，美军指挥官们已高估他们自己D日前的计划，并低估德军准备一条完善的防线、封锁美军向卡伦坦和圣洛前进的能力。再者，如同近年针对D日战役的学术研究在此刻所暗示的，对蒙哥马利元帅和他指挥第21集团军的批评，也就是针对他进行有条不紊战前准备的态度，不但不公平且毫无根据。事实上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若是布莱德雷中将在进攻灌木树篱前采用蒙哥马利元帅的战前准备，将能拯救更多美军的性命，也能够更快地粉碎德军的防卫措施。只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场会战的血腥消耗战，而不是大君主计划人员所设想的机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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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搭乘运输机前往攻占犹他滩头的出入通道前，第101空降师的伞兵们正进行最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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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8日，美军伞兵已经夺得他们的目标，像犹他滩头后方的圣马赫古（St Marcouf），但一直要到经由海运前来的部队抵达后，才能确保占领这些目标。


第三章　“灌木树篱之战”第一阶段

美军越向内陆推进，德军防御越强；指向圣洛的第一波行动；攻占瑟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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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隐藏在篱墙里的德军地雷刚爆炸，炸死了美军巡逻队的一名士兵。这可能预示德军将展开攻击，或只是提醒人们篱田杀戮反复无常的另一种方式。

甚至早在美军部队朝滩头后方推进前，他们就已遭遇将会成为长达2个月艰苦考验的篱墙战斗。事实上在D日的拂晓之前，当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伞兵突击目标的时候，就已经在篱墙之间和德军打得你死我活了。第506伞兵团团长罗伯特·辛克上校（Robert F. Sink）肩负攻占欧东维尔河勒于贝特（Audonville-la-Hubert）、波普维尔河（Pouppeville）以西地区和勒波特（le Port）当地两座桥梁的任务，以确保登陆部队从滩头向内陆推进的通道。就像当晚美军许多其他空降和滑翔机单位一样，第506团的伞兵们在空降的过程中相互分散。辛克上校的部队开始组织某种程度的抵抗，并在科腾丁半岛的犹他滩头后方建立据点。就如同将会在篱田战斗中从头到尾出现的状况那样，辛克上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试图重新建立与麾下其他单位的联系上，而灌木树篱也被证明跟德军陆军一样令人畏惧，不过他们此时正从美军突袭行动的最初震撼中恢复过来。当辛克上校的伞兵经历了6月5日至6日的黑夜、沼泽遍布的地形，沿着浓密茂盛的灌木树篱奋勇向前推进时，德军就用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拼命地钉死他们。当美军部队开始从占领的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突破后，攻击却被来自于灌木树篱地带的德军强硬抵抗所阻，这样的状况就不断地在整块登陆地区里里外外重复上演。

初步交手

事实上，横跨科腾丁半岛地峡的灌木树篱形成了可能比德军所能建造的还要令人畏惧的天然防线。不过，布莱德雷将军和其他美军指挥官们曾希望不但要彻底歼灭挡在前进路上的德军各师，也要达成深入法国内陆的大规模突破。对美军来说不幸的是，篱田区域迫使他们像国防军一样来打诺曼底战役，因为美军不能像作战与战术准则当中呼吁的那样，对国防军进行侧翼迂回和包围。

第一个在篱田区域里与德军的战斗中遭遇挫败的美军单位是第38步兵团，该团被指派攻占特维叶赫（Trévières）。由于缺乏数量足够的迫击炮和机枪，并被德军部队的顽强抵抗所阻，在灌木树篱间爆发的战斗缓慢得令人痛苦。奥河（Aure）被选为该团的攻击发起线，但该团的第2和第3营在抵达该河前就一头撞进德军猛烈的火力当中，进展十分缓慢。当他们试图前进时，士兵们持续被隐藏在篱墙间难以查明位置的德军机枪火力钉住，但要以轻型步兵武器压制德军火力更是困难。虽然第38步兵团的官兵们得到第38野战炮兵营提供的精准炮兵火力的直接支援，但德军却打死不退。不过大部分要归功于K连连长欧摩利·威泽斯上尉（Omery C. Weathers）的努力，他率领麾下弟兄穿过一阵阵德军机枪火网，不幸壮烈牺牲，因此第3营终究能够冒着德军机枪的强大火力横渡奥河；由于威泽斯上尉在敌火下展现的勇气和领导才能，他在身后被追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而第38步兵团团长瓦尔特·艾略特上校（Walter A. Elliott）也在敌火下于各营间来回穿梭，督促部队前进，展现了大胆无畏的一面。到了6月9日至10日间的午夜，除了特维叶赫南面边上一处据点的一小段边缘之外，第2营已攻占了特维叶赫，但第二天早晨士兵们全都累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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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兵们用钩子勾住飞机上的固定钢索，准备跳伞。美军动员超过1.3万名空降部队参加大君主作战，计划人员估计他们的伤亡率将会接近50％。

第38步兵团第1营也被迫在所谓的柯蒙特缺口（Caumont Gap）中赛西森林（Forêt de Cerisy）附近的上利特（Haute-Littee）十字路口，与掘壕固守的德军第352步兵师残部战斗到底。就在这里，第1营的步兵们最后克服了德军的微弱抵抗，而当敌军撤退的时候，炮兵还轰击他们的阵地。但即使德军第352及第716师撤退了，装甲教导师仍持续进攻朗格耶（Longraye），不过第38步兵团已能穿越朝柯蒙特方向开放的缺口前进。其间，多尔曼上将指挥第3伞兵师主力部队以及位于阿弗朗什（Avranches）以东的党卫军第37装甲掷弹兵团，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的主力则被派往卡伦坦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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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空降师的士兵们降落在离空投区8千米（5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在圣马赫古沿着教堂的边缘行进，返回他们的部队。

接下来的2个星期，美军第1步兵师“大红一”（Big Red One）与装甲教导师和第3伞兵师的所属单位激烈战斗，而第5军的其他单位则发动一系列攻击，打算协助英军第7装甲师（英军第2军团的一部）从侧翼迂回卡昂的尝试。第1步兵师的目标是攻占柯蒙特的高地，第1步兵师师长克雷伦斯·修伯纳少将（Clarence R. Huebner）为了防止装甲教导师突破该师防线，下令强力遏止其攻击。受到灌木树篱的限制，该师的各团得以“跃进”的方式越过该处地形，并准备防卫连续的各条状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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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8日，在犹他滩头登陆的部队已向内陆推进3000米（2英里）远，不过洪水泛滥的地形和篱田开始拖慢他们的前进速度。

军团边界线两端的攻击行动在刚开始时看起来有希望取得迅速且惊人的成功。上午8时，第1步兵师由第18和第26步兵团沿着2743米（3000码）的正面出击，跟在第102骑兵营两支部队的屏障之后，面对遭遇的轻装敌军部队抵抗迅速推进。到了晚间，第18步兵团已经进抵柯蒙特至圣洛的高速公路，并派遣巡逻队进入柯蒙特。同一时间，第26步兵团有一个营已经进到柯蒙特的边缘，却遭遇德军第2装甲师侦察营约2个连兵力的坚决抵抗。德军猛烈地战斗，该城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肃清。

同时，第2装甲师发动了一连串强而有力的逆袭，意图在卡昂橘（Cahanges）和维莱波卡基（Villers-Bocage）击败两个英军师（第7装甲师与第50步兵师）。当美军第2师的两个团和第29步兵师遭遇一连串准备妥当的纵深防御阵地时，被称为“伦德斯特麾下部队当中部分素质最佳且最顽强的步兵”的第3伞兵师官兵，以美军部队的侧翼为目标，发动数次小规模反击，战斗就在下一周间激烈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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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第2师与第38步兵团恢复其攻击，在重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推进至艾勒（Elle）以南3.2千米（2英里）处，然而当美军部队于6月15日在前进几千米后接获师部命令停止前进时，敌军的抵抗却增强了。在为期两天的攻势中，第2师有540人在行动中阵亡，当中大多数的人隶属于试图将德军逐出192号山丘的两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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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一辆履带式155毫米自走炮正在贝优城以南轰击德军阵地，这个单位是从奥马哈滩头登陆的。炮管上方的巨大白星是要避免来自盟军飞机“友善火力”的危险。

其间，第29师曾在6月12日以第115团发动攻击，第175步兵团占据艾勒以北的地区，保护军的西侧翼，而第116步兵团仍是预备队。就如同在篱田间的案例一样，第115团即使有3个营的炮兵直接支援，却因为防守的德军以一波波轻兵器火力彻底挡住攻击而“吃尽苦头”。在驻守于灌木树篱间的敌军部队阻挡攻击之前，第3营已成功渡河，并向前挺进了约2743米（3000码）（美军因为害怕被切断并歼灭而停止前进）。推进过程中，第115团在4个炮兵营长达20分钟的猛烈轰击后，以2个营的兵力并列前进；在渡过溪流后，I连和K连的一个排设法抵达位于通往圣尚德萨维尼（St-Jean de Savigny）南北向公路以东的点，而该营的剩余部队随即跟上。之后德军的抵抗增强，第1营就在溪边被随着迫击炮和反战车炮的射击猛烈且准确的轻兵器火力阻挡下来，此一状况使在圣尚德萨维尼以南挺进的第3营两翼洞开，而该营在当地也被从无法发现位置的灌木树篱阵地中射出的机枪火力阻挡。才过没多久，一列德军摩托化车队加上一些装甲车辆，出现在通往顾凡（Couvains）的公路以北，并在灌木树篱间向东西两侧散开部署。到了接近中午时，第3营采取守势进行战斗，以避免被切断，且与该师的其余部队失去联络。激烈的战斗导致第3营的士兵们弹药存量降至危险边缘，更糟的是大部分的人都被敌军精准的迫击炮火力和近距离射击的反战车炮和自走炮钉住。中午过后不久，由于战斗依然猛烈，I连和K连撤回原来出发的阵地，同时因敌军猛烈火力而无法及时撤出的第115团各单位，只好杀出一条血路，穿越德军阵地，回到原单位。到了下午，因为3辆战车被德军部队发射的铁拳击毁，支援步兵的两个战车排被迫放弃攻击，不过第115步兵团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攻克其目标，但也付出了代价。在长达2天的圣克雷赫苏赫艾勒（St-Clatr-sur-Elle）争夺战中，第29师共有547人阵亡、负伤和失踪；事实上，6月12日至13日两军在艾勒的交战，象征着在该地段上爆发的苦战即将来临，因为德军看起来下定决心，要用尽一切手段守住192号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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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形势图，1944年6月13-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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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毫米口径迫击炮是重兵器连的基本武器，而篱墙之间的小径是绝佳的迫击炮阵地。右下角的空筒是用来装迫击炮炮弹的弹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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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第38步兵团第2和第3营越过192号山丘进攻，支援的部队是第23步兵团的两个营和第116步兵团第3营。

在整片篱田区域中，这些景象一再重复上演。在另外一个例子当中，当新组建的第19军第30师第120步兵团试图占领位于圣乔治德伯洪（St-Georges de Bohon）〔卡伦坦西北方4.8千米（3英里）处〕、勒侯梅达贺廷内（le Hommet d'Arthenay）〔埃贝赫特桥（Pont Hebert）西北方4.8千米（3英里）处〕及圣洛拉巴赫德塞米利（St-Lô-la Barre de Semilly）之间的高地时，一个有机枪支援的德军排在该团攻占蒙特马提能葛哈尼（Montmartinen-Graignes）前，阻挡攻击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在接踵而来的战斗中，第120步兵团蒙受20％的伤亡。在为圣洛打的第一仗后，第29师离该城只有8千米（5英里），但美军在7月18日攻陷该城前还进行了将近6周的战斗，德军抵抗力量的增长可以由此一事实看出；此外如同争夺192号山丘的战斗一样，第2师也只能为山坡上的每一道灌木树篱而战，直到7月11日才攻下该地，这就是德军抵抗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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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M-5斯图亚特轻型战车发现敌人。由于斯图亚特战车装甲薄弱，乘员们把预备履带挂在炮塔上，并在前方车体堆放沙包以增强防御力。乘员们显然对他们的座车没什么信心！

192号山丘的防御

事实上，德军在192号山丘充分利用了准备妥善的防御阵地。如同科腾丁半岛上其他地方和卡伦坦周边地区一样，德军在这里运用了机动战术，包括对美军因攻击时加强中央部位兵力而变得薄弱的侧翼进行渗透和局部逆袭，以阻扰其进军。这些战术与伦德斯特元帅在盟军进入前拥护的战法几乎一模一样，到目前为止已形成美军士兵难以克服的可怕防御。事实上，数个德军单位，主要是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第30机动旅以及来自第352师的步兵，在稍早的预备队之后已经集结起来，现正进行坚决的抵抗；在圣克雷贺苏赫艾勒以北，德军将布置好的防御阵地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同样在6月10日，第3伞兵师抵达诺曼底地区，并开始出现在战场上，美军部队之所以能够得知，是因为他们注意到目前面对的德军士兵在战斗能力等素质方面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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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制服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先前是装甲车辆的乘员。德军装甲师全军覆没，使得这些人只能试着往东逃跑。

随着6月的脚步缓缓而过，美军部队一面战斗一面越过一道道灌木树篱，每天每前进1码，而不是1英里，德军的抵抗就随之持续增强。例如美军第2师在1944年6月16日上午8时以所有3个团的兵力发动攻击，左右两翼均有进展，但中央部位就是无法前进，德军沿着整条战线，在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灌木树篱区域组成的防卫阵地中，进行了富于技巧且顽强的抵抗，左翼第9步兵团1个排的经验便是典型的篱田战斗。该排在越过开阔田地时，被布置在灌木树篱间的8挺机枪扫射，排长和1/3的士兵立即阵亡；敌军通过位于圣日尔曼戴勒（St-Germain-d'Elle）以西高地上的指挥所和观察哨，一再地让攻方进抵被轻兵器和机枪毁灭性火力涵盖的暴露位置。在那天结束后，第9团共折损了140人，其中有20人在突击中被击毙，只有前进数百码而已。

然而还是有一些成功。当天最重要的进展发生在第2师的右翼，第38步兵团第3营推进至离192号山丘山顶640米（700码）以内之处，不过此次成功的价值，却被左右两翼单位无法跟上的状况局限。位于该师中路的第23步兵团奋战了一整天，损失11名军官和162名士兵，直到当天结束时才发现他们实际上还待在攻击发起线上。不顾该营在192号山丘上的暴露位置，上级决定在适当时机将他们撤出，同时派第2工兵营支援他们，把工兵当步兵用。尽管他们重新对192号山丘发动攻击，德军仍坚守阵地，而第2师就奉第5军命令改采守势。

其间，第29步兵师对伯泰勒树林（Bois du Bretel）和拉布罗特希（la Blotrie）之间高地顶上德军防守的阵地发动一波攻击，由查尔斯·康汉上校（Charles D. Canham）指挥的第116步兵团第1和第3营的单位采取“跃进”的方式进攻，以抵消灌木树篱的阻碍。在夺取此目标后，这两个营进行重编，准备对马贺廷维尔河岭（Martinville）的147号与150号山丘发动攻击。为了这次作战加入的第29步兵师第115步兵团第3营将向西南方推进，以切断拉佛萨贺迪耶（la Fossardiere）附近的圣洛-伊斯尼（Isigny）高速公路，并在当地的高地组织四周防御阵地；在那时与圣克雷贺戴勒（St-Claire-d'Elle）周边掘壕固守的德军部队保持接触的第116步兵团第2营，之后将脱离接触，并在顾凡附近地区进行重编，然后越过其他两个营准备进攻，以拿下115号山丘和拉鲁泽赫那（la Luzerne）附近的高速公路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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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田是狙击手的天堂，子弹随时都可能从任何方向飞来。从前方地面上的MG42机枪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块地区才刚被美军拿下不久。

领导攻击行动的2个营（康汉上校的第1营和第115团第3营），各有8辆战车支援。攻击命令强调须对所有攻占的目标进行准备，以对抗预期中的敌军逆袭；少了第3营的第115团则被保留为预备队，位于斯泰马赫戈希特戴勒村（Ste-Marguerite-d'Elle）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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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时诺曼底篱田的范围。光是从这块区域的规模就看得出来，进入行动计划人员未能明白第1军团在穿越此区域时可能遭遇的困难，实在令人讶异。

起初，攻击行动准时展开，到了当天上午9时30分，领头的各营回报进展良好，指挥官们声称只遭遇轻微的抵抗；不过大约在中午左右，第115步兵团第3营报告指出遭遇2个连的德军和2辆战车。到了下午，经过激战之后，支援第115团的战车已有2辆被击毁，战事也在勒佛隆（les Foulons）陷入停顿。同一时间，第116步兵团第1营则在南边远处，即离圣安德黑德埃平（St-André-de-l'Epine）只有914米（1000码）距离的地方，被德军大规模炮击和逆袭所阻。大约在中午时分投入战场的第2营朝拉鲁泽赫那进攻，就在维利耶佛萨赫得（Villiers-Fossard）附近高速公路的西边，被在当地高地上突出部掘壕固守的敌军所阻，支援的炮兵火力无法动摇敌军。就在这一段时间里，第115团第3营向后撤退914米（1000码）；到了18时，第19军军长查尔斯·柯尔雷特少将（Charles H. Corlett）取消攻击，并命令各营在当夜掘壕固守，等到次日再继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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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长了轮子的树篱其实是装上20毫米四连装高射机关炮的德军装甲车。盟军的空中优势削弱了德军步兵防守篱田时取得的战果。

虽然敌军位于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在灌木树篱中的抵抗也十分顽强，康汉上校却对他的团所做的努力不甚满意。事实上，他在当天夜里强烈要求麾下各指挥官在次日须发挥更大的干劲进行攻击。
27

 康汉上校特地告知他们：“你们的单位应以广正面前进……然后回避狙击手和机枪手，并消灭他们……如果你允许弟兄们成群躲在篱墙后面几个小时，你只是让德国佬坐享其成而已。他们会转进到可能纵射你们的地方，或用炮兵或迫击炮火力向你轰击……现在才是摆脱这该死恐慌状况，给我拼命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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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由亚历山大·乔治中校（Alexander George）指挥右翼位在维尔河（Vire）畔的第175步兵团进攻时，遭遇的抵抗轻微得多。位于艾勒河以北的第1和第3营在6月15-16日由第119步兵团的单位接替，并渡河到南岸，占领一条沿着棱线的发起线。虽然此一行动没有遇上太大抵抗，但该营在向南推进至阿米（Amy）和勒布托（les Buteaux）两镇时，遭到猛烈的步枪、迫击炮、机枪和炮兵火力袭击。第175步兵团的迅速前进使柯尔雷特少将误信该区域的敌军抵抗已被瓦解，事实上这次的进军意味着战事已陷入僵局。

攻击维利耶佛萨赫得

第116团在6月17日凌晨4时恢复攻击，并立即遭遇猛烈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状况最糟的地点是位于第175步兵团迅速推进所造成宽约914米（1000码）的缺口，在那里，也就是维利耶佛萨赫得的邻近区域，敌军可说是根深蒂固，无法动摇。第29师师长查尔斯·盖尔哈特少将（Charles H. Gerhardt）事后回忆这块地区，“真是个鬼地方，每次前进都被赶回来”。由于灌木树篱间的射程和观察范围相当有限，因此无法携带4.2英寸迫击炮对付掘壕固守的德军，一次只能消灭一处敌军阵地。虽然可以找出德军火力的来源，但很少能精确标定其方位，因为敌军在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偷偷地撤离他们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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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诺曼底大量使用37毫米反战车炮。由于该炮小到以人力便可推动，因此适于穿越树篱和田地进行机动。

这就是发生在篱田各处的真实状况，甚至可以说炮兵火力被证明无效，因为德军会先以薄弱兵力驻守前进阵地，直到不可避免的、相当于攻击行动信号的美军炮兵准备射击过后，德军便可以迅速增援这些隐蔽良好的阵地，对抗前进的步兵。这样的事就发生在第115步兵团，该团于6月17日18时40分发动攻击，因为迷路而闯入被一道巨大灌木树篱围绕的果树林之后，失去了方向，德军便以重机枪火力不客气地招呼他们，他们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下只得退回原攻击发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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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毫米的PAK40反战车炮射程较远，因此被部署在射程较大的地方；在这个例子中，这门炮位在开阔的田野上，对准预期中的盟军装甲部队前进路线。

德军的损失

不过德军也在这样的消耗战中损兵折将。经过2天的攻击后，德军第352师约有500人伤亡，并缩减成团级规模的战斗群；不过第352师得到第353师柏恩（Boehm）战斗群从不列塔尼赶抵当地的增援。柏恩上校是第943团的团长，他亲率2个营的兵力和少数支援部队骑脚踏车驰援，将其部队部署在拉鲁泽赫那地区。柏恩上校的部队17日一整天都在维利耶佛萨赫得突出部奋战不懈。德军在其他地方也有进一步的正面进展，第3伞兵营占据了阵地，并在战线上掘壕固守。

在第175步兵团的防区中只有第1营进攻。美军在108号山丘上遭遇猛烈的德军炮击，他们以无线电向总部回报无法再继续挺进；其间第2营报告敌军发动一波逆袭，看起来目标是准备切断第1营。当德军能够突穿美军战线时，第175步兵团向南的攻击就被有效地遏制。

6月18日，也就是美军第29师发动攻势的第3天，尽管美军以8个营的炮兵进行炮击，仍无法驱逐德军，德军接着就以猛烈的迫击炮、机枪和炮兵火力迎击前进中的第115团。事实上，德军已把攻击地段变成一个“蜂窝”，有效地封锁第115及第116团的前进。两团的伤亡数字不断攀升，第1营营长报告“他手边几乎没人”可用来进攻，而他的执行官也表示该营已彻底消耗殆尽，每一员都已精疲力竭，指挥人员非死即伤，组织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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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炮塔的突击炮被设计为步兵支援和反战车武器，相当适合在良好掩蔽下进行防卫任务。

第175步兵团也有类似的经验。虽然其第3营向南朝勒卡立隆（le Carillon）的攻击没有遭遇太多抵抗，但对被指派攻占108号山丘的第1营来说状况就不是这样。德军在6月18日一整天痛击第1营，严重阻碍其进展，使得第3营不得不转移过来协助该营的突击行动。

第5军在6月18日占据的地区，接下来足足守了2个星期。虽然距离关键的圣洛市不到8千米（5英里），第29师直到将近1个月之后才得以进入该城，代价则是经历这场战争中几次最激烈与最致命的战斗。如同美军陆军官方战史所描述的，第29师已“预料到即将来临的苦战……如同第5军在灌木树篱区域陷入的那样。由于依赖战步协同队伍，德军能够利用结合了反战车炮和自动武器、在灌木丛中隐蔽良好的防御工事有效地对付他们，此一状况防止美军指挥官有效协调由战步协同队伍领导的突击。战车无法开上前击毁惹人厌烦的机枪，步兵也无法在前进中担任矛头并摧毁反战车炮，因为这会使他们暴露在致命的敌军火力中”。为了削弱维利耶佛萨赫得突出部德军的防守，第747战车营在6月20日进行了一次目标有限的攻击，该营在行动后报告中描述了篱墙对德军防御阵地的影响：“清晨6点时，B连向前移动，工兵把灌木树篱炸出缺口，步兵就紧跟其后。步兵被钉住，战车就更无法前进，但他们已达成部分目标。由于猛烈的反战车炮和火箭筒火力，战车被迫后退，1辆战车被击毁，车内5名乘员均负伤，战车仍试图前进，但被塞住了，步兵仍被钉死。此时又有另一辆战车被击中。奉团长的命令，4辆战车向目标开火，夺路而出，没有步兵跟上去。2辆战车开了回来，有1辆战车又被反战车炮击毁，最后1辆战车因为被堵住而动弹不得，乘员们只得放弃战车，因为没人帮得了他们。步兵后退了822米（900码），并占据防御阵地，战车掩护了这次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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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区域德军数量最多的战车是四号战车。这辆四号H型战车装备1门KwK 75毫米主炮，射程可达3千米（3200码）。

当第5军各单位沿着前线安顿下来，并为了恢复向圣洛的进军而重新进行编组时，美国陆军的指挥官们则开始汲取在篱墙战斗第一回合中学到的教训。他们想出的一个解决之道是发展小规模的战步协同队伍，以确保能够一同前进。为了使此方法能够奏效，陆军的工兵和技术人员设计了灌木切割器，焊在雪曼战车前方的车体上，使它们可以冲破曾是一切麻烦来源的土堤开路前进；而在这个过程进行时，陆军的通信人员则着手处理战车与步兵间直接通信的问题。不过更重要的是正当德美两军都重新进行编组，以面对眼前即将来临的战役时，美军步兵和战车乘员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使战步协同战术臻至完美，将可以让布莱德雷将军和麾下各指挥官重新展开指向圣洛的攻势。

在6月剩下的几个星期中唯一发生的事，就是由雷欧纳德·格罗准将（Leonard T. Gerow）指挥刚抵达维利耶佛萨赫得的第3装甲师发动一次有限攻击，此举是为了沿着第29师防线攻下一处敌军阵地，也是为了一旦恢复指向圣洛的攻势，从而确保一个更有利的“跃出”阵地。此外在6月20日，柯林斯第7军下的第4、第79和第93个师包围了瑟堡。第一波攻击在6月22日展开，到了23日就突破德军防御，这要归功于第9师从西边展开的大规模强攻。然而德军部队撤入城内的要塞化区域，直到7月1日才投降，那时瑟堡港的港口设施——也曾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计划人员设定的主要战略目标，已被德军爆破工兵破坏殆尽，以至于完全无法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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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四号战车炮塔上的装甲板是被设计用来引爆敌方锥形装药炮弹，也被安装在车身两旁；前方车体的斑纹图案是由防磁涂料（Zimmerit）构成，这是一种可遮盖装甲磁性的糊状涂料，可以防止磁性反战车雷的攻击。

瑟堡后的行动

美军第1军团的主要目标达成后，科腾丁半岛上的敌人就被清除了。不过德军第84军仍据守着从海岸上的勒赛（Lessay）向东经过佩希叶（Périers）至圣洛的防线，在这条35千米（22英里）长的正面上，兵力共计6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包括党卫军第2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篱田间的战斗和攻下瑟堡的需求已花费不少宝贵的时间，原始的大君主作战计划要求在D+14日（6月20日）时从立足地区突破，但现在已经接近D+30日，而军团仍在离登陆滩头只有16千米（10英里）远的地方战斗。

这可以归咎于布莱德雷麾下的步兵们毫无战斗经验——一次士气危机——或是指挥官本身缺乏进攻精神，不论如何，海滩上美军部队和物资的集结正很快地达到临界边缘，单纯凭借着人员和装备的压力、还有滩头有限的可用空间，布莱德雷决心打穿第84军，进入后方的法国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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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双方战斗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摩贺坦（Mortain）附近第119步兵团的士兵正同心协力对付敌军狙击手。

甚至在6月中爆发的战斗短暂停顿之前，个别的美军指挥官就在想方设法处理灌木树篱带来的问题。事实上，当战斗暂时逐渐停顿的时候，这些方法当中有许多已经被用上了。第29步兵师是美军陆军中第一个策划较新的方法来打通灌木树篱的部队。在这个师当中，各层级的指挥官实验了各种强调战车与步兵紧密合作的战术。为了对各指挥层级的军官迅速地反复灌输这些教训，师部在攻击前就针对如何冲破篱墙，或避免问题等状况进行排练。不过必然地，当美军步兵在篱墙之间盘根错节的德军阵地里战斗时，应用了标准的战前战步准则，这些反制措施因此未能达成目标。

关于战步协同队伍方面，战车时常大幅超越伴随的步兵：因为泥土障碍已经被装置在装甲车辆前方的包装于爆破管内的炸药炸毁，战车因而可以通过。在灌木树篱被炸出缺口后，战车会全速开进下一块田地，而当攻击的步兵跟在后面鱼贯穿越缺口时，他们就毫无掩护，德军的反战车炮炮手们就以精准的火力击毁没有护卫的战车，而机枪手也钉死没有任何掩护的步兵，或是逐个地击毙他们。

第29师尝试另一种方法，被称为火力与机动，这是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大战期间鼓吹的方法，但至今极少实行过。为了打破篱田区域中的僵局，盖尔哈特少将和助理师长诺曼·科塔准将（Norman D. Cota）开始打造紧密协同的战斗队伍，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用来对付日军碉堡的队伍类似。此种由第29师发展的战术背离一般准则，既不是由战车，也不是由步兵领导攻击行动，而是紧密地靠在一起战斗，在向敌方逼近的过程中互相保护对方。由盖尔哈特和科塔两人构想的解决方案，是在小型的步兵-战车战斗小组中结合火力和机动力，这些小组由1辆战车、工兵战车和一个由1挺轻机枪和1门60毫米口径步兵迫击炮增援的步兵班组成，在小组组成后、进行攻击之前，由步兵和工兵占据将被突击的篱墙对面的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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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前进速度过于缓慢的话，空中打击通常是一项解决方案。图为圣洛被轰炸过后的断垣残壁，东边的卡昂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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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大部分篱墙被攻下的过程——冲刺的时候心里只希望德军还没武装好、准备好，也没有在田地另一边守候着。

这种战步协同小组的概念性想法，源自于1943年2月凯塞林隘口战败之后，以及在意大利战斗时遭遇的各项问题。事实上，当美军战前的《野战勤务规则》（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呼吁步兵和战车须紧密合作时，陆军的计划人员对于实施健全合理的战步协同准则却几乎什么也不做，直到1944年6月篱田战斗爆发时为止。的确直到篱田里的战斗陷入僵局，陆军计划人员才开始正视合理的战步协同准则的需要，只有当美军各指挥官在灌木树篱间面对德军强硬的抵抗，才有人仔细考虑到战车在突击行动中支援步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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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瑟堡附近地区行动，时间是6月中。美军步兵营通常配有6门迫击炮，为重兵器连的一部分。

理论上，一次对有部队防守的篱墙的攻击行动，会由一辆装备主炮和机枪的雪曼战车展开。这辆雪曼战车会将一发白磷弹射入对面篱墙的角落，以摧毁德军的重机枪阵地；接着战车乘员有条不紊地用机枪沿着敌方篱墙的基部扫射，而60毫米口径迫击炮就将炮弹吊射进德军阵地正后方的田地里。当雪曼战车的机枪开火射击时，步兵就进攻；步兵班越过篱墙，运用标准的射击与移动方式列队前进，横越开阔的田地。步兵要远离他们两翼上的篱墙，以避免敌方火力擦身而过。雪曼战车要持续支持攻击，直到步兵的前进遮蔽战车的机枪火力为止。当逼近德军阵地时，美军步兵将手榴弹掷过篱墙，以炸死篱墙另一侧的德国守军，或以此来混淆他们的视听；雪曼战车同时从射击位置向后退，工兵们就在雪曼战车上管状装置挖出的洞中安置炸药。当炸药把篱墙炸开一个大洞后，雪曼战车就立即前进，为步兵班提供密切支援，然后战车乘员和步兵就把任何残存的守军逐出篱墙，并为持续攻击做准备，工兵小队与迫击炮炮手、机枪手则离开原地前进，以支援下一次突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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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德军步兵极度依赖迫击炮，每个师有高达20门120毫米迫击炮，和60门本图中的80毫米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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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拖曳式火箭发射器之外，国防军也将火箭发射器安装在车辆上，就像图中这辆一样。

战步协同

另一个美军指挥官们用来克服篱田的方法是改善战步协同。尽管绝大部分雪曼战车都在车体后方和车内安装了电话，此种步兵和战车的通信方式会使与战车乘员通话的步兵暴露于敌军机枪或轻兵器火网之中。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把电话线加长，使步兵可以待在较安全的位置与战车乘员通话，然而问题又再一次出现，电话线有时候会被战车履带绞断、扯断或是突然断掉。陆军通信人员解决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在一个空的弹药箱内安装战车用对讲机，然后将此弹药箱安置在雪曼战车车体后方；如果要跟战车内的乘员通话，步兵只要将无线电听筒插头插入弹药箱中，就可以从安全的位置发话，以避免被敌军火力直接射击。到了7月中旬，正当布莱德雷将军准备从诺曼底突破时，第1军团当中有许多师已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战车和步兵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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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篱墙的可靠方式就是使用战车。1辆安装“犀牛”犁铲的斯图亚特轻型战车正跟随在步兵后方穿越篱墙。

有些战车乘员也会安装步兵无线电组或取得额外的手持式无线电供步兵使用。战术上，美军步兵指挥官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搭乘战车，然后通过手持式步兵无线电组指挥所属单位进行攻击。凭借这样的指挥和管制方式，指挥官可以在突击行动中同步控制并协调战步小组。

步兵和战车乘员之间也发展出一套运用广泛的手持信号和标准作业程序，以改进战车和步兵间的协调。因为每一兵种都使用不同的信号，于是战步小组发明了表示“开火”、“停火”以及指出敌人位置的信号。部队被指定携带装备曳光弹的步枪，用来标定目标，而排长和班长则携带烟雾手榴弹或照明弹，用来指示战车应向何处瞄准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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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许多战车无法抵达另一边的篱墙。这辆M-4雪曼战车在德军逆袭中被炮火命中，而且看起来像被洗劫过一般。

在所有被设计用来打破篱田僵局的装置当中，没有哪一种像第2装甲师第102骑兵侦察营的柯蒂斯·卡林中士（Curtis G. Culin）的发明那样知名且被大肆宣传。他听进一项建议，美军大兵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像牙齿一样咬断篱墙”的东西，于是就用废弃的德军钢制海滩障碍物设计出一种装置，然后把它们制作成一具切割器。布莱德雷将军在一次成功的野战测试中亲眼目睹一辆安装卡林切割器的雪曼战车轻易穿越一道篱墙后，便下令制造并安装这款篱墙切割器，越多越好。在集中各师所有可用的焊工和焊接设备以及来自德军海滩防御工事的废弃金属后，第1军团的焊接小组才能在从篱田区域突破并向圣洛长驱直入之前，向美军野战指挥官们供应超过500具的篱墙切割器，而安装此种切割器的战车被称为“犀牛战车”。
31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当美国大兵得知德国的钢材和他们的防御工事即将被用来对付先前的主人时，全都“雀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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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树篱

第747营的战车乘员们也想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对付灌木树篱的妙方。除了在战车上装备类似爆破管的管子，用来在篱墙上打出两个洞之外，战斗工兵会把两个装有TNT炸药的105毫米炮弹弹壳安置在洞中，然后点燃它们。

不过这个方法有个缺点，因为装备了这种装置的雪曼战车一出现，就等于暗示德军即将遭到攻击，因而给了他们时间协调火力对付带来麻烦的战车。查尔斯·葛林中尉（Charles B. Green）为了反制此一状况，于是想出一个方法，把火车铁轨焊接在雪曼战车的前方车体上，使它们可以在最茂盛的灌木树篱中开路前进。陆军战斗工兵也想出了一套办法，他们在沙袋里装满炸药，然后安放在路堤下方，一旦引爆，就会把灌木树篱炸开一个相当大的洞，允许战车和伴随的步兵一起通过。

[image: ]


这个MG42机枪小组穿着党卫军装甲部队迷彩制服，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党卫军其中一个装甲师的装甲掷弹兵连官兵。

炮兵前线观测员

为了协助同样在提供步兵和战车密切炮火支援时感到挫折的炮兵，每个连都有一个步兵排被分派到一位炮兵前线观测员，而战车指挥官方面每一位连长也会被分配到一位〔缺乏前线观测员（Forward Observers，FOs）的状况将使每个师更加依赖所拥有的10架连络任务用轻型飞机进行空中观测任务〕。被分派至每个连的前线观测员因而可以更方便地观测，在需要的时候呼叫炮兵射击德军阵地，因为他们的无线电可以直接和支援炮兵营的射击指挥所通话。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他们可能接连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前线观测员就“呼叫火力打击敌军前进阵地和敌军后方地区的有利目标，并校正弹幕以支援美军的地面攻击”。
33

 轻型的L-4风笛小子式（Piper Cub）飞机和时常被美军士兵称为“捕鸟猎犬”的史汀生（Stinson）哨兵式（Sentinel）飞机也扮演了它们的角色，为密切空中支援任务辨识目标，以支援飞在上空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如果天气许可的话）。总结来说，空中前线观测员在诺曼底进行了大部分对观测目标的射击任务，且都能取得绝佳的成果。

不过在最后，“破坏篱田”的任务将会依赖多兵种协同小组的发展及效率，以使战车乘员和步兵能够发挥火力，施加在敌人身上。由于大君主和海王星（Neptune）计划（D日的两栖阶段）已吸引了伦敦的计划人员大部分注意力，他们对于将会在滩头堡后方爆发的战斗就没有给予多少思考或准备空间。

在灌木树篱从犹他滩头向北延伸，经过柯坦斯（Coutances）直到瑟堡港，覆盖了科腾丁半岛将近95％的面积的地区，训练缺失对于最初登陆后转而成为一场消耗战是更重要的原因。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员为了向法国内陆推进，从英格兰的各基地倾注至海岸上时，布莱德雷将军和手下的军官对于地形的困难复杂深感讶异，被迫迅速重新评估时间表。

随着战斗在接近6月底时短暂平息，美军各师像第29师开始实验可以冲破篱墙并持续向圣洛及其后方区域进攻的战术，这些练习最终对美军第1军团从诺曼底突破做出了贡献。

在1944年6月24日一次测试新式“篱墙破坏”战术的大规模演习中，第29师的士兵们进行了一次全力进攻的演练，他们在演练过程中试验一种从先前学到的教训中发展的新式突击战术；数星期之后，当第1军团恢复指向圣洛的攻势时，美国大兵们发现他们获益良多，最后突破了德军第7军团的防线。

在第29师的演练中，盖尔哈特将军寻求测试新战术的效果，他发现凭借运用现有的器材，可以穿透灌木树篱间的德军阵地。在曾练习的新式突击战术中，有一部分是运用由1个步兵排、1个战车排和3个共同作业以突破土堤的工兵小组所组成的强化战斗突击小队，如同陆军官方战史在谈及诺曼底战役时所强调的，通往胜利之钥就藏在灌木树篱当中。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美军地面攻击最显而易见的弱点就是战步协同小组，许多步兵指挥官们不了解如何适当地运用战车支援，而许多战车指挥官们则不明白如何对伴随的步兵提供最佳的协助。如同先前提到的，所有这些作为美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也就是联合兵种协同攻击的出现，都曾在两次大战之间于佐治亚州班宁堡的步兵学校以及堪萨斯州（Kansas）利文渥斯堡（Fort Leavenworth）的指参学院被写下并讲授。事实上，如同战前一份美国陆军作战评估中的结论所言，不过在战斗实际开始时却被大半忽略了：“作战程序、还有步兵与密切支援战车间战斗技巧的发展，一定不能遗忘，直到抵达交战地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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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德雷将军和其他美军指挥官们旋即发现步兵师与独立战车营已接受了无效的训练，而没有承认的是此一情况之所以存在，要归咎陆军的《野战勤务规则》，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团三营制步兵师组织中，则是忽略把战车营纳入编制装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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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在田野里进行。在德军为了防卫瑟堡而发动的逆袭过后，瓦洛涅镇（Valognes）几乎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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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军步兵清出一条通往瑟堡这座重要大西洋港口市中心的路时，从胡勒堡（Fort du Roule）炮台远眺瑟堡的景象。

步兵武器

至于步兵本身，他们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在突击时无法“够迅速”地使用他们的0.3英寸口径机枪提供密切支援，不过步兵却发现白朗宁自动步枪提供了最佳的支援，因为白朗宁自动步枪够轻便，可以从攻击开始至终跟着移动，且其弹幕足以压制敌军的机枪或轻兵器火力。对迫击炮炮手来说，他们发现可以利用雪曼战车的车体后部作为观测平台，以校正弹着至德军阵地；他们也学到将烟雾弹发射至德军的观测哨前，如此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步兵。最重要的是，步兵和战车的指挥官现在都强调要更努力协调，以使突击的步兵获得更完善的保护。而最后一个学到的教训则是避开沿着轴线的纵射火力，在过去就因为这样，多少的班和排过于频繁地被德军于美军攻击之前预先设置在田地各个角落的自动火力钉死；为了避免此种致命火力的袭击，第29师助理师长科塔准将引进了一套新程序，步兵借此可以越过有树篱围绕的田地的空旷中央地带前进，而不是沿着轴线篱墙推进。事实上，科塔将军的新战术在7月11日开始进行测试，一次局部攻击将以小组在广正面上作战的方式呈现，每块田地都被分配到1个步兵班和1辆战车，而每一个步兵排都会被分派到1个携带炸药的战斗工兵班，可用来突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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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军团于7月11日攻占瑟堡。胡勒堡周围的断垣残壁和双方战死士兵的尸体，显示胜利并非垂手可得。

地面上的问题

一名在壕沟中掩蔽的步兵排排长和一名盖上舱盖的战车车长之间现场协调的难度若频频受到抱怨，将会妨碍战车乘员和步兵间的关系。因为战场上的杂音和战车引擎的噪音，口头指挥有可能不会被听到，手势信号或是预先安排的烟雾信号和烟火装置就得发挥作用。引导战车的步兵有时得在前方现身，有时竟然得跳上跳下以吸引战车乘员们的注意力，最后一名战车兵就会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出去以取得讯息。因为战车和步兵的无线电以不同的频道和频率操作，师的通信连就在战车内安装步兵用的无线电，可接通步兵使用的无线电通信网；通信人员也安装了与战车内部通话装置连线的麦克风或电话，最终解决了步兵和战车兵间的通信问题，不过这是一个既缓慢又痛苦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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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步兵和战车兵在6月的最后一周解决问题时，战斗工兵在布莱德雷将军展开向圣洛-柯坦斯的推进前改良了爆破程序，以便在篱墙或土堤上炸出如同战车般大小的缺口，他们也练习组合便桥和浮桥，用来渡过河流和水道。

美军指挥官们为训练旗下人马所做的最后一项努力，就是采用更具攻击性的战术。如同布莱德雷将军和其他人在整个6月的战斗中发现的，无论德军在什么时候开火，美军部队倾向“聚在一起”或是迅速趴下，从而使攻击停顿；各种错误的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伤亡，因为如此一来美军大兵使自己沦为敌军狙击手的目标，也使得德军有时间撤退或是派出援军。一名美军排长回忆起，在某一次对一道篱墙的攻击中，当一名德军狙击手击毙一名朝着疑似敌军阵地前进的士兵后，那个班剩下的士兵全都马上趴到地上，不知道狙击手在什么位置，也不清楚子弹是从哪个方向射出来的，接着狙击手就继续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其余士兵。由于对这类的意外事件念念不忘，美军指挥官们试图将若想存活下来的最好方式就是持续向前进攻这样的想法灌输给部下，多少获得了成功。

第94师第376步兵团K连一排成员一等兵雷昂·史丹迪佛（Leon C. Standifer）回忆起，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在暗示美国大兵并非不害怕：“我一直在盘算着各种选项。如果我转身走回去，枪手就会开火，侧翼迂回也不可能。‘是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的肌肉紧绷，双手直冒汗，感觉快要抓不住步枪了，我把保险打开，并直直地朝那挺机枪走去，既大胆又具攻击性，但也十分小心……我在距离30码的地方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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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科腾丁半岛上部分地区仍有德军抵抗。图中央的是M9A1型枪榴弹。

“枪手会在离这里10码左右的地方开火。我什么也没看见。敌军步兵都躲在哪里呢？在小屋的旁边完全没有掩护。我想……步兵会沿着那道篱墙展开。‘雷昂，动作快点。’”

“班上弟兄正在看着。我弯下身，把步枪提到腰上，摒除心中一切杂念，靠直觉行动，对着发出任何声音或有任何动静的地方开火，不管是什么地方……20码。他在这样的距离不会失手，我可能会中弹。我在离小屋10码远的地方停住，从洞里看过去什么也没有，也许这里根本就没有敌人。我走到屋前，把门打开，只看到几样工具。我拨了一下头发，向巡逻队打暗号。什么也没发生，但为了要像童子军那样求生存，得心怀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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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击败的敌军。被俘虏的瑟堡卫戍部队成员包括陆军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就1944年6月24日举行的演习而言，在小组内作业的步兵、战车和工兵队伍间的协调，已经小心翼翼地演练过了。在对付德军阵地的过程中，步兵期待战车运用它们的火力给予更多帮助；但让战车（和步兵）穿越土堤的问题仍然存在，速度要够快，才能在穿越一连串无止境的田地时持续支援。几乎不可能沿着公路和小道前进，因为德军部队配备了反战车炮和铁拳，巧妙地躲在适当位置，准备对付美军战车。从1944年6月最后一周开始到7月第一周结束时演练的战术中，步兵们将夺占面对攻击轴线的篱墙，1辆战车稍后将向前朝着工兵想要炸开缺口的地方行驶。冲进篱墙后，装上钢制切割刀片的“犀牛”战车就会用力地把两根钢条插进土里，并同时用机枪扫射前方的田地和篱墙；当钢条从土堤里抽出来时，两名在一旁待命的工兵就赶紧上前，把准备好的炸药包塞进战车戳出来的洞里，连上底火，点燃引信，“然后快跑”，一名战斗工兵回忆到。

在突击行动中，M-29“鼬鼠”（Weasel）会携带额外的TNT炸药，紧紧地跟在后面，这是一款优秀的两栖载具，用来运输额外的装备和人员，越过沼泽地带或不平坦的地形。事实上，工兵们可能承担了整个突击小组所有成员中最危险也最艰巨的任务，不只是要携带炸药，还得引爆它们，即使在最顺利的状况下都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任务。显然随之而来的事实是，他们必须专注在手头的工作上，不能去担心敌军步兵，因此工兵得依赖战车和步兵的火力保护。

不过在常见的案例中，由于没有战车伴随进攻，在爆破一道篱墙之前如果想知道里面有没有德军驻守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正面的位置慢慢靠近，几乎完全没有掩护。前面我们提到的一等兵史丹迪佛回忆起一次这样的情况，当他的班正在扫荡小城希尔歌特（Hirgoat）的时候，他们踏入好几道灌木树篱之间，“巡逻队沿着第一道篱墙排列。我爬过去，然后朝30码外的下一道篱墙前进，篱墙顶上整个长满了杂草。任何一个点都可能藏了挺机枪，但藏在中间最好，两边再各摆一个步枪兵。我走过那块田地，就如同我在河谷里那样走，没有遭到射击就抵达那道篱墙。我爬上一个没有障碍的位置探头看，篱墙的另一边什么人也没有。然后我再向下一道篱墙望去，它已经被轰出一个洞，我看见篱墙后面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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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如同一等兵史丹迪佛提到的，在那道灌木树篱当中的德军是一支过没多久就撤出的巡逻队的一部分，他们没发现他，也没发现他的队伍。事实上，德军没有注意到美军，他们一直在和同伴说话，一边布置机枪阵地，阵地两翼各有一支步枪保护，完全就如史丹迪佛预料的一样。

总结

到了7月初，那些从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以及接下来在瑟堡和圣洛外围地区的战斗中存活下来的美军们，对即将到来的突破篱田战斗完全没有任何幻想，由盖尔哈特和科塔导入的战术成为顽强的德国陆军日益采取守势的证据。如同圣洛之战证明的，美军在克服地形这点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现在得到伞兵和突击部队加强的德军决心实现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消耗战略，“直到最后一人”。

正当第29师准备恢复圣洛攻势时，科塔的新战术的成效也将接受严厉考验。


第四章　“灌木树篱之战”第二阶段

德军为防卫圣洛所做的部署；美军第1军团从瑟堡和圣洛以东向南进攻，但面临更严重的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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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第1军团工兵连的工兵们正在整修一处榴弹炮射击阵地。步兵营的火力支援由拥有6门榴弹炮的炮兵连负责，而旅和军的层级也有各自的炮兵连进行支援。

正当第5军准备向内陆朝圣洛和柯坦斯推进时，布莱德雷将军概略拟出了作战计划，以突破诺曼底的立足地区，深入圣洛后方的法国内陆。美军第1军团面对逐渐增强的抵抗，以及从7月4日开始继伦德斯特之后的君特·冯·克鲁格元帅（Guenther von Kluge）所指挥的德军增援诺曼底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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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进入篱田区域的中心地带，强行突破。而当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抵达法国，且第1军团控制的地区还不够大到允许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指挥的第3军团活动时，突破的需求就变得愈发急迫。

对一般的美军步兵来说，这意味着还是一成不变：坚定不移的德国守军占据一排又一排的灌木树篱，他们下定决心寸土必争，以防止美军越过不仅充斥着泥土堡垒，还有因为一场在7月初美军攻击展开时降下的大雨而变成的沼泽遍布地形，向德国边界推进。

灌木树篱之战：1944年7月

根据布莱德雷将军所言，一旦拿下瑟堡港，“将以突破作为开端的盟军攻势，其前进之路就畅通无阻了。本次突破立足地区进攻的基础战略已被写入大君主计划当中，法国将分阶段获得解放，而我们正站在第一道门槛前：从诺曼底的茂盛牧草地迅速推进至塞纳河的寂静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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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达成此突破任务的部队，分别是特洛伊·密多顿少将（Troy H. Middleton）的第8军，以及柯林斯少将的第7军，这两支部队面对坚决的对手已有数周之久。布莱德雷将军第1军团的首批目标，就是夺取圣洛和其至关重要的公路枢纽，之后转向东方，朝塞纳河挺进，而解放巴黎（Paris）就成为美国陆军在西北欧第一次大规模攻势的主要目标。

如同布莱德雷将军承认的，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任何可以发动机动战的机会都将需要第1军团强行突破，而不仅仅是把德军推到一边。布莱德雷承认，只有突破可以“使我们一股作气闯入敌军后方，在那里我们能凭着最有利的条件打一场机动战；只要敌军把我们局限在逼迫我们一命抵一命的诺曼底篱田区域，他就能够强迫我们为那所能够获得可怜的几码土地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40

 布莱德雷的推论是，如果要达成任何突破，一定要朝美军部队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的敌军“弱点”进行，并以足可粉碎敌军前线防御的重击穿越缺口，杀出一条路来，接着各师才能在德军恢复平衡之前蜂拥通过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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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军军长密多顿少将（右）。在7月，他将率领他的军向南沿着科腾丁半岛的西海岸前进，越过勒赛和杜瑟（Ducey），于8月3日突破进入不列塔尼。

被选定要进行突破的点，是在“沿着圣洛和柯坦斯之间16英里线上的某处”，连布莱德雷将军都承认，这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德军的抵抗将会使从那里推进至柯坦斯的可能性“十分惨烈”。第1军团的第二个选择是从卡伦坦的邻近地区强行打开通路出科腾丁半岛，在抵达经过一致同意的突破线前穿越该区域某些最困难的地形（主要是湿软的沼泽地带）；在对此处的地形进行谨慎的调查后，布莱德雷和参谋们都相信选择这条路线的成本也太高。

第三个选择——也是被采用的方案，是沿着科腾丁半岛西海岸的公路强攻，从拉海伊迪皮（La Haye-du-Puits）出发，经过勒赛的沼泽地直到柯坦斯。布莱德雷写道：“如果我们可以从西海岸的公路突破进入柯坦斯，敌军就会因为害怕被来自圣洛的钳形攻击切断，而被迫越过科腾丁地峡的其余地区撤退。”随着圣洛至柯坦斯的公路被指定为发起线，美军部队将因此位于从篱田区域发动突破的位置。

由于采纳了这样的战略，密多顿将军的第8军将首先沿着西海岸公路发动攻击，而柯林斯将军的第7军将接管密多顿横越卡伦坦沼泽区的一部分正面，并在密多顿的部队持续朝柯坦斯进军时，把德军逐出地峡；同一时间，蒙哥马利元帅将在英军和加拿大军的地段上恢复对卡昂的攻势，以消除布莱德雷第1军团的部分压力。不过布莱德雷、柯林斯和密多顿三位将军发现，德军已有充足的时间大幅强化他们的阵地。

到了6月底，西线的德国陆军已经增强，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组成单位已经进入圣洛周边的阵地。事实上，德军从拉海伊迪皮周围的高地观察美军的攻势准备作业，而如同美国陆军官方战史提到的，“他们准备好了”。在改编第7军团的部队后，隆美尔尽极大努力，设法组成了一支能够进行纵深防御的部队。直接面对密多顿第8军的是柯尼希（Koenig）战斗群，由欧根·柯尼希上校（Eugen Koenig）指挥，其两翼由第91、第265和第243师组成，而由非日尔曼东欧国家和以前的苏军战俘组成的东方部队（Osttruppen）的一支大型分遣队，则把守中央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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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军军长柯林斯少将。柯林斯带领他的部队于6月18日抵达科腾丁半岛西海岸，并在当月月底攻克瑟堡。转向南方后，第7军攻向卡伦坦和佩希叶，之后转向东方，在8月中旬组成法莱兹口袋的南缘。

除了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协助外，德军也有一支可满足需求的炮兵部队可供运用，当中包括第243师的炮兵、2个加农炮连、5个反战车连、1个完整的驱逐战车营，以及各式各样的榴弹炮、火箭发射器、高射炮连、缴获的苏军火炮和数辆老旧的法制轻型战车。驻守在柯尼希群后方的是第352师和一个来自第77师的战斗群，最后这两个单位将防守蒙特盖尔登岭（Montgarden）和蒙地卡斯忒（Castre）的有利位置。党卫军第2装甲师策略性地驻守在圣洛以南作为预备队，将充当机动反应部队，防止任何突破，或是充当拉海伊迪皮附近的封锁部队。比较靠近的是还在不列塔尼的第5伞兵师第15伞兵团。简言之，德军已设法稳定了战线，并打算苦战到底，绝不轻易拱手交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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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锐的第3伞兵师防守圣洛，该师是D日之后抵达诺曼底地区的第一批德军师级部队之一。

第1军团恢复攻势

正如蒙哥马利元帅在他的战时回忆录中所提，他对布莱德雷将军的主要命令（在突破前他身为名义上的盟军地面部队司令）是着重在快速向南展开深入的必要性，利用现存的敌军配置以迅速发动突破。当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恢复对卡昂的攻势，以转移德军对布莱德雷第1军团的注意力，以柯林斯的第7军为主的美军将杀出灌木树篱地带，并在攻占圣洛后朝法莱兹（Falaise）和阿戎顿（Argentan）进发，开始向塞纳河长驱直入，并解放巴黎。此举将为巴顿中将第3军团的活动创造空间，他麾下的战车将向西突破，以占领不列塔尼和其大西洋沿岸各港口；一旦此情况发生，第3军团只有2个军（第8军和第19军）负责此任务。当篱田区域的战斗已经受阻几个星期后，巴顿和军团其余的部队将在8月3日从阿弗朗什突破进入法国，向南方和东方深入，于8月16日抵达罗亚尔河，25日抵达巴黎以东的塞纳河。

这位英军元帅提到，“在布莱德雷将军能够全力发动突破作战前，他得承担艰辛且吃力的初步作业，以确保一个稳定的发起位置”。
41

 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两个人都发现，德军仍投入诺曼底的防卫，不会让他们轻易地从立足地区突破。

强硬的抵抗

尽管大批援军从英格兰乘滑翔机抵达，而为此攻势加入第8军的第82空降师由马修·李奇威准将（Matthew B，Ridgway）指挥，也在7月3日出现，美军沿着波特希岭-蒙地卡斯忒轴线再次遭遇强烈抵抗。将近4天的时间，美军滑翔机运来的步兵与德军奋战到底，在蒙受格外惨烈的伤亡后，第82空降师终于成功击溃国防军的主防线。

当伞兵部队于7月3日进攻95号山丘时，第79和第90步兵师向蒙地卡斯忒攻击，在滂沱大雨中，第90步兵师穿越灌木树篱和树木茂盛的山坡，坚定不移地朝蒙地卡斯忒挺进，目标是和第79师会师。在对蒙地卡斯忒的突击中，第90师师长尤金·兰庄少将（Eugene M. Landrum）以军炮兵、战车和驱逐战车为步兵带来大量火力支援，以彻底压制德国守军。在投入攻击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第90师看起来有所进展，但当德军抵抗加强时，前进就停顿下来。事实上在进攻的第一天中，第90师在7月3日前进不到1.6千米（1英里），却付出600人伤亡的代价，德军相当有把握地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进行抵抗。实际上，第90师的攻击只不过损伤了前哨抵抗线，还未与主防线接触，如同第90师一位军官所说的：“德军所剩无几，但个个都适得其所。”

美军的缺陷

不过，问题不只是德军抵抗增强，战车乘员和步兵在冲破篱墙时无法紧密合作的问题仍有一部分存在，且还有其他问题存在着，像关于攻击步兵的指挥与管制，以及“神经质的步兵”对灌木树篱中最细微的动静或声音开火射击时的全面性射击军纪。例如在一次局部的德军逆袭中，当美军部队进入勒萨布隆村（les Sablons）时，数辆德军履带车辆从附近的篱墙后方现身。在攻击中，当步兵们逃回村内时，恐慌几乎接踵而来；为了重建秩序并维持前进的冲力，理察·帕特里奇上校（Richard C. Partridge）投入他的预备营，并派出3门突击炮和团的反战车连当中3个排防备敌军战车，最后第358步兵团的士兵终于击破德军的抵抗，并越过该村继续推进。
42



然而对第90师来说，由于滂沱大雨和德军抵抗时极其准确的弹幕设法钉死了师内各单位，麻烦仍接二连三出现。最后除了战术空袭和炮击之外，在试着侧翼迂回德军设于蒙地卡斯忒的防卫阵地，以及投入师的预备队第359步兵团之后，第90师的4个营（第359团3个营和第358团1个营）终究在7月6日晚间攻克蒙地卡斯忒及邻近的122号山丘。

德军虽然被逐出蒙地卡斯忒和122号山丘，还是在7月6日至7日的夜间反复逆袭，不过第90师顽强地守住山顶的阵地。其间，乔治·巴斯上校（George H. Barth）第357步兵团的组成单位坚定地向包顾德黑村（Beaucoudray）挺进。凭借炮兵、步兵和战车的协助，巴斯的人马在7月5日进入走廊，击毁1门自走炮，并在被德军炮兵和迫击炮火力阻挡之前进抵距包顾德黑村914米（1000码）以内之处。接着第357团的官兵就在当地邻近的灌木树篱间寻求掩蔽，而德军步兵仍持续向他们射击。

巴斯上校在7月6日早晨恢复攻击，他麾下1个步兵连在炮兵和烟雾弹的协助下，越过包顾德黑村前进；同一时间有2个步兵连在该村南边数百码之处为另外2个步兵连提供掩护火力。加上这些额外的部队，巴斯上校总共有5个步兵连进入适当位置，以继续朝师的主要目标前进。

正当德军获得第15伞兵团和第7军团预备队最后一批分队的增援准备逆袭时，第357团的官兵正处于易受攻击的位置。7月6日深夜23时15分，德军以炮兵和迫击炮猛烈轰击巴斯的阵地右翼，然后开始进攻；虽然巴斯麾下北群的一个连击退了德军的攻击，包顾德黑村南边的2个步兵连却陷入被切断的严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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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滩头堡在7月间的扩大情况，可见除了柯蒙特附近美军第5军的地段之外，盟军沿着整条正面四处发动攻势。

为了缓和南群的压力，巴斯上校在另外1个步兵连和2个排的中型战车支援下发动一波逆袭。虽然敌方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十分凶猛，步兵推进到包顾德黑村北边的最后一道篱墙。步兵连连长在那里下令将支援他的战车投入，攻击位于邻近篱墙内的德军；当攻击开始时，连长就被德军火力击中。同一时间，德军对美军右翼发动一波小规模逆袭。由于敌军猛烈的火力，到了此时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非死即伤，步兵和战车兵们失去领导，只得越过泥泞不堪的田野退回集结区，而德军的强大火力也阻止美军进一步尝试解救在包顾德黑村内被切断的美国大兵。

最后，当德军战车冲入村内、消灭了指挥所之后，被切断的步兵连只得被迫投降，从而终结了巴斯上校救援包顾德黑村守军的一切企图。

经过将近5天的战斗后，第90师以超过2000人伤亡的代价，前进了6.4千米（4英里），就这么少的收获来说，如此的代价的确相当高昂。虽然第90师的领导阶层被搬出来检讨，但一项简单的事实就是该师从一开始就被指派到一项艰巨的任务，越过敌人熟悉的、安排好的地形进攻，并由数量上就算没有优势、也是势均力敌的德国陆军顽强防守（几近5600名第一线战斗部队，分别来自第91、第265、第77和第353步兵师还有第15伞兵团），第90师的攻击已迫使德军第7军团司令召集剩下的预备队进行这最后防线的拼死抵抗。事实上虽然各方的批评从那时起责怪兰庄少将，认为他的师缺乏攻击性，且未能从先前的篱墙战斗中吸取教训，并且在整个师里面由上而下加以宣导，不过未能占领其在拉海伊迪皮和包顾德黑村以南的初期目标，并未使高阶指挥官们感到困扰，布莱德雷将军和其他高阶美军指挥官们反而更关切该师看起来在奋力进军的过程中“停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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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四连装20毫米机炮的半履带车。1944年时，每个装甲师有6辆这种高射炮车，每个营参谋连各3辆。

第90师对面的是第79师。第79师由伊拉·威契少将（Ira T. Wyche）指挥，分配到的任务是拿下蒙特盖尔登岭，并朝拉海伊迪皮进行强攻。尽管把步兵连分派到公路两旁，来自附近铁路路堤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却阻止了领头单位前进，最后一等兵威廉·瑟尔司顿（William Thurston）爆破了路堤，并用M1加伦德步枪击毙敌军机枪手。瑟尔司顿的行动导致德军防御“动摇”，使该师的队伍能够向他们在121号山丘的目标前进4.8千米（3英里）。瑟尔司顿由于在这场会战中的英勇行动获得陆军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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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党卫军士兵携带的铁拳是世界上第一种改良的单发反战车武器。

在朝121号山丘进发之后，第314步兵团开始包围其目标，并进攻蒙特盖尔登岭的山顶。第314团团长瓦伦·罗宾森上校（Warren A. Robinson）抓住主动权，向德军阵地挺进，并在一阵短暂的战斗过后攻陷蒙特盖尔登岭山顶。7月4日，罗宾森上校以无线电通知威契将军已占领了121号山丘；现在第79师拥有了一处炮兵观测站，使其炮兵前进观测员可以指挥火力打击拉海伊迪皮。

威契少将也命令第315团前进。3辆出现在公路上的德军战车激起美军步兵的恐慌，他们在一团乱的状况下逃向后方，使进展缓慢下来；直到7月3日午后，第315团的官兵和支援战车才重新组织起来，继续前进。到了黄昏时分，第315团只前进了1.6千米（1英里），指挥官们再次归咎于前往蒙特盖尔登岭路上的篱墙。不过第314团攻下121号山丘大大协助了第315团的推进，在7月4日获得更多进展。

德军还没有试图逆袭。不过在7月4日晚间，当第315团的步兵离84号山丘只不到3.2千米（2英里）时，德军突然发动一次突袭。由多辆四号战车和半履带车支援的步兵突然从篱墙后现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包围第315团的2个步兵连，不过他们击退了这次攻击，并在位于121号山丘的师炮兵支援下建立了坚牢的周边防御阵地，防止德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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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躲在散兵坑深处的德军步兵望向天空，观察是否有盟军飞机来袭。到了1944年6月，德国空军几乎从法国的天空中消失，使德军地面部队经常受到盟军空中武力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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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他滩头后16千米（10英里）处的第7军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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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士兵正在维修四号战车的引擎。德军每个装甲师都有其修护连，由负责战车修护、军械、标志和备用零件补给等工作之各排组成。

在第314步兵团于1944年7月5日攻下拉海伊迪皮后，威契将军决定进行一次新颖的、大胆的行动，希望他的师能够摆脱缓慢地逐篱墙战斗的进军，或可能从中俘虏数量可观的德军。威契将军投入预备队第313步兵团，期待向右方进行一次大包围行动，以通过蒙特盖尔登岭西端，接着迅速下山，一路直抵埃河（Ay）。攻击行动在中午展开，由一支2个连规模的战步混合特遣队领导这次行动。沼泽地形和数不清的灌木树篱再度拖累了攻击部队的移动，到了下午特遣队离目标还有数百码远，但就在这里遭遇了德军猛烈的集中火力射击，攻击因此动弹不得。到了夕阳西下，德军又发动一次凶猛的逆袭，在攻击停止前将特遣队逐退数英里远，此次暂停给了313团时间重新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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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时，德军炮兵与远距离之外的美军部队交战。我们从本图中再一次见到，德军因害怕盟军的空中攻击，而对火炮施以严密伪装，但即使如此也不一定保证能骗过四处出击的盟军战斗轰炸机。

威契将军在预料到另外2个团没有能力突破德军防线后，下令曾经历战斗考验的第315团重返战场。7月5日，美军在战车和驱逐战车的增援下，开始进攻84号山丘；这一次该团进抵84号山丘的北坡，第79师终于在蒙特盖尔登岭最高的部分拥有一个立足点。

威契将军为了强化其阵地并为最后征服蒙特盖尔登岭做准备，调换其他2个团的位置，并命令第314团转向右方拉海伊迪皮周围，并在东面斜坡取得据点。该团在当天早晨迅速克服德军的抵抗，达成目标。他之后重新指示第313团的行动方案，从其在师的右翼后方位置向东至可支援84号山丘上的部队的阵地。到了7月6日正午，也就是攻击行动的第4天，第314和第315团已设法进抵蒙特盖尔登岭的北坡和东坡，而第313团则在山脚下右翼后方排列成梯队。

拉海伊迪皮

为了更有效对付德军在篱墙间的抵抗，威契将军告诉麾下各步兵单位指挥官，只要准备好就单独发动攻击。这个办法奏效了，第314和第315步兵团设法占领了目标，完全占据了蒙特盖尔登岭的东半段。当第313步兵团遭遇德军顽强抵抗时，第315团成功拿下84号山丘，而第314团则完全占领蒙特盖尔登岭。到了7月7日上午，德军的抵抗崩溃，朝埃河方向撤退。

尽管遭逢这些挫败，德军仍然占上风，而第79师再度遭遇激烈的抵抗，事实上敌军已重返拉海伊迪皮。期间，党卫军装甲第2师“帝国师”（Das Reich）师长狄特里希·冯·侯提兹中将（Dietrich von Choltitz）在7月7日下午发动逆袭，德军一支由2个装甲营组成的分遣队杀入蒙特盖尔登岭第79师阵中，德军的逆袭凶猛无比，以至于第79师几乎要被赶出蒙特盖尔登岭；从德军攻击的最初震惊当中迅速恢复过来后，威契将军将麾下的步兵、战车、驱逐战车和炮兵组成一支强大的联合兵种部队，美军士兵因而可以进行有效且协调的防御。在威契将军手下的官兵击毁3辆战车后，德军攻击开始失去了冲劲，到了7日黄昏，侯提兹的攻击已经被遏制了，但第79师也不能像先前的看法一样快速地向埃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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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50毫米反战车炮部署在一条主要干道旁，拥有良好的射程，准备对付盟军装甲部队。诺曼底各村庄牢固的房舍成为理想的据点，使德军能够组织防线。

79师的损失

美国陆军官方战史提到，经过在篱墙间长达5天的惨烈战斗后，第79师的官兵才攻占了蒙特盖尔登岭。虽然该师在攻势的头几天中伤亡十分轻微，但德军的逆袭导致了将近1000名美军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而该师的伤亡总数则是超过2000名军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第79师的可战斗部队人数严重减少，有些单位士气非常低落，在恢复攻势之前，只能暂时从前线退回后方进行整补和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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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时，美国陆军大体上拒绝了牵引式反战车炮的构想，因为它们缺乏机动力，且在攻势行动中一无是处，因此发展了自走“驱逐战车”作为替代，像本图中的M-10；在圣洛周边的战斗中，每个步兵营都配置了2辆M-10。配备3英寸主炮的M-10之后被M-18“地狱猫”（Hellcat）和M-36驱逐战车取代。

在展开第1军团攻势的过程中，第8军无法达成蒙哥马利元帅和布莱德雷将军所想要的突破，德军则无疑地表现出准备充足的态势，决心对任何前进做进一步抵抗。他们只放弃了非常少的土地，以极为高超的战术技巧防卫篱墙阵地，以美军无法事先预料到的层次运用武器，而最重要的是对第1军团第79和第90师造成惨重伤亡。此外，蒙特盖尔登岭的战斗清楚明确地指出国防军尚未彻底崩溃的事实。

战斗表现

关于第8军，尽管其无法进抵圣洛，对即将施行之向塞纳河前进的时间表造成更多延误，然而这些错误不能算在第79和第90师的头上。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对他们的领导阶层和官兵做出批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2个美军师面对的是防卫着巧妙且牢固的防御阵地之一流德军部队，而这2个师已设法突破德国陆军主抵抗线的事实。在接受不熟悉篱墙战斗的新兵补充后，这2个师的表现一定会有所失色；因此另一方面，这2个师就会被批评未能对这些部队反复灌输在篱墙区域中与德军战斗的教训。不过有一点倒是相当清楚，德军能够从第1军团强行突破篱田区域前的初步动向中“预期到没有喘气时间”。正当第79和第90师撤出战线、第82空降师返回英格兰时，美军第7军就接管先前被这些单位占据的阵地。

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蒙哥马利元帅使美军持续向南进攻的愿望一致，布莱德雷将军下令第7军从瑟堡调动至卡伦坦，适时承担第8军东侧（左侧）地区的作战责任。第7军将取得马黑卡格苏斯德哥赫基草原（Marécageuses de Gorges）（一块沼泽地带）和泛滥的陶特河（Taute）之间的地段，这块地区对第1军团来说相当重要，因为连接科腾丁半岛美军部队和陶特河以东其他盟军部队的唯一一条高速公路穿越此处。

这个地段易受攻击：几次德军逆袭几乎成功拿下该城，把盟军的滩头堡切成两断块；同样地，德军的任何突破可能切断盟军间的陆上交通（英军和加军），只要向卡伦坦以南的战线前进，美军部队就可以消除这些危险。

不过更重要的是，第7军将作为沼泽地形上主要堤道的柯坦斯和圣洛间高速公路视为其目标一部分。为了让第7军有足够空间可以部署部队，以接触与密多顿第8军的会合点，有必要夺取佩希叶到圣洛的公路。当德军的抵抗崩溃，第7军和第8军会师后，布莱德雷将军曾希望使用军团预备队当中的一个装甲师来扩张美军的成功，并一口气突破篱墙区域。

布莱德雷将军在7月初的攻击中就已在构思夺取必要的土地，而就蒙哥马利元帅所知道的，此举将为最终从诺曼底口袋突破做好准备。布莱德雷将军的目标不只是夺取土地以让第1军团进行机动，更重要的是掌握通往从柯坦斯经马希格尼（Marigny）到圣洛一线的通道，之后他就能够在那里守住对最终的突破来说必要的阵地，而不用在狭窄、充满沼泽的地形战斗，它们支配着通往圣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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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从篱田区域树篱的规模和纵深就可以明白，就算只是要逐出一名德军狙击手也得动用枪榴弹。

布莱德雷的计划

布莱德雷的打击计划要求从右翼靠海的地方展开行动，接着以4个军当中的3个排成一线，发动一系列打击，向东逐渐扩大范围，每个军在接获命令后就展开攻击。为了抵达目标圣洛市，意味着右翼需要前进约32千米（20英里）左右，而整个正面将以圣洛东面的第5军为枢轴。此波攻势的第一部分是第8军以3个师兵力（第79、第90师与第82空降师）朝拉海伊迪皮和蒙地卡斯忒的丘陵攻击，因为第82空降师从诺曼底战役中撤出，布莱德雷将军下令军预备队第8师与第7军一起进入战场。“闪电乔”柯林斯少将的第7军将在这里重新展开攻击，以第83师和第4师为先遣单位，而当这两个师获得足以进行机动的空间后，第9步兵师就会加入战局。最后，第19军在第5军第2师协助下，将会在一块包括维尔河的地区参与作战，且将对准维尔河两岸的圣洛地区。第19军之第29及第30师，以及最后的第35师（仍在取道美国前往法国的路途中）将支援第7军的攻击。第3装甲师起初是军团预备队，位于伊斯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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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树篱不是第1军团唯一需要应付的障碍，犹他滩头后方的大片地区遭德军以洪水蓄意淹没。

德军在圣洛城内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序列构成第7军团的主体，由党卫军上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指挥，他在1944年6月29日多尔曼上将于司令部中去世之后继任此一职务。第84军和第2伞兵军防守从柯蒙特防区向西直到海岸的正面，以维尔河为界。事实上，美军第1军团的情报曾指出，在这2个军之下共有至少12个师，当中包括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和党卫军第2装甲师“帝国师”，且据了解只有党卫军第2装甲师低于满编状态，一个原因是此为自D日以来消耗战的结果，人力的持续消耗要求新单位递补，另一个原因则是盟军的空中封锁行动防止德军迅速增援战场。至于战斗群，只有来自第265、第266和第275师的单位可用来作为机动预备队。尽管耗尽了人力，德军部队仍包括几个第一流的单位，如第2伞兵师和2个党卫军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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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尔曼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后，党卫军上将豪塞尔于6月30日接任第7军团司令。

由于第7军团拖延美军的前进，赢得宝贵的时间，德军的形势进一步巩固，给了第7军团各单位许多机会彻底强化阵地，来准备打一场防御战。同样地，鉴于第1军团只有很小的空间进行攻势机动，第7军团则拥有开阔的空间可供机动，也拥有对维持弹性防御来说必要的绝佳交通线。

不过德军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地形，在这整块区域中纵横交错的灌木树篱不仅妨害了攻势机动，也限制了战车的运用。事实上根据第1军团情报单位的估计，在诺曼底一块12.8千米（8英里）的区域中就有超过3900块被篱墙围圈的田地。灌木树篱生长于大型路堤上，可形成高达3米（10英尺）的堤坝，时常被排水沟或低于地面的道路环绕，而灌木丛有助于精巧地布置深入地面的掩体或隐蔽的据点。除了地形之外，阴郁的天气也使得卡伦坦南方和西南方沼泽地形的影响更加突出，部分地区已泛滥数月之久，成为德军防御计划的一项特点。恶劣的天气也抵消了美军的空权优势，空袭行动被取消的次数越来越多，观测行动也同样受到影响，限制了对敌军动向和配置的情报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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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师的士兵们在勒赛附近，时间是6月中旬。枪榴弹的使用方法十分简单，只要用空包弹就可以从枪管发射。

7月4日，第7军恢复攻击，由第83师和第8军第90师并排进行第一场作战。第83师沿着马黑卡格苏斯草原前进，抵达沼泽地西边的哥赫基和东边的圣提尼（Sainteny），第4师将越过它们朝佩希叶进攻，后面分别跟着第3装甲师和第9师。对第83师来说不幸的是，德军已组织大规模的纵深防御，而在第7军的地段防御力最为强大，已做好万全准备。

代价高昂的攻击

第83师在第一波攻击中折损了300人，并在接下来几天当中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收获。为了支撑第83师的进攻，柯林斯将军沿着一道主要在卡伦坦至佩希叶高速公路西边的正面投入第4师。当第4师的士兵越过不少于三条的主抵抗线进攻时，也遇到敌人同样坚决的抵抗。经过长达3天的猛烈战斗后，第83师和第4师只将战线沿着卡伦坦至佩希叶公路推移了约1828米（2000码）左右。

同一时间，第19军发动攻势朝维尔河推进，其终极目标是抢占圣洛东西两侧的有利位置，该城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该城作为通往卡伦坦和伊斯尼公路的“中枢”：往东，公路可承受通往柯蒙特和贝优（Bayeux）的繁忙交通，而往西在佩希叶和勒赛之间则构成了德军西翼后方的主要交通线，而西南方还有柯坦斯高速公路。只要守住圣洛，德军可以驰援在战场每一个方向上的军队，因此，布莱德雷将军和参谋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夺取德军这个具备关键重要性的公路节点。

拿下圣洛还有一项好处：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计划人员的构想中，圣洛周围的地形适于进行突破行动。圣洛两侧的地面对于装甲部队发动攻势来说相当理想，因为可以让美军发挥在战车方面的优势，能够比他们在篱田里打得要好得多。若第19军能够跨越维尔河或是向西南方朝柯坦斯前进，如此一来也可以造成德军陷入另一个该在什么地方布防的困境。

柯尔雷特的计划

当第19军开始推进时，其左翼向南延伸至一个的巨大突出部中，（维尔河流经两侧）。第19军军长柯尔雷特少将将其主要打击方向对准维尔河的西边，夺取土地，使该翼回到线上。第19军在此处的前进可以支援第7军向西攻击，在维尔河的右侧掩护他麾下各单位的右翼，并为直接攻击该河东侧的圣洛铺路。他计划将维尔河以西该军地段里的敌军清除，直到圣洛西侧的有利位置，通往佩希叶和柯坦斯的高速公路就途经该地，是他的开场攻击的最终目标。当第30师在第113骑兵群的支援下进行此攻击时，第29师（科塔准将）将守住维尔河以东的阵地，准备好依军部的命令直接进攻圣洛。此外，一旦第35师抵达法国并适应该地区，就将会参与第19军向圣洛的强攻。

面对第19军的德军部队隶属于第84军和第2伞兵军。大部分的德军已组成战斗群，但也包括一些一流的步兵团。根据估计，敌军力量总共有10个步兵营、3个工兵营和2个伞兵营，外加2个装甲连。在维尔河以西面对第19军开场攻击的地段，是由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防卫的32千米（20英里）宽正面的一部分，其右翼由海因茨（Heintz）战斗群组成，下辖第275师2个步兵营、第275工兵营和昂格斯（Angers）工兵营；其炮兵包括先前为第352师一个团下辖的1个炮兵连和1个高射炮兵连。在圣尚德达耶（St Jean-de-Daye）以西，党卫军第38装甲步兵团的单位面对第19军的攻击区，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的主力已与美军第7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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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圣洛进攻

由李兰·霍伯斯少将（Leland S. Hobbs）指挥的第30师（第19军）即将展开对圣洛的攻击。第30师当前的目标就是圣尚德达耶地区，包括就在该村以南的重点十字路口和东边的一小块高地。第30师的计划要求进行两面夹攻，必须横渡维尔河和邻近联络维尔河和陶特河的运河。第117步兵团将担任先锋部队，于7月7日清晨4时30分对维尔河发动突击，而第120步兵团将于13时45分攻击运河；第119团除了1个营从亚尔（Aire）至拉莫福（La Meauffe）沿着维尔河东岸守卫侧翼之外，将支援横渡维尔河的行动，之后并循着第117步兵团的路线前进。

领导第117步兵团攻击行动的是第2营，营长为亚瑟·富勒中校（Arthur H. Fuller），将以2个步兵连并肩进攻，展开渡河行动。G连将支援左翼，并在F连之后间隔10分钟渡河。第105战斗工兵营对每个领导攻击的连提供工兵向导和16艘突击舟，而每艘突击舟都装备了由工兵特别设计装上爪钩的云梯，用来从河面上攀登到维尔河的两岸高约2.4米（8英尺）的陡峭堤岸。

在河流附近一道道篱墙后方集结后，富勒的第2营就等待炮兵对可疑德军阵地炮击。炮击过后，第117步兵团的官兵登上指定的突击舟开始渡河。每艘突击舟搭载12人，所有官兵在4时30分到达彼岸；正当他们上岸并寻找掩护时，立即遭遇德军猛烈的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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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88毫米口径反战车火箭筒（Panzerschreck）是美军火箭筒的改良版本。

当越来越多部队登岸时，德军的火力也大幅增强。几乎当士兵们从河堤一越过开阔的田地往内陆挺进时，德军的步枪和机枪就从第一道篱墙对着他们开火，例如第2营F连的1排在冲过开阔田地成功抵达第一道篱墙前之后，才发现太过远离其目标，并遭遇一小股德军，于是双方激烈交火。这样的情况在F连的地段中屡见不鲜，德军部队射击在地上匍匐前进寻求掩蔽的美军，灌木树篱仿佛跟着跳动起来。尽管德军全力抵抗，第2营还是在当天早上8时30分攻占其第一目标。

在中午之前，第117步兵团全部3个营均已渡过维尔河，稍后跟进的是第119团第2营。随着攻击的进行，前进中的正面也逐渐加大。第117步兵团第3营开始朝30号山丘推进，也就是圣尚德达耶东方约1371米（1500码）处的高地。第1营向西南方前进，而早已沿着亚尔公路向圣尚德达耶下方路口前进的第2营紧跟其后，越过篱墙间空旷的田地以散兵队形进攻。到了正午，该营已进抵其最初的目标，而德军的抵抗已变得相对减轻，事实上到了7日中午，守军已经迫于形势撤退。

当第117步兵团扩张其桥头堡时，第120步兵团准备在7月7日13时45分进攻维尔河至陶特河的联络运河，其曾希望这次攻击能够准时进行，如此一来就能动摇面对第117步兵团的德军防务，并从而迫使敌军撤退。在遭遇初步的抵抗后，第120步兵团建立了桥头堡，接着与一个连的M-4雪曼战车跨越埃贝赫特桥的公路前进。

到了16时，2个团已分别渡过维尔河和维尔河至陶特河的联络运河。当这2个团掘壕时，德军和美军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炮兵对决。第117步兵团的第2营和第119步兵团的第2营试图继续向南朝圣佛贺孟埃格利斯（St-Fromond-Eglise）前进，不过遭遇了猛烈的敌军炮兵火力，致命的88毫米炮不断地轰击他们的进军路线。尽管部队的前进在当天稍晚暂时停顿了一下，但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第30师已迅速学到在篱田间战斗的教训。陆军官方战史对圣洛战役的描述指出，第30师的经验就是步兵师在1944年6月后进入法国的典型：“一般来说，进攻的单位正发现每一个师在诺曼底的初期战役中都意识到困难的一面：灌木树篱地形中的战术技巧和诀窍是菜鸟单位、甚至是那些在北非和西西里身经百战的单位在初期尚未拥有的，第30师也不例外。该师于6月中抵达诺曼底后，接获大量有关各种麻烦的警告，且必须接受训练来面对这些麻烦，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代替战场经验来清楚地显示出行动的具体困难，或是试验应付的方法。敌军火力阵地难以标定位置，而使用地面单位所有火力加以攻击更是难上加难：炮兵支援协调不易；前进一小段距离后，规模大于一个排的攻击部队内的通信连络可能会在篱墙迷宫里完全失灵；战车在队伍中盲目作业，意味着暴露在火箭筒和反战车炮前的危险；管理协同的攻击行动难如登天，对小单位个别的领导人员要发给高额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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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洛周围的德军伞兵防御阵地。散兵坑位于树篱的后方，而且位置较低，除非被准确的俯射火力袭击，不然几乎可说是相当安全，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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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战场上到处散布着在战斗中被杀死的牛的腐烂尸体，虽然气味十分难闻，但却是相当有用的掩护！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花费时间学习，若要融会贯通则需更久；大部分的单位在7月的会战中边打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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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30师在刚投入战场时遭遇了不少问题，但该师在第1军团长达1个月的篱墙战役中算是获得最佳进展的部队之一，事实上第30师的进展顺利，以至于布莱德雷将军对于在第30师的地区成功突破的可能性感到越来越乐观，因此布莱德雷将军命令由李洛伊·瓦特森少将（Leroy H. Watson）指挥的第3装甲师准备穿越此处桥头堡一路长驱直入，直抵圣洛西南方的高地。布莱德雷将军和情报官员相信，在第3装甲师的地段中，德军抵抗充其量不大，瓦特森将军的部队在穿透他可能会遭遇的这一点抵抗时应不会有麻烦。第30师师长霍伯斯少将因此命令麾下各团持续攻击，特别是第117团。

第113骑兵群

第113骑兵群同样也在等着扩张第30师即将进行的突破行动，该部被指派支援第120步兵团。第113骑兵群已在7月7日20时30分横渡维尔河至陶特河的联络运河，且到了次日凌晨2时已在河对岸牢牢地守住阵地，不久之后便开始机动作战，第113骑兵群A连随即开始在公路上向西南方朝古雪希（Goucherie）前进。到了7月8日午夜，他们已推进至离古雪希640米（700码）远的交叉路口，结果在当地被一处敌军据点所阻，敌军兵力至少有1个排，装备了机枪、冲锋枪和反战车炮。

到了凌晨3时，第113骑兵群A连在第230野战炮兵营的协助下，对古雪希发动了一波协同攻击，并在当天早晨7时30分攻克该地。当其他附属在第120团下的骑兵单位寻求移动绕过古雪希时，却在该城以西1.6千米（1英里）处遭遇敌军猛烈火力袭击。德军第639欧斯特马克（Ostermark）营和党卫军第38装甲掷弹兵营团在这里进行了顽强抵抗，暂时挡住了第113骑兵群的前进。美军部队打一场机动战的希望再次破灭，因为攻击行动转变成一连串步兵交火而陷入泥淖，他们搭乘M-5轻型战车和M-8装甲车冲进德军从高速公路两旁篱墙间阵地射出的机枪、迫击炮、反战车炮和步枪交叉火网中。在战场上的数个地点，由于战况过于激烈和混乱，使得大部分人必须下车作战，而无法发挥战车或装甲车辆上武器的火力优势。不过到最后，在B连和C连的协助下，骑兵部队终于克服德军的抵抗。

其间，布莱德雷将军派遣第3装甲师进入并穿越第30师的地段，希望其再向南深入的计划能在7月7日至8日的夜间付诸行动。瓦特森少将的第3装甲师已经开始移动，并奉布莱德雷将军的命令即刻朝圣洛以西的圣吉勒（St-Gilles）方向进攻。第3装甲师第一个展开行动的单位是B战斗群，由约翰·柏恩准将（John J. Bohn）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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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初，圣洛附近的一名德军伞兵。

B战斗群将其部队划分为3支特遣队（X、Y和Z），于18时30分展开行动，并于22时30分开始以每小时45辆车的速率通过从艾海尔（Airel）横跨维尔河的桥梁。每一支特遣队均由1个战车营、1个装甲车营、1个装甲步兵营和1个工兵排组成。A战斗群担任师的预备队，被部署在斯泰马赫戈希特戴勒，准备在必要时刻驰援B战斗群。就在渡过维尔河后不久，B战斗群在离圣佛贺孟埃格利斯约548米（600码）处遭遇轻兵器射击火力。当晚第83侦察营刺探敌军防线时，德军由步兵领头，在迫击炮和炮兵火力支援下发动一次强而有力的逆袭，德军炮击持续至次日的头几个小时，第83营的D连被迫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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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1日，美军攻占上逢特。

同一时间，瓦特森将军命令柏恩准将带领B战斗群从圣佛贺孟地区朝西南方斜向穿越第30步兵师的防区，以稳定正面。7月8日清晨6时42分，B战斗群穿越篱墙区域开始向西南方攻击，结果遭遇海因茨战斗群（第275轻步兵营）的战车发动凶猛的逆袭。在随之而来的战车战中，德军损失4辆四号战车，而B战斗群则有1辆战车被击毁，因此B战斗群的装甲部队也被卷入同样迂回曲折的篱墙战斗中，自D日以来这一直是步兵们日常活动的特征。

其间，X特遣队的人员和车辆向西南沿着圣佛贺孟经博赫迪尼（Bordigny）至拉贝赫纳德希（la Bernardrie）的高速公路移动，途中遭遇猛烈抵抗，德军从沿着篱墙挖掘的壕沟中不断射出机枪和迫击炮火力，而四处移动的88毫米炮也拼命开火。

虽然不是在贬损B战斗群的战车乘员，不过前进中最了不起的成就是由第120步兵团第1营和第117步兵团第3营的官兵取得，他们占领了圣尚德达耶村以南的交叉路口。

B战斗群装甲兵的挫折感因后方的艾海尔地区沿着维尔河发生大规模交通拥塞而加深，步兵们对公路的阻塞状况痛苦地抱怨不已，而装甲兵们则抱怨步兵挡住了去路，还在已经被指定为战斗集结区的地方搭起帐篷。最后，B战斗群和A战斗群接到霍伯斯将军的命令，在公路上行进以避开田野，因为德军炮兵已经将火炮瞄准那些田地了。显然霍伯斯将军相信战斗指挥部的行动还不够积极，因此不能脱离墙区域。不过柏恩将军终究成功重编了特遣部队，以确保他们可以沿着平行的路线编队移动，不会因并排穿越田野而延误。不过B战斗群持续耽搁使霍伯斯将军得出结论，认为柏恩准将缺乏带领B战斗群行动的能力，并警告他必须抵达目标，否则就会解除他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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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火箭弹四处巡逻的战斗轰炸机是空中的主要威胁，像图中的共和公司（Republic）P-47和英国霍克公司（Hawker）的台风式（Typhoon）轰炸机。

德军预备队

高层总部坚持B战斗群持续运动的一个理由，是得知一批为数不少的敌军部队正步步近逼：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部队和由1个战车连支援的1个步兵加强营正从西边靠近，而装甲教导师则从东边倾全师之力进击。当柯尔雷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防备德军装甲部队这波猛攻时，B和A战斗群继续向前朝他们的目标上逢特（Hauts-Vents）挺进变得更加举足轻重。

迟至7月9日早晨，来自党卫军第2装甲师1支战步特遣队的小型侦察单位在勒戴瑟贺特（le Desert）攻击第30师的右翼，柯尔雷特和霍伯斯将军最可怕的梦魇终于成真。不过到了中午，第30师的步兵遏制了德军的第一次威胁，但事态逐渐明朗，这次攻击原来只是德军更大规模行动的序幕。几乎就在师炮兵开始重新部署的时候，另一支由步兵、战车、炮兵和自走炮组成的德军特遣队进攻第30师的右翼；尽管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存在敌我不清的状况，师炮兵再一次发威，以大规模弹幕重击德军的前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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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7月从瑟堡向南进攻时，一辆M-4雪曼战车和支援的步兵朝勒赛北方的拉海伊迪皮村缓缓推进。

战车伏击

胜利的代价是美军的伤亡，但如同德军所证明的，他们未被击败。附属在第30师下的第743战车营一个连沿着一条乡间公路追逐2辆四号战车时，意外闯入巧妙布置的伏击阵地中。装有警报器的德军战车从侧面以极近的距离攻击紧追不舍的敌人，此战车连在15分钟之内就损失了大部分的装备，共有3辆M-4战车被放弃，而另有9辆战车和1辆工兵用推土战车混战中被击毁，至于人员损失，共有5名士兵阵亡、4人受伤和36人失踪；加上前一天就已经被敌火击毁2辆战车后，这个连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
47



由于德军逆袭即将到来的谣言不断，再加上第743营的战车连被德军装甲部队歼灭，美军步兵开始从前进阵地撤出。最后，尽管德军行踪成谜，B战斗群终于向圣尚德达耶至埃贝赫特桥的高速公路挺进；就在柏恩准将看起来可能会抵达目标的时候，霍伯斯将军下令暂时停止前进，以重编步兵来进行朝向上逢特的最后冲刺。

有关B战斗群所在位置的状况更加混乱之后，越来越明显地，战斗群并不在上逢特。霍伯斯将军实现了免职的威胁，解除了柏恩将军对B战斗群的指挥权；不过到最后，B战斗群的一支分遣队在7月10日晚间抵达目标，也就是91号山丘，不过不久之后，敌军炮兵和迫击炮的轰击就迫使他们撤退。虽然守住91号山丘的最初企图未能成功，不过B战斗群扰乱了装甲教导师已计划好将在午夜过后不久展开攻击的准备工作。B战斗群于7月11日再度进攻91号山丘，被维尔河以东的敌军火炮击毁6辆战车，不过此时并不能阻止装甲兵们继续前进；在被暂时击退后，B战斗群新任指挥官多兰司·罗伊斯顿上校（Dorrance S. Roysdon）亲自率领麾下官兵挺进，终于攻占了上逢特。

无止境的拖延

B战斗群进入桥头堡导致了另一回合令人泄气的篱墙战斗，使得前进行动陷入僵局。就如同第1军团整条战线上的状况一样，B战斗群早先为拿下其目标并扩张缺口的失败，导致布莱德雷将军朝圣洛方向突破的目标往后更加推迟。鉴于美国陆军官方战史责备战斗群没有能力协调他们与第30师的行动，事实上B战斗群无法占领上逢特更应归咎于装甲教导师的出现，以及更重要的第30师步兵的混乱状况；此外，第39步兵师没有跟着在勒戴瑟贺特另一边前进支援第30师，也使得第30师暴露在可能出现的德军逆袭中。对拿下圣洛第一轮战斗的任何分析越来越清楚地显示，部分问题其实出在布莱德雷将军不切实际的期望上，他竟然认为1个加强战车营就能够在西北欧德军其中2个最强的装甲师之间将任何突破扩张。无论如何，进行深入穿透的机会已经消逝了，到了此时，B战斗群已经解决沿着维尔河与第30师拥塞在一起的状况，而装甲教导师和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单位已经堵住缺口，并准备进行逆袭。

德军的逆袭

到目前为止，德军在篱田区域间的努力已挡住第1军团朝向内陆迅速推进。但即使时间从6月进入7月，且有了一位新司令官接管德军在西线的部队，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遏制盟军向内陆推进的议题，仍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西线总司令部内激烈进行。

对所有人来说很明显地，迟至1944年6月为止，由前西线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倡导的机动战略曾是对付盟国陆军的正确战略。但不幸的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军和英军部队变得越来越强大，如同抵达美军第19军侧翼的第9步兵师所表明的那样。装甲教导师于7月11日进行的逆袭在第9师的防线上造成问题，在那里敌军攻击的主力减弱，弱于南方和东方更远处的攻击。德军装甲部队最初的成功要归因于在第39和47步兵团之间生成的缺口。

从午夜开始，第39步兵团报告在勒戴瑟贺特西南方有大批德军活动；到了7月11日头几个小时，装甲教导师展开攻击。在1个小时之内，敌军的战车和步兵纵队开始源源不绝地灌入第39和47步兵团之间的缺口。一个隶属于装甲教导师的纵队横扫了第47步兵团第3营的指挥所，而另一支敌军编队则沿着勒戴瑟贺特高速公路逼迫第39步兵团第1营后退548米（600码）。事实上，进攻的冲力使部分德军装甲单位一直前进至第1军团前线阵地后方约1828米（2000码）处。

敌方的逆袭摧毁了第39与第47步兵团以及师部之间的交通线，而当第39步兵团第1营撤退时，师部采取即时的行动以“填补缺口”并防止德军突破，甚至在援军急忙赶来遏制敌军攻击时，第899驱逐战车营和第39及第47步兵团的其他单位正拼命地与装甲教导师战斗。同一时间，第47步兵团第1营和4辆M-10驱逐战车在师部的指挥下，沿着勒梅斯尼（le Mesnil）至维内宏（Veneron）以南的公路移动，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与第47步兵团第3营接触，切断敌军的逃亡路线，并在团的战区中扫荡孤立的小群敌军的抵抗。第39步兵团第3营则被派去封锁德军步兵朝拉塞乐希（la Scellerie-la Buhotrie）-拉布奥特西地区的前进。其间，P-47雷霆式（Thunderbolt）战斗机飞了几趟密切空中支援任务，攻击沿着拉塞乐希周边地区中勒戴瑟贺特附近公路前进的德军战车。到了12时30分，第60步兵团第2营出动驰援第47步兵团，而第47步兵团第3营终于能够完整无缺地恢复指挥所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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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第7军的官兵们在德军第7军团于8月7日展开的逆袭中被逮个正着，在摩贺坦附近的篱墙间拔足狂奔。

当天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由第899驱车战车营A连和B连防守的地段上，他们已事先接获警讯，准备好迎击德军。在与挺进的德军步兵接触后，美军装甲兵在凌晨3时至清晨6时间三度击败敌军穿透防线的企图。在天亮之前，第30步兵师A连的一个M-10驱逐战车排攻击3辆已成功穿越美军防线约达457米（500码）远的德军战车；在接踵而至的战车和驱逐战车对决中，美军设法击毁了1辆德军战车，但本身也损失了1辆M-10驱逐战车，而剩下的2辆德军战车则被击中并冒出火焰，并退回他们的防线。

不过，装甲教导师的攻击尚未结束。在勒戴瑟贺特以西，大概有10辆德军战车（主要是四号战车和豹式战车）在一条方向是从勒侯梅达贺廷内的十字路口朝拉夏赫勒梅西的（la Charlemerie）、没有坚实路面的道路向北疾驶，并成功抵达拉塞乐希正南方的一处地点。A连第3排在这里击毁了带头的德军战车，把车队挡了下来，不过本身也损失其中1辆M-10驱逐战车。随着步兵援军的抵达，加上为了要更有效应付德军攻击，A连的连长将麾下部队重新编成能够作战的步战协同队伍，设法击毁了3辆德军豹式战车和1辆半履带车，并以猛烈的火力逼使剩余德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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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步兵搭乘被国防军缴获并加以利用的法制雷诺（Renault）UE牵引车，后面拖着PAK35/36反战车炮。

正当A连的战车乘员和步兵与德军战车对决时，第899驱逐战车营C连仿效了德军在篱墙间运用的战术，展开第一次行动，目标是一辆伪装十分良好的豹式战车，正沿着拉夏赫勒梅西附近一条公路移动；当这辆对前方战况浑然不觉的德军战车转弯时，1辆M-10驱逐战车迅速地从其3英寸口径主炮射出2发炮弹，击毁这辆豹式战车，杀死其中2位乘员，并驱散了伴随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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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步兵冲进圣恩斯村（St-Ensy）的大街。从被摧毁的建筑物看来，德军的卫戍部队已经历过盟军猛烈的轰炸。

这样的行动在下午稍早时又再度上演，数辆C连的M-10驱逐战车对1辆豹式战车开火。在紧接而至短暂但残酷的对决中，2辆M-10驱逐战车向豹式战车猛扑而来，不过豹式战车击伤了其中1辆，并杀死其中3名乘员，而这辆德军战车也受到损伤；不久之后，另外1辆M-10驱逐战车的零距离射击将2发炮弹送入这辆残破的德军战车中。在另一场遭遇战中，1辆M-10驱逐战车设法击伤了另一辆豹式战车，结果这辆战车滑出路面，冲进沿着公路两旁伸展的路堤中，其乘员便弃车逃逸。第47步兵团第1营的步兵们不断击毁德军战车，于是这样的场景在整个下午持续上演。

盟军空中打击

正当像第899驱逐战车营的美军各战车营和配备火箭筒的步兵小队与德军装甲教导师的官兵们对决时，情势到了16时已变得十分明显，美军将可以守住战线。由于P-47雷霆式和P-51野马式（Mustang）战斗机在空中执行密切支援任务，第9师的官兵在圣洛前线设法挡住了德军所有逆袭中这波最新、也可能是最危急的一次行动。总而言之，击败装甲教导师的逆袭是步兵和装甲部队间，以及装甲部队和空中武力间协同作战的最佳范例。光是在一次交战当中，P-47雷霆式和P-51野马式战斗机就摧毁勒侯梅达贺廷内附近14辆战车中的13辆。事实上，这正如同美国陆军官方战史中所陈述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同心协力使装甲教导师在16时的突破彻底失败，第39及第47步兵团在不久之后奉命前进并重新占领他们在当天早上的阵地；到了晚间21时，他们面对零星抵抗完成了任务，接着这2个团依照指示在当天夜里掘壕固守，准备即将在次日进行的攻击行动。德军逆袭最后的战果，只不过是使第9师的前进时间表向后推迟了一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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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师在击溃德军进攻后，即使正在击退沿着其正面突破的小股分散德军，仍设法至少在一块区域持续前进。

尽管德军发动攻击，美军第79步兵师仍设法在7月7日进入拉海伊迪皮，而第8师则接管第7军的正面中央位置。其间，第90师在蒙地卡斯忒的森林地带碰上决心抵抗到底的德军，不过还是能够在不利地形和德国守军间杀出一条血路前进。在该军的右翼，第79师再度在灌木树篱间陷入停顿，防守的德军设法使该师仅仅前进了182米（200码）；最后，到7月10日，所有3个师开始面对现在理所当然且确实采取守势的敌人向前推进。到了7月11日结束时，第8军已设法向拉海伊迪皮后方推进了约2743米（3000码），更重要的是装甲教导师攻击行动失败，现在对布莱德雷和柯尔雷特将军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敌军的主抵抗线终究被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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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战役期间，盟军在战区中拥有超过3700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包括本图中的P-51野马式战斗机。

虽然战斗已导致伤亡数字超过5000人，使每个进攻师每日都承受数百人伤亡的损失，但对布莱德雷将军来说再明显不过的是，拿下圣洛此一目标已有正面进展。尽管第7军的努力碰上同样坚决的德军反抗，不过一定要说明的是，到了7月10日时，德军防线已显示出被穿破和撕裂的前兆。第9步兵师的驰援和其在7月11日立即投入战场对抗德军装甲教导师坚决进攻行动的能力，让第7军有喘息的空间。

总结

不过，长达一个星期的激战导致布莱德雷将军夺取圣洛的愿望再次向后推迟，从而使他更加期望突破。事实上，美军士兵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事物可以挽回对为了几英里土地而苦战不懈的失望情绪。布莱德雷将军避免一场僵局的渴望，仅能因第30和第9师在对上逢特和拉海伊迪皮的行动中带来一些突破的希望而勉强地避开。然而如同布莱德雷将军提到的：“到了7月10日，我们在诺曼底真正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式僵局的危险。蒙哥马利的部队已拿下卡昂的北方郊区，但这座城无论如何都还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机场仍在他的掌握范围以外，而我这里的突破已经踢到铁板。尽管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德军如奴隶般遵守希特勒的命令，寸土必守；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英军的地段约损失了2.2万人，在美军的地段损失了超过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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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军团朝拉海伊迪皮和上逢特后方推进的失败可归咎于后勤、人力、盟国间的争执和恶劣的天气等许多因素，不过真正的理由是德军决定死守每一寸土地，逼迫第1军团打一场消耗战，这是大君主作战的计划人员在进入计划的原始设想中遗漏或忽视的。尽管诺曼底地段上的德军部队素质参差不齐，不过说希特勒的坚持到底命令发挥意想中的效果，导致即将到来的圣洛争夺战将会与先前已经在篱墙和田野间爆发的艰苦消耗战如出一辙，倒也有几分准确度。

虽然向圣洛前进的速度缓慢，再加上多次挫败，布莱德雷将军仍开始为从科腾丁半岛突破做准备，计划当中有一部分包含由柯林斯少将的第7军担任矛头，沿着狭窄的正面进攻，其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圣洛和其重要的公路枢纽。就这样，诺曼底血腥篱田区域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的舞台终于布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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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美军一个火箭筒小组掩护阿赫丹（Ardaine）森林中的一条道路。


第五章　赢得胜利

攻下圣洛，以及结束篱墙战斗；7月12-20日，眼镜蛇作战的前夕和突破德军防守进入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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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洛最后在7月18日落入第1军团手中。步兵和装甲部队（来自第2师或第29师）从北边沿着伊斯尼-圣洛公路小心翼翼地进入该城，不过攻占该城的主要攻击路线却是来自东边。

6月从头到尾，美军第1军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入了圣洛这座重点城市的郊区。顽强且几近狂热的德军抵抗在这里终于向布莱德雷中将麾下美军部队的物资优势低头，勉强地让出土地。当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为了攻占卡昂而与党卫军的精锐部队和上百个国防军单位作战时，布莱德雷将军准备好一波狭窄正面攻势，意图“动摇”德军的左翼。第1军团这波重新展开的攻势的主要任务内容，将由第29师执行，目标摆在跨立在圣洛至贝优高速公路两旁的山岭，然后是圣洛城本身。在其右翼，美军第35师将在维尔河和伊斯尼至圣洛的高速公路间施加压力，目标则为维尔河右岸；当第35师完成攻击中其负责的部分时，第30师将沿着维尔河另一边前进。在第29师左翼，第5军的第2师将对192号山丘发动突击，攻占192号山丘一事相当重要，因为在突击圣洛时，这座山丘可用来作为主要的炮兵观测据点。

布莱德雷将军对第7军、第8军和第19军的野战命令规定他们的攻势应向东延伸，最后一个阶段应为3个师穿越屏障圣洛的山丘进行协同攻击。表定计划的第一天是7月9日，由于敌军的激烈抵抗和装甲教导师的部队穿透了柯尔雷特将军第19军的右翼，维尔河以东的进攻已经延期。不过美军指挥官们在那时还不明白，装甲教导师突破美军战线的失败行动，是隆美尔元帅的第7军团为扭转诺曼底局势的孤注一掷，这次失败意味着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的集结作业将能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战斗单位和物资将被送上岸。

德军的防御

不过，圣洛城内和周边地区的德军部队仍令人十分畏惧。第1军团的G-2部门（情报）已辨识出第2伞兵军的主力，包括第3伞兵师的2个团，分属4个步兵团的单位和衰弱的第352师残部。伞兵团在当中是比较棘手的，因为他们是由第一流的部队组成，曾在奥马哈滩头上协助阻止第5军最初的突破，且接下来挡住了到目前为止对192号山丘的每一次进攻。德军步兵单位组成战斗群，平均约有400-500人，分别来自3个师。例如，其中一个战斗群由属于第353师3个营的单位组成（该师的主力正在蒙地卡斯忒附近地区战斗）；第二个战斗群约由第266师3个营组成，还有包括第352师残部在内的战斗群，在7月7日经过估计只有800人。不论是步兵还是伞兵，都可以得到24门105毫米榴弹炮、12门150毫米榴弹炮、1个连的15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和两个连的可怕88毫米平高两用炮的支援。第2伞兵军尽管如步兵般英勇无畏，却没有装甲部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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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装甲教导师的战车攻击美军防线时，德军为了拉直防线，发动数波小规模攻击，不过这些攻击没有像维尔河后方装甲教导师的大规模攻击那样激烈。这些攻击当中有一次是由第9伞兵团第1营负责，把目标锁定在第115步兵团第1营，该营在一阵炮兵和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迅速横扫了第115步兵团的前进据点。第1营把所有3个连排成一线，防守一条宽广的正面，德军的攻击则落在A连和B连之间。刚开始时，当这2个步兵连不顾一切地奋战，避免被敌军突破时，德军伞兵切断并歼灭了2个排，该场战斗的生还者们还记得士官和军官、炮手和士兵集结成小群战斗，以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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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掷弹兵的一个MG42机枪小组警戒着一个主要路口，而后方远处有一辆战车负责支援他们；为了能够承受射击，他们的机枪已装在三脚架上。

到了7时30分，德军留下阵亡的弟兄，放弃攻击并撤出战场，在攻击中，第115步兵团和德军伞兵各损失约100人；德军第5伞兵团对第2师的官兵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攻击，尽管攻击行动在一开始时多少使美军感到惊骇，但伞兵们的突击却无法扰乱第2师预定对192号山丘的进攻行动。

布莱德雷将军夺取圣洛的计划以占领周围的高地揭开序幕，这是为了让炮兵在开始对攻击的各师进行火力支援时，可以拥有不被阻碍的观测视野。占领高地的一部分行动已经被分配给盖尔哈特少将指挥的第29步兵师和由瓦尔特·罗伯茨少将（Walter M. Roberts）指挥的第2步兵师，当第29师保护其左翼时，第2师的官兵就将进攻192号山丘。

根据美国陆军对会战的官方描述，第2师“被认为是一个优良单位”，其师长面对攻顶途中所会遇到的问题没有任何幻想，而他麾下的部队在6月已企图进行一次英勇的攻击，但被德军猛烈抵抗击退。不过，在这第二次突击之前，第2和第29师的士兵们已经历过一个月之久的篱墙战斗，使他们面对横在眼前的阻碍时变得更有作战智慧。在6月16日至7月11日这段期间，第2师已演练过攻占192号山丘的战法，因而充分了解到密集训练步战协同战术、精准的炮兵和空中支援的需求。事实上在炮兵的例子中，射击计划的基础是去计算每边长91米（100码）的正方格的数量，在突击的过程中，这些方格的绘制是用来确保合适的步炮协同。至于在对付篱墙的时候，“策划战车、步兵和工兵协同小队的目的是处理作为一道新出发线的篱墙。当工兵炸出一个可让战车通行的缺口时，战车就会驶进田地，并用其75毫米主炮向田地的各个角落开火，还会向前方的两侧篱墙扫射，以掩护步兵斥候沿着中轴的树篱前进”。

“这些步兵斥候将由白朗宁自动步枪射手掩护，4人爆破小组中的2人跟在后面，而工兵和步兵班的班长将选择战车越过下一道障碍的最佳位置。将安装战车车身后方特制的EE-8型话机，并与战车对讲机系统连线，以供战车和步兵间行动时的通信使用。在前进的时候，2名工兵将留在战车旁边以保护战车，监视侧边的篱墙，并在必要时射击，以压制敌军的火箭筒小组。在靠近出发线的地区，靠美军那一边的篱墙路堤会被小心翼翼地挖开，只留下一个空壳子，让战车在进攻当天可以直接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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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1辆四号突击炮从营补给连的弹药车队补充其75毫米主炮的炮弹。

为了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新发展出来的战术，罗伯茨少将下令他的师为即将进行的突击行动实施特别训练，“（此一训练强调）战车、步兵、工兵要能够精通在篱墙地形中应用爆破、火力和速度战术。为了在攻击中达到一定的速度，部队会在篱墙土堤上挖洞，大到可以让战车通过，作为出发线，只在面对敌人的那一侧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壳；当进行攻击时，战车就可以只依靠自身的动力冲破并穿越。在冲破挖空的篱墙后，战车兵们希望在反战车武器能够集中过来之前，靠近下一排篱墙后的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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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瑞尔夫·茨威克上校（Ralph W. Zwicker）指挥的第38步兵团奉命进行主要突击任务，并获增派了3个战车连和2个重迫击炮连。支援第38步兵团的是第23步兵团〔杰·拉夫雷斯中校（Jay B. Loveless）〕，该部将会派出1个营越过目标的东面斜坡。由切斯特·希尔许费尔德上校（Chester J. Hirschfelder）指挥的第9步兵团则被安排担任该师进攻时提供支援火力的角色。除了陆军航空队（Army Air Force）战术飞机的密切空中支援以外，该师还会有炮兵和战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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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空降师的一名医护兵在圣梅赫埃格利斯（St Mere Eglise）——第一批被解放的村庄之一——附近照料一位德军伤兵。德军的伤亡数字在夏季期间急剧升高，到1944年9月时估计已达50万人。

猛烈抵抗

正当攻击展开时，第38步兵团的士兵立即遭遇大量敌火射击，至少暂时阻止他们抵达出发线。会有这样的状况，部分原因是德军已预先考虑到美军突击前炮兵准备射击的长度，并稍微后撤，直到炮击结束，然后他们就重新占领阵地，以迎击预期中即将来临的攻击。德军携带的铁拳使他们在这里能够阻挡伴随第38步兵团的6辆战车，此举迫使步兵们放弃他们计划好的“挖空”篱墙战术，并进行代价高昂的正面突击。在重炮兵对目标射出2万发、总重达45吨高爆弹的协助下，虽然速度十分缓慢，美军步兵带着顽强的决心坚定向前推进，终于登上了192号山丘的斜坡。12名第38步兵团的士兵进攻一处经过大幅强化、被称为“德佬转角”（Kraut Corner）的阵地，该处配有1门反战车炮，由伞兵把守。在接下来的混战中，3名拒绝投降的伞兵被1辆推土战车直接活埋，另外15名伞兵因而投降。

如同罗伯茨将军向第1军团司令部报告的：“我们有场硬仗要打……（但是）……进度一下在这里中断，一下在那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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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德军进行强力、有时甚至是自杀性的抵抗，第38步兵团的士兵们终于在当天中午登上192号山丘的山顶。不久之后，德军脱离接触并后撤，并且只对向南坡前进展开袭击的美军进行轻微抵抗。第38步兵团的部分部队在一处离高速公路不远的周边防御阵地掘壕固守，并以步枪和自动武器的火力掩护道路；该团的其他单位则划分成小型突击群，分头渗透越过道路，马上进占南方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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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哈特将军从东面侧翼迂回圣洛的计划。尽管德军对第115步兵团发动逆袭，但到了7月12日第116步兵团已在马贺廷维尔河岭的高地上。

其间，第23步兵团的一个营从侧翼迂回一座被美国大兵戏称为“紫心抽签”（Purple Heart Draw）的小峡谷，战车在这儿对可能藏有德军据点的可疑房舍开火。数发枪榴弹幸运地在正确的高度爆炸，在敌军人员操纵的武器上方达到空炸效果，打击了据守篱墙的敌军。到了下午稍晚的时候，该营已越过192号山丘东坡，并取得可俯瞰贝希尼（Berigny）高速公路的阵地。

当晚，在还不明白麾下部队已经从192号山丘山顶上的阵地撤退的情形下，第7军团司令豪塞尔上将下令第2伞兵军司令、伞兵上将欧根·麦英德尔（Eugen Meindl）不惜一切代价防卫该阵地，不过为时已晚，美军炮兵已在192号山丘的山顶部署完毕，并对贝希尼高速公路发射致命的火力。

7月12日，第2师因为忙着巩固位于192号山丘山顶上和贝希尼高速公路以南的新阵地，因而几乎没有前进。美国陆军官方战史提及，在圣洛附近地区被第19军牵制住的德军“终于因为美军停止进攻而松了一口气……（为了）……大部分德军指挥官感觉如果第2师继续向南攻击，美军将完成一次彻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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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代价不菲，第2师攻占192号山丘的实绩，是向拿下圣洛的目标迈出了第一个大步。在为期两日的战斗中，该师共有69人阵亡、328人受伤和8人失踪，不过却夺得了圣洛地段中最佳的观测点，美军从这个观测点可以俯视面向第19军目标的马贺廷维尔河岭。

攻占圣洛的初步计划

在6月初，布莱德雷将军执行攻占圣洛的原始方案，包括第19军在维尔河东侧进攻，接着是7月3日第8军、7月4日第7军在科腾丁半岛上的主攻，还有第19军在7月7日占领维尔河上一座桥头堡的企图。而德军的抵抗，主要是来自于穿越篱墙区域迂回前进和缺乏适当的预备队，迫使布莱德雷将军把起初打算在7月9日攻占圣洛的计划，在48小时内推迟两次而不是一次。这位第1军团司令提到由于抵抗的性质和他麾下单位的实力，攻占圣洛将需要至少2个师共同进攻，才能在深入后相互协助。

随着第35师的抵达，以及可动用身经百战的第29师，布莱德雷相信他现在拥有足够的力量拿下圣洛。第29师和第35师位于离圣洛仅仅6.4千米（4英里）处，防守正面达12.8千米（8英里）的从拉莫福经维利耶佛萨赫得延伸至顾凡-卡罗维黑（Calvaire）公路的阵地，而圣洛就恰恰位于第19军作战区的中央。为了攻占圣洛，该师将前进至该城以西的河川线，以及贝希尼高速公路，也就是该城向东的出入道路。

作战方案要求第29师和第35师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并肩进攻，划分这两个师攻击范围的界线，将从维利耶佛萨赫得出发，沿着122号山丘的西侧基线，然后直到维尔河的河弯处为止。右翼上的第35师将移动至几乎就在圣洛西北边长达3.2千米（2英里）的维尔河流域，而第29师将攻下圣洛城。当一个中炮兵营将支援第19军在维尔河以西的攻击时，该军剩下的炮兵、共计有4个营的155毫米榴弹炮和一个拥有4.5英寸野战炮和8英寸榴弹炮的营，将协助对圣洛的攻击。为了确保拿下该城，柯尔雷特将军指派一个额外的中炮兵营至盖尔哈特将军的第29师。

当第2师还在夺取192号山丘和旁边的贝希尼高速公路中时，盖尔哈特将军的第29师和刚抵达的第35师正准备突击马贺廷维尔河岭山顶上的德军阵地，这是能够帮助拿下圣洛的另一处战略位置。从D日的奥马哈滩头开始就已经在诺曼底作战的第29师，现在主要是由身经百战的老兵组成，事实上他们都曾经参与6月时第一次夺占圣洛却毫无战果的计划，盖尔哈特将军和助理师长科塔准将开始为眼前任务让部队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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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时，美军步兵们突击一栋控制着通往圣洛的公路的房舍。

在他这部分，盖尔哈特将军将部队重新编为小型的战车、步兵、工兵协同队伍，并根据一份内容十分详尽且精心安排的计划演练他们的协同行动，每一块篱墙田地均指派1个步兵班和1辆战车，而每一个步兵排或3块田地会分配到1个工兵班；他也指示师的工兵连将铁叉焊接在战车上，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在篱墙土堤上戳出洞来，以便安置炸药。科塔将军也监督新战术步骤的演练，在当中重点集中在训练步兵们直接穿越以篱墙接壤的空旷田地中央的，而不是沿着轴线的篱墙移动。借着这样的机动演习训练步兵，科塔将军曾希望美军士兵们能够避免被沿着轴线的敌军纵射火力袭击，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各步兵班和步兵排一般来说经常被德军设置在田地角落里的自动武器火力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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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车被期待不论提供什么样的协助，都能够应付灌木树篱；装备了铁叉和“犀牛”装置后，现在美国大兵们看起来有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对付隐藏在灌木树篱间的德军阵地。

对马贺廷维尔河岭的攻击于7月11日展开。盖尔哈特将军的机动战方案要求主力应指向左侧或东侧，因此他把小戈德温·欧得维上校（Godwin Ordway，Jr.）指挥的第115步兵团部署在该师右翼，位于122号山丘北边和东北边的一道宽广正面上。虽然所有3个步兵营将并列进攻，盖尔哈特计划尽全力夺取马贺廷维尔河岭。借着守住圣洛以东的高地，美军部队之后将可以用包围或从南边加以孤立的方式，威胁122号山丘顶上的德军阵地，将转而迫使敌军不只从山顶的阵地、还要从圣洛撤退，使美军炮兵可以炮击撤退中的德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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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洛以北的122号山丘上，第35师的步兵在篱墙遮蔽下小憩片刻。

盖尔哈特将军命令由康汉上校指挥的第116步兵团沿着该师左侧界线附近一道狭窄的正面向南进攻，直抵马贺廷维尔河岭；一旦到了那里，该团就会转向右侧，然后面向该城东缘袭击马贺廷维尔河岭。同一时间，第115步兵团将沿着伊斯尼-圣洛公路向122号山丘发动一次牵制攻击，并保护该师的右翼。由欧利·瑞德上校（Ollie W. Reed）指挥的第175步兵团将准备好扩大这两个团的战果，不是在马贺廷维尔河岭，就是从122号山丘出发。

正当盖尔哈特将军的部队准备进攻时，第19军的死对头第2伞兵军和装甲教导师在7月11日的头几个小时里发动了一波牵制攻击，目标是第115步兵团一个连级单位驻守的弱点。德军的攻击在两个连的伞兵和战斗突击工兵支援下，暂时看起来可能会动摇美军的攻击计划；不过当小群的士兵击退德军突击后，后者基于一些无法得知的理由，脱离接触并退回他们先前的阵地。

尽管德军的进攻只不过是一次袭击，盖尔哈特将军却相信这可能是在暗示德军一次大规模逆袭的集结行动，将能使他们更有效地防卫圣洛；至于袭击本身使第115步兵团蒙受超过100人伤亡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他们所策划向马贺廷维尔河岭的“出击”，直到当天下午稍晚才展开。一如预期，第115团的士兵们受到篱墙的阻碍，没什么进展。

其间，盖尔哈特将军的攻击在当天上午稍早时依时间表展开，第116步兵团的2个营在一阵猛烈炮击后，排成纵队出击，德军的顽强反击和地形再度使美军举步维艰。当该团的4.2英寸口径迫击炮开火轰击马贺廷维尔河岭，战车在卡罗维黑公路上击毁1辆自走炮之后，步兵们终于抵达第一道主要障碍的前方，也就是一条低于四周地面、布满地雷且有自动武器掩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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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116步兵团朝马贺廷维尔河岭挺进时，其左侧的第38步兵团攻下192号山丘，并切断通往东边的贝希尼高速公路。

当战斗以一道又一道的灌木树篱墙之战篱为中心漫延开来后，前进速度在这里就大幅降低。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漫长战斗，该团只占领了6道篱墙。当第2师攻下192号山丘并迫使敌军匆匆撤退的消息传来，德军的抵抗就突然崩溃了。然后，第116步兵团的步兵立即向南移动至马贺廷维尔河岭，接着转向右方，并开始朝圣洛方向下山。到当天结束时，该团的预备营和1个连的M-4雪曼战车已在马贺廷维尔河岭的南坡挖掘壕沟，于第2师的左翼建立了一处阻截阵地，可以俯视通往圣洛的贝希尼高速公路，现在胜利已经伸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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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圣洛的公路上，一支美军摩托化车队在前方遭遇敌军后停下，但危险在于这可能是德军伏击行动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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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12日，圣洛北面和东面的道路均已落入美军部队手中，当包围圈缩紧时，德军俘虏的数目便增加了。

随着美军攻克192号山丘和马贺廷维尔河岭上的阵地，盖尔哈特将军从东、南两面侧翼迂回122号山丘的努力有了成功的希望。第2师现在已定位，将朝圣洛移动，并切断122号山丘。盖尔哈特将军通知预备队第175步兵团在7月12日进行一次超越接替行动，穿过第116步兵团，并从东面沿着贝希尼高速公路朝该城强攻。

猛烈炮兵火力

不过对第116步兵团的官兵来说不幸的是，地形和德军不会乖乖和他们合作，篱墙和果树林点缀的开阔田野完全起不了保护作用，德军纵射火力使挺进的单位暴露于猛烈炮火下，在一个例子中，当第29师向前推进时，损失了将近500人。事实上，第2师和第29师在122号山丘与马贺廷维尔河岭上的战斗中，从头到尾都必须穿越德军的交叉射击火网，盖尔哈特将军唯一的慰藉是他占领了马贺廷维尔河岭的南坡，从而可以沿着贝希尼高速公路移动，并进入圣洛。盖尔哈特将军和参谋们做出结论，认为他将得对圣洛发动直接突击，并拿下该城。他在7月11日晚间指示康汉上校向前推进，且如果可能就攻下圣洛，逐渐变暗的天色和掘壕死守的德军将是他的主要障碍。

至于德军的防御方面，虽然敌军指挥官们对7月11日早晨的战术局势“丝毫不关切”，但此一状况到了中午就改变了，因为192号山丘现在已被美军占领，装甲教导师的攻击也被击退；此外，虽然德军仍坚持固守圣洛周边的阵地，但城内及周围地带的德军军力已大幅衰退，美军炮兵是其力量衰退的罪魁祸首。第2伞兵军报告，其整条战线已因炮击而陷入一片火海，而第3伞兵团则报告其人员已降至规定员额的35％，与伞兵们并肩作战的第352师战斗群则由1000人缩减至区区180人。其间，麦英德尔将军请求从不列塔尼调来预备队，但被断然拒绝；豪塞尔上将虽然拒绝麦英德尔的要求，却坚持伞兵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马贺廷维尔河岭，麦英德尔将军因此尖锐地向豪塞尔抗议：“如果他们要对抗美军的压力，某人马上就要想出一套绝佳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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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第29步兵师恢复攻击，由于德军增强抵抗，因此进展很少。在右翼122号山丘上的德军时时戒备的状况下，第115团没有预备队，却在一道宽广的正面上伸展开来，能做的只不过就是维持压力并承受人员死伤；在左翼，第175步兵团因为德军的炮击，无法越过第116步兵团并进入可向马贺廷维尔河岭长驱直入的位置。德军的炮兵和迫击炮火力使该师动弹不得，并造成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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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当第175团准备进行部署时，敌军火力开始以惊人的速率消耗第29师。在7月12日的夜间，各团的团长开始强烈怀疑攻击是否能成功，他们也通知盖尔哈特将军目前的整体状况比较适合建立坚固的防御阵地，以等待预期中的敌军强大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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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卫戍部队明白通往圣洛的公路至关重要，并冷酷地用迫击炮、炮兵与轻兵器对准它们射击。

第35师与122号山丘

在这场苦斗中，相较于第2师和第29师的身经百战，第35师只是个新手，接着就要深入篱墙间了。该师在7月5日至7日进入法国，并在7月9日至10日间离开集结区，进入维尔河以东的指定地段。第35师由保罗·巴德少将（Paul W. Baade）担任师长，据各方的看法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部队。虽然里面有曾在北非和意大利战斗过的老兵，也有补充人员，但该师对即将进行作战并穿越的地形所知有限，也对该师在抵达其122号山丘上的目标前，将会越过在当地3.2千米（2英里）宽篱墙间的德军防务不甚了解，因而受到阻碍。

巴德将军的师于7月11日清晨6时展开攻击。在进攻之前，德军炮兵炮轰了第35师在维尔河附近和沿着整个师集结区的攻击发起阵地，不过攻击行动仍准时展开，第137步兵团的2个营穿越致命的德军火网一同进攻。该团团长赖恩上校（Layng）马上就被一颗德军机枪子弹击中负伤。沿着整道正面，美军步兵遭遇包括中炮兵和88毫米炮支援在内的密集机枪和迫击炮火力袭击。在获得初步进展后，攻击行动却开始在圣吉勒陷入泥淖，因为第137团第1营闯入了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德军掩体，包括该镇前方一座要塞化的教堂在内。

当该营来到离教堂和墓地不到45米（50码）处时，德军便以强大火力集中射击，即使美军投入了第137团第3营，再加上师和军炮兵的炮击，德军还是守住了阵地；更往东，第137步兵团第2营也在德军的主抵抗线前遭遇同样强烈的抵抗。事实上为了对付第2营，德军运用了在6月间的篱墙战斗中证明有效的战术，他们试图以自动武器火力封锁进攻单位沿着侧面篱墙向前方的移动，然后如果成功钉住进攻的美军步兵，他们就会呼叫炮兵或是等待突击炮现身，而迫击炮就以致命的轰击火力覆盖侧面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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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13日，第29师从马贺廷维尔河岭进攻。

优越的德军战术

第320步兵团在刚开始穿越篱墙地形进军时，也有类似的经验，特别与旗下一个步兵排有关。E连的1个步兵排沦为德军部署在这块地区外围的重迫击炮的牺牲者，步兵排所有的人员除了14个人之外非死即伤，敌军的炮兵火力也切断了电话线，使得前进期间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通信，也变得更加困难，因而严重影响到攻击行动的指挥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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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步兵班在圣洛附近的乡间道路上前进时，经过车辆的残骸。该城四周的战线不断地变动，即使美军部队报告已“扫荡阵地”，但敌军行动依然持续着。

7月12日，第137步兵团继续前进，却因为德军顽强的抵抗而动弹不得。当第1营设法在11日“整顿好”其北侧翼时，便在12日伴随一波“滚动弹幕”进攻，并设法强行通过了教堂和周围的房舍；第3营绕过教堂和墓地，但却在更南边的地方遭遇顽强抵抗，只有些微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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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7战斗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在他们的战果上留影：1辆被炸毁的豹式战车。

第2营在拉柏第费贺（La Petite Ferme）的石屋群周围与德军持续进行惨烈巷战，石屋群在整个下午间数度易手。指派给每个营的2辆M-10驱逐战车已证明无法摧毁篱墙间敌军顽强据守的阵地，该团的进展慢到只能以码来计算，而第320步兵团从其第二个发起阵地出发，仅前进了约274米（300码）。

7月13日，第35步兵师2个负责攻击的团重新展开攻势，但成效甚微。德军采用了一套精巧详尽的纵深防御计划，建立了许多前哨防卫据点，并派出装备迫击炮和机枪的战斗突击小组驻守。第137步兵团第2营和第320步兵团第1营均攻向勒卡立隆附近这个德军复杂的防御网中心。

同一天，第137步兵团第2营沿着流经阵地西侧的溪流，同时跨越两岸向南进攻，G连在左而E连在右。每个攻击的营均被分配到一个重机枪排和1支81毫米迫击炮小队，可供其调度使用（每个营都有一辆中型战车可用），战术则包括以迫击炮对可疑的敌军阵地进行猛烈的集火射击，然后数个由4至5名步兵组成的小组进攻，他们携带大量手榴弹与枪榴弹，在敌军阵地周围奋力前进。

到当天结束时，E连前进了548米（600码），不过G连仍遭遇强烈抵抗，从其发起阵地只移动了约320米（350码），这看起来就是解决之道了。德军的炮兵、机枪和迫击炮火力仍从能俯视东南方的高地上骚扰进攻部队。当攻击持续至7月14日时，由于德军抵抗增强，这两个团的各步兵连根据摧毁的篱墙数目，而不是以码为单位来测量他们的前进距离。当第137步兵团第2营的营长企图进行较大规模的包围时，美国大兵们遭遇德军激烈抵抗；至于第320步兵团的进展更是少得可怜，他们遭遇压倒性的抵抗，德军部队在122号山丘顶上的观测员协助下，可以随时呼叫炮兵和迫击炮痛击进攻的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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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洛以东32千米（20英里）处佩希叶附近的圣日尔曼村周围，装甲骑兵单位的1个小组正穿越由德国伞兵防守的积水地带。

其间，7月14日，美军现在似乎终于粉碎了国防军的主抵抗线，第19军命令第35师全力向维尔河前进。依照这些计划，巴德将军下令第137团排成一列展开攻击，第1营在中央，第3营在其右侧，且每个营都有1个排的雪曼战车、1个排的M-10驱逐战车和师炮兵支援，攻击行动穿越一处密集的雷区，在倾盆豪雨中于上午8时展开。几乎就在战斗一开打的时候，这两个营就遭遇德军炮兵，主要是来自于88毫米炮的毁灭性火力，以及同样炽烈的机枪扫射，M-10驱逐战车如同突击炮般作战，对就在步兵正前方的篱墙猛烈射击，设法摧毁了约19处机枪掩体和4座迫击炮阵地。当第1和第3营突破至埃贝赫特桥-圣洛高速公路时，美军凶猛的攻击终于在当天稍晚时突破了德军的抵抗线；不过成功的代价十分高昂，一共损失了125名士兵和11辆雪曼战车，但第35师终究设法粉碎了德军的防御，从而使克鲁格元帅对第7军团的坚持到底命令进一步破产。凭借一步步破坏德军的防务，并粉碎德军主要由消耗殆尽的第352师残部据守且依赖侧翼保持安全的主抵抗线，第35师在7月14日的突破使第19军深信，122号山丘面对正越过广正面前进的美军，相互结合的压力将使其无法再坚持更久的时间。巴德将军现在集中兵力对付第352师，最后将突击122号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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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第137步兵团在对勒卡立隆的德军据点进行侧翼迂回后，现在以一个可以对勒卡立隆和122号山丘进行双重包围的钳形运动威胁122号山丘。为了完成包围，柯尔雷特将军从军预备队中抽调第134步兵团，并指示巴德拿下高地；为了一举成功，巴德打算让侧翼的2个团一起进攻。当第320团控制住勒卡立隆的德军时，第137团将穿越埃贝赫特桥-圣洛公路前进。第134步兵团由巴特勒·米尔顿贝尔格上校（Butler B. Miltonberger）担任团长，将向前移动，直接突击122号山丘。两翼上的成功将压制勒卡立隆的德军阵地并攻克122号山丘，并朝该师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维尔河两个曲流间的平直河道，打通一条便道。

不过德军尚未被彻底击败，当第35师恢复攻击时，他们设法造成第137团伤亡177人。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第134团，他们在遭遇同样猛烈的敌军抵抗后，终于能够跟在一道滚动弹幕后面，杀出一条路进入艾密利（Emelie）的农舍；到了下午，第134团便控制了整座艾密利村。到了晚上，艾德蒙·塞伯利准将（Edmund B. Sebree）与第737战车营的分队，和第60工兵营的一个连组成一支机动特遣队，面对激烈的抵抗，一路攻向122号山丘，在7月16日的头几个小时中击退德军一次强力逆袭后，122号山丘终于牢牢地落入第35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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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M-5斯图亚特轻型战车驶过向海滩前进的德军战俘队伍；注意战车后方车体上的白色飞机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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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圣洛东边的公路和山岭后，第29师在第35师的支援下开始从北方推进，其下一个主要目标是122号山丘。第35师第134步兵团将在7月16日领导突击行动。

第35师攻克122号山丘象征着圣洛会战开始迈入尾声，更重要的是篱田区域的战役也即将结束；而随着122号山丘山顶堡垒的陷落，德军在圣洛周围的防御开始崩溃。到了7月17日，第137步兵团终于在其向南朝维尔河挺进的过程中，设法突破越过了埃贝赫特桥-圣洛公路；同一时间，第320步兵团则扫荡了几乎被德军放弃的勒卡立隆区。
58



霍伯斯的师

当第29与第35师步步进逼攻向圣洛时，第30师也继续向目标奋力前进，即陶特河和泰贺特河（Terrete）间的南北纵向山岭。当该师朝泰贺特河移动时，霍伯斯将军的部队沿着河流开阔的侧面杀出一条路前进，与篱墙纵横纠缠、根深蒂固的德军防御工事一直让他惊愕不已。当他们企图进入埃贝赫特桥-贝勒兰得（Belle-Lande）地区并占领圣洛高速公路上的桥梁时，致命的敌军火力硬生生逼退了装甲部队和步兵。第2伞兵军的组成单位、党卫军第2装甲师、第902装甲掷弹兵团（隶属装甲教导师）与第3伞兵师的侦察营早就等在这里了；事实上，如同第30师G-2部门现在相信该师实际上已经踏进有如“蜂窝”的德军阵地，因为其报告指出，第30师正攻进“暴风眼”，该地似乎是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预备地段。到了7月14日，经过3天的攻击，该师蒙受惨重伤亡，霍伯斯将军下令该师就地坚守，等待朝向圣洛最后一击的相关准备作业完成，也就是第1军团全面性突破计划的一部分。

对布莱德雷将军来说，攻下圣洛是他突破诺曼底乡间地区并开始向塞纳河进军的计划关键所在。6月27日，在与蒙哥马利元帅的一场参谋会议中，布莱德雷和这位第21集团军司令均同意，朝向塞纳河的主要突穿行动将由美军第1军团发动，而迈尔斯·邓普西中将（Miles C. Dempsey）指挥的英军第2军团将持续压制卡昂城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德军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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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再一次将取决于美国大兵的不屈不挠及克服德军顽强抵抗的能力。

攻占圣洛

随着第35师的士兵夺取122号山丘，部队里不分官阶大小，人人都相信攻占圣洛和结束篱墙战斗近在咫尺；不过，当第115步兵团的士兵们发现他们在7月15日沿着伊斯尼至圣洛公路继续进攻，第116步兵团沿着马贺廷维尔河岭的山顶坚定推进时，这被证明是一个幻想。攻击行动恢复后不久，就因为敌军火力猛烈和高层总部指挥效果不佳而再次陷入停顿。尽管第9战术空军司令部进行了密切空中支援，第175步兵团也发动牵制攻击，第116步兵团还是因为来自南边的敌军纵射火力而损失了7辆中型战车。结果，由于与第35步兵师间缺乏通信，使得第115步兵团的部队对隶属于第35师的美军部队开火。正当盖尔哈特将军激励部属们奋勇向前，并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该师将继续朝圣洛推进，面对德军逐步增强的抵抗，第29师的攻击还是停了下来。

不过盖尔哈特将军有所不知，当第29师师部因害怕其下单位有被切断的危险，而下令当天夜里停止前进时，第116团的两个突击营沿着马贺廷维尔河岭进展却相当顺利。虽然有一个营遵循了命令，另一个由希尼·宾汉少校（Sydney V. Bingham）指挥的营却无法和前进单位联络上，他们正在离圣洛边缘不到914米（1000码）的贝希尼高速公路两旁地带组织阵地。

钢雨

过没多久，德军炮兵和迫击炮就开始轰击宾汉少校的营，尽管德军步兵也彻夜发动一连串猛烈逆袭，但美国大兵们仍顽强地防守占领的土地。事实上，由于德军炮兵、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火力过于强大，企图接触这个被孤立的美军营的两个团均被阻挡下来。宾汉的单位位置过于危险暴露，以至于美军大部分指挥官们都认为任何救援该营的企图根本和自杀没两样。然而美军和德军一样，都认为这个营的出现暗示着圣洛之战已接近尾声。

可是如同柯尔雷特、盖尔哈特和霍伯斯将军所承认的，德军的抵抗仍然十分凶猛，就如同3个师针对马贺廷维尔河岭和圣洛防务的行动没有实质进展所表明一样。简单地说，在眼镜蛇作战（Operation Cobra）——布莱德雷将军突破诺曼底乡间地区的大胆计划展开之前，是否能抵达圣洛还存有部分疑虑，布莱德雷将军需要圣洛，主要是为了控制该地的维尔河渡河点，以封锁德军对他冲出诺曼底的作战的侧翼发动逆袭。因此，结束圣洛之战可说是至关重要，甚至意味着以蜗牛般的速度推进并歼灭占据篱墙的每一个敌人都在所不惜。

当第29师离拿下圣洛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时，持续不停的战斗却大幅损耗了该师的实力。第116步兵团接收了125名补充兵，以重建其至少1个突击营，但只恢复到原有战力的60％；尽管第116团在7月16日至17日的夜间又接收了另外250名补充兵，但军官与士兵总数只达到420人，与美国陆军野战步兵团的规定员额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第115步兵团的战力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其中1个步兵营辖下的每个步兵连均只剩下1个排的步兵。到7月17日，也就是展开拿下圣洛的最后攻势之前一天，第175步兵团辖下的3个步兵连大约只有200人左右，且大部分的军官和士官非死即伤。虽然这3个团是最极端的例子，但其他步兵营多多少少都缺乏训练有素的步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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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攻克圣洛，盖尔哈特将军转而运用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他因此指示科塔准将组成一支特遣队，下辖战车、驱逐战车、侦察战车或轻型战车、装甲车和工兵部队。这支部队将在师的后方地区集结，其选定的位置将有利于朝伊斯尼-圣洛高速公路挺进或是向东直至马贺廷维尔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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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前线仅有1英里的前进医疗站中，医护兵在伤员被运往后方返回英格兰的医院船上前给予他们紧急治疗。

7月17日，第29师恢复向圣洛的攻击，并试图救援宾汉少校被孤立的部队。为了抵达宾汉的指挥所，盖尔哈特将军下令托马斯·霍威少校（Thomas D. Howie）指挥的第116步兵团第3营尝试救援。霍威少校的部队冒着如冰雹般落下的德军炮兵和迫击炮火力缓缓推进，终于与宾汉的部队接触。第116团团长菲立普·德威尔上校（Philip R. Dwyer）不久之后便下令这两个单位开始向圣洛进军，霍威少校则通知德威尔上校，表示以宾汉的部队目前状况，无法继续进行攻势作战，不过当德威尔问到他的部下能否首先进入该城，这位少校却满腔热情地回应可以。不过就在几分钟后，一颗德军炮弹炸死了霍威少校，他的执行官威廉·庞腾尼上尉（William H. Puntenny）接手指挥该营，不久之后便重编部队，然后沿着贝希尼高速公路向圣洛进攻。

在向该城边缘移动了数百码之后，德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猛烈轰击前进中的美军部队，并威胁切断他们与第29师其余部队的联系。另一个也陷入麻烦中的单位是作为第115步兵团中路部队的一个营，该营已在17日下午设法推进至圣洛的东北方郊区，但被德军的强大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由于恼怒，再加上来自柯尔雷特将军下令突破的压力，盖尔哈特将军告诉第115团的团长，该师的前进取决于该营是否能攻进圣洛，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不惜消耗掉整个营来达成此一决定性任务；到了7月17日的傍晚，第115步兵团的部队已在该城东北边缘的附近，但在向该处推进的过程中遭受惨重伤亡，几近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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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军突然进行炮击时，篱墙也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掩护。从他们的装备外观看起来，他们待在前线上的时间还不长。

因为盖尔哈特将军相信进入圣洛唯一可能的地点是位于东北方的通道，因此他改变了一星期前制定的机动作战方案。为了进入圣洛的最后一击，第29师师长下令左翼的2个团在马贺廷维尔河岭上守住阵地，而由第115步兵团进行最后的猛攻。柯尔雷特将军感到有些惊愕，主要因为该师反复攻击整个篱墙区域和更重要的圣洛周边的高地，他因此命令盖尔哈特将军要立即攻下圣洛，不能再拖延。

德军的态势

对德军来说，随着时间1小时又1小时地流逝，圣洛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无望。因此德军各总部之间与美军指挥高层相反，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豪塞尔上将明白圣洛地段现已无法继续防守，因而要求西线总司令部（克鲁格）和最高统帅部（约德尔）允许德军撤退，并在该城的南方外围建立一道新防线。出人意料的是，柏林最高统帅部的一位作战官通知豪塞尔，他可以采取一切认为有必要的手段进行撤退行动，这直接抵触了希特勒现行的坚守到底命令；在下令后撤之后，他还被告知要递交报告，指出敌军已在数个地点突破他的主抵抗线，只有在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之后，他才能够建立一条新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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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摩托化纵队突然停止前进，因为来自圣洛周边地区的德军炮火直接命中了1辆指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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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1日，圣洛以北的局势。

由于德军部队在防卫圣洛与周边高地时的严重损耗，装甲教导师已无法阻止第30师朝它的目标前进，而第2伞兵军重建其在圣洛以北防线的打算也宣告失败，因此已不可能阻止美军可能将国防军部队包围在城内的行动。随着作战及战术层面局势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恶化，德军也失去了他们最佳的野战指挥官，隆美尔元帅在7月17日遭到一架盟军飞机低空扫射攻击，不幸身受重伤。

隆美尔的遗缺由克鲁格元帅接任，他一方面承担对B集团军的战术指挥重任，也同时留任西线总司令，这位老练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寻求如何才能防止德军在诺曼底的整体态势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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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为了控制此战略要地，经过数周的激战后，圣洛已彻底成为一片废墟。第1军团若要突破进入法国内陆，不可能不控制这个交通中心。

在最高统帅部知会约德尔将军豪塞尔撤退的消息后，克鲁格希望渺茫地试图避免第7军团在圣洛的主抵抗线被完全突破。这位元帅命令豪塞尔将美军拒于该城之外，不过他并没有多少预备队可以派给他执行这道命令。第5伞兵师几天之前才从不列塔尼赶到，已被投入支援装甲教导师的战斗中。此外第275师也尚未抵达圣洛地区，而西部战区装甲兵团则持续强化卡昂城内和周边地区的阵地。事实上，为了支撑圣洛周围的防务，步兵上将史派德建议克鲁格元帅将党卫军第1装甲师“警卫旗队”师调动至本地段，不过克鲁格拒绝了此一要求，坚持党卫军第1装甲师应留在卡昂城内与附近地区，因为“他已经在计划对卡昂地段上的英军进行一场糟透了的大规模攻击，将会动用党卫军第1和第2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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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篱墙战斗后，美军装甲部队在8月初穿越圣洛的断垣残壁，向南方和东方展开大规模进击。图中被击毁的战车是德军四号战车。

正当豪塞尔上将编组一支能够防止德军阵地完全破裂的部队时，美军第29步兵师已准备向圣洛进行最后强攻。在通知科塔将军准备开拔后，盖尔哈特将军于7月18日稍早时下达向圣洛城内进军的命令。第29步兵师的装甲特遣部队从集结区出发后，沿着伊斯尼-圣洛高速公路一路挺进。面对反战车炮和步枪射击的零星抵抗，第115步兵团第1营轻易进入了该城的东北城区；其间，第35师终于向122号山丘进行最后的猛扑，一举成功，在科塔将军的C特遣队进入圣洛的同一时间占领该地。

回马枪

不过德军的抵抗尚未结束，豪塞尔下令立即发动逆袭以夺回该城。霎时间，德军炮兵和迫击炮发射的炮弹狂炸美军战线，第352师同时对前进中的美军发动逆袭。豪塞尔的部队由于实力太弱而无法驱逐美军，再加上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增援，因此停止进攻，使得第29和第35师完全控制圣洛。遭到痛击却未战败的德军第352师在当天夜里和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多次发动逆袭，在圣洛城内持续打击美军。对柯尔雷特将军和麾下各指挥官来说，这样的状况提醒他们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不过在7月20日时，第29师的官兵们持续在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中扫荡坚持战斗到底的小群德军士兵，正当盖尔哈特将军通过电话联络科塔将军，表示圣洛已经落入美军手中时，第19军的军长告知他的部下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国家广播公司（NBC）比你们早一步啦！”

美军经过长达8天的战役后拿下圣洛，并非没有付出代价。第29师在战斗中有超过3000人伤亡，第35师则遭受2000人伤亡。其中，霍威少校的阵亡更是圣洛之战惨烈的证明，他的遗体依照盖尔哈特将军的命令被送进城内，安放在一座天主教教堂中，并覆上美国国旗，以提醒部队官兵自从6月6日以来，数千名在篱墙间阵亡的战友们所做的牺牲。

总结

美军第1军团的官兵们经过8天的战斗，达成了布莱德雷将军从诺曼底滩头突破之全面性计划当中的第一个首要目标。伤亡数字指出，这绝不是件简单的战功。的确，在卡伦坦-科腾丁半岛里里外外的战斗证明了德国陆军离战败还很远，事实上，它们面对盟军在6月6日的压倒性突击，也没有就此崩溃；虽然遭到痛击，豪塞尔将军的第7军团却未战败，且仍有进行攻势作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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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洛城内被击毁的这辆M-4战车显示德军还有很多仗要打。诺曼底战役将持续进行，直到8月底。

从战术上来说，圣洛之战以及所有的篱墙战斗，证明了联合兵种在攻击中的必要性。当布莱德雷将军在一开始采用“广正面”战略时，看起来似乎掌握了在篱田区域中完全压倒德国守军，并在诺曼底登陆的头几天中成功地向圣洛推进的关键，但反而是蒙哥马利元帅经过实地试验，沿着一道狭窄正面以联合兵种队伍进攻的方法赢得篱墙之战的胜利。只有当第19军采取预先将每一道个别的篱墙视为个案的方式来精心处理而非使美军部队逐个暴露在致命轻兵器火力前的原则，才使伤亡人数降低。当布莱德雷将军寻求利用大君主作战的各战略目标时，蒙哥马利元帅明白不能以“大横扫”方式，只能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作战行动打每一场预先设计好的战役，才能赢得西北欧的战争胜利，就像1944年6-7月间诺曼底篱田区域里爆发的战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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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布莱德雷将军将才上的缺陷。经过消耗战战法的熏陶，他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对付篱墙间的德国守军。布莱德雷将军以旺盛活力和充沛的资源打这场篱田区域中的战役，并利用任何他可调度的人员和物资来将他的专业能力发挥至顶峰。如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稍后在一封信中向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承认的，有数项特征促成了1944年7月间诺曼底的战斗。这些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将军概述的特征包括：“首先，一如往常，是德军士兵的战斗素质；其次则是地形的本质；再者则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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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些因素的结合塑造了篱田的战斗。如同美军所发现的，D日前的情报摘要事实上曾经提到篱田区域的相关问题，不过并没有人曾尽任何最大努力，使美军地面部队面对在当地与严密布防的德军战斗的可能性做好准备；第二，自负心态使美军各指挥官想当然地以为，在D日后只能立即发动局部逆袭的德国陆军已经被击败了，当美国大兵们踏进在大自然和法国农庄的帮助下精心构筑的纵深防御网时，他们旋即发现这样的想法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德军能够将绝佳的火力和坚实的纵深防御网组织在一起，以拖延、甚至在有些状况中阻挡美军的前进。德军在篱墙中的防务证明国防军是防御的能手，而西北欧的战争离结束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另外，虽然研究这场战役的历史学家们时常轻视防守的德军，认为他们是二线部队，此说法有一部分适用于东方部队身上，但正规的国防军单位证明他们仍有“持久力”，远非被击败的军队。至于党卫军装甲部队和装甲掷弹兵单位，他们直到最后都证明了将会、也的确会为了防卫帝国而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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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师的各步兵团在肃清了圣洛周围的山岭后，必须将攻占该城的任务留给C特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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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军突破德军在圣洛四周的防线后，于8月初时转向东方和南方，向柯坦斯进行大规模侧翼迂回运动，并将在卡昂以南的法莱兹停止。

天气的因素

最后，如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承认的，在诺曼底战役的此阶段，天气极不利于作战，像降雨、泥泞和雾气均妨碍盟军的空中作战与补给。篱田区域的降雨和泥泞使得战斗更加艰辛，当浑身湿透又疲倦的美国大兵们举步维艰地穿越一道又一道的篱墙，重复着炸开壕沟、消灭敌人的例行公事，对付决心死守到底的敌人时，这一连串的小规模交火看起来根本没完没了。如同一位美国大兵在战役过后作出的结论：“我们打赢了诺曼底战役……（但是）……考虑到美国人以性命付出的庞大代价，我们打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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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莱德雷将军在“血腥篱田”中蒙受骇人的损失，他还是开始实施突破战役第二阶段，计划派遣美军装甲部队至塞纳河及其后方地区，最后他终于能够把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其中一段时期抛诸脑后了。


第六章　结　论

篱墙战役带给我们的战术教训；德军战败的原因；双方最后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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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5日，眼镜蛇作战展开：这是诺曼底战役从步兵战斗转变成装甲部队沿着8千米（4.5英里）宽的正面向法国心脏地带进行大规模冲锋的重要时刻。

诺曼底篱田区域的战役阐明了美国陆军自从1943年在北非进入战斗时开始，各指挥官在战斗中认识到的问题。虽然布莱德雷将军和其他人指望美军武器装备的压倒性优势和数量优势，但在篱墙间与德军的战斗证明了战争仍是步兵和其支援武器的天下。

德军在篱墙间精心设计的防务成为美军步兵和联合兵种指挥人员的难题，它们时常否定以火力和机动力压倒敌人的“学院派解决方案”，它几乎不考虑一套统一的联合兵种准则的需要。

的确，如同在篱墙间防守的德军屡次提醒进攻的美军，是守方而非攻方决定战斗会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凭借选择诺曼底的篱田区域作为其抵抗美军第1军团的第一站，国防军短暂地使在战车、车辆和其他机械化设备等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美军动弹不得，并迫使美国陆军以其选择的条件、在其选择的地形上战斗。

结果就是美军几乎必须为每一道灌木树篱而战，而德军早就把它们转变成一座座小型要塞。以预先计划好的突击队伍对付这些灌木树丛的过程既耗时又费力，延后实现了布莱德雷将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式消耗战的欲望。篱田上战斗的残忍程度，可由美军在3个星期战斗中所遭受的伤亡数字看出来。根据蒙哥马利元帅的看法，美军的伤亡数字十分惊人，并反映了在诺曼底“血腥篱田”中战斗的本质：

美军在篱田区域的每周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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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数字证明了蒙哥马利元帅稍后对诺曼底会战“完全依照进入前计划进行”的说法是错误的。在登陆前没有任何一位计划人员能够预见到美军部队在篱田区域面对的难题，且就算他们真的预料到了，部队还是会被投入战斗之中，对眼前战斗的严峻考验手足无措。布莱德雷将军在他的总结中更正确地指出，对盟军（英军和美军）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粉碎”德军的前线防务，因为只有“突破”才能造成敌军防线的破裂，使美军和英军部队在机动战当中能够利用他们的机动性优势。

虽然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之间就谁的方法对诺曼底战役期间击败德国陆军一事有所帮助的辩论在战后回忆录当中持续升温，篱田区域的战斗再度凸显了联合兵种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机械化战争的必要条件。这是一项在篱田中一度变得十分明显的事实，展现出美军指挥官们忽略了为麾下部队做好准备以面对西北欧的战斗。尽管战前的美军教条曾特别提到训练部队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需要，事实却是准备进行大君主作战的美国大兵和美军野战指挥官们，尤其是布莱德雷将军本人，尚未完全吸取1943年2月凯塞林隘口惨败的教训。事实上，布莱德雷将军埋首于为美国陆军面对西北欧无情严峻考验做准备时，甚少提及或参考凯塞林隘口的教训。的确，发生在篱田区域里的事情只是强化了美国陆军为在法国战斗做准备的过程中，严重忽略联合兵种训练的事实，而此一事实证明了对篱墙间以及接下来整场法国和进入德国等战役进行的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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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第1军团的东边，贝优以南的英军第8和第30军展开他们的蓝制服作战（Operation Bluecoat）。

在篱田战斗学到的教训之中，需要更有效的战步协同最为至关重要，特别是当美军部队开始逼近齐格飞防线（Siegfried Line）的时候。虽然美军指挥官全神贯注于突破诺曼底以及迅速横越法国的计划制订和执行，行动后报告却同意在诺曼底区域汲取的经验证明不同战斗兵种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

从战术观念上来看，第1军团证明在其第一场大规模会战中，于篱墙间与国防军的主力部队战斗刚开始时是没有效果的；德军在诺曼底的农田里精心构筑的防务证明，只有步兵和支援他们的部队，加上身后有能量强大的后勤与支援体系支撑，才能赢得战争，而不是什么宏大的战略。在篱田战斗中，美军和德军间的共同点是强调战斗寄托于个别单兵的战斗技巧，再加上穿越一道又一道的灌木树篱前进，而不是一波大扫荡，或是画在指挥所或作战指挥中心地图板上的箭头。

[image: ]


随着圣洛的外联道路已没有德军阻拦，第7军的装甲纵队开始前往位于柯坦斯城内的下一个主要公路三岔口。

至于德军只有在篱墙间采用精巧的防御战术，才避免了他们稍后承认可能会出现的诺曼底防御总崩溃。只有持续地转移兵力越过引导美军第1军团广正面战略的地形上，国防军才能避免被彻底击溃。不过事实在于无法集中有效兵力，严重妨碍了德军在篱田中凭借集结兵力对付各式各样的美军部队，以扩张他们的成功。如果德军能够集中部队的任何一部分，在圣洛以外的区域对付美军任何一个师，他们就可能在任何地段逆转会战的走向；然而他们却被迫遏制局部突穿，以解除施加在他们前线单位上的压力。

德军在篱田战役中被击败还可以归于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部分单位在全神贯注于攻势时缺乏进取精神。关于此点可说是铁证如山，至少隆美尔和其他德军资深军官针对1944年7月11日装甲教导师的攻击结果便是持此一观点；此事在美国陆军官方战史当中曾被提及，内容指出指挥高层对装甲部队整体的效果有所不满。战斗精神是成功的绝对必要条件，而且有征兆暗示部队层次的战斗精神正在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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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军的防御崩溃后，第4装甲师的单位于7月30日进抵柯坦斯，但德军早已离开了。

“缺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德军在人员和物资两方面的短缺，虽然德军部队士气高昂，但光是勇气并不能弥补物资上的劣势。简单地说，德军无法达到盟军的开火速率，因为他们的运输系统遭到盟军飞机日夜不停地轮番轰炸，并沦为法国抵抗运动袭击的目标。

对盟军来说，篱墙战斗消耗大量宝贵的人员和物资，但对德军来说也一样代价高昂，而且他们根本就无法像第1军团那样接替或补充部队。根据西线总司令部在1944年秋季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中指出，德军最高统帅部表示从6月6日至7月9日为止，已损失150辆四号战车、85辆豹式战车、15辆虎一式战车、167辆75毫米突击炮（三号和四号），还有几近30门88毫米平高两用炮，足足可装备一整个党卫军师还有剩余。

对德军来说，在人力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更骇人。6月6日至7月11日间，在布莱德雷将军开始强攻圣洛的时候，西线总司令部折损了约2000名军官和8.5万名士兵。在圣洛-科腾丁地段，单是第243师就损失超过8000人，第352师则损失约8000名军官和士兵，装甲教导师折损约3140名官兵；到了7月17日，德军总伤亡人数上升至10万人，当中有2360人是军官。尽管克鲁格元帅不顾一切地试图增援麾下在诺曼底消耗殆尽的各单位，但他有时候却纳闷，在灌木树篱间的战斗中，最高统帅部是否清楚地认识到他麾下各师被迫在非打不可的大会战中大量耗损部队。

虽然篱墙间的战役是一场步兵的战争，克鲁格和其他德军指挥官们，包括前西线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正确地了解到德军击退美军第1军团的唯一机会，在于进行主动式机动防御。克鲁格元帅希望有“更多战车”作为德军步兵的“刺针”，以应付盟军任何进一步的突破。不幸的是，德军为了不在东线和西线上被击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篱田区域的战斗结束后，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和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军团为盟军在西北欧的胜利奠定基础，迫使德国人承认尽管有较为优越的战术与作战能力，国防军在人力和物资等方面再也没有希望能与盟军匹敌。蒙哥马利元帅在回忆录中，对德军在诺曼底战役期间的损失做了以下概略估计：



德军的损失：诺曼底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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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和师长：20人阵亡或被俘。

军团司令：2人负伤（隆美尔、豪塞尔）。

西线总司令：2人被免职（伦德斯特、克鲁格）。

师级部队：40个师被歼灭或受重创。

总损失（估计）：30万人。

火炮：3000门被掳获或被摧毁。

战车：1000辆被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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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将军指挥第8军，于7月30日向南进击，且在同一天夺取阿弗朗什，还俘虏了这些战俘。

不过，为了遏制美军在诺曼底突破，德军已经竭尽全力。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科腾丁半岛最后作战报告中承认，随着6个星期的过去，“这场令人无法忍受的苦斗是为了占领有足够纵深的立足地区，以集结一支庞大的打击部队，使我们可以彻底发挥潜在的物资优势。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久，大部分是由于不良的天气条件一再扰乱人员和物资川流不息地越过海峡。敌军顽强地战斗以压制我们的桥头堡，不过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聚集力量以建构严重的攻势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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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战术及作战角度而言，艾森豪威尔将军承认由于国防军缺乏步兵，使其领导阶层想要依靠战车担任防卫性的角色以强化防务，转而妨碍了德军在更加机动的作战当中运用他们在战车方面的优势，就像伦德斯特元帅在盟军登陆诺曼底许久之前所倡议的那样；而一旦盟军的突破确实发生，这也防止了德军将装甲部队撤回并加以运用。有一种说法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评论等于是相信伦德斯特元帅在D日之前的早期结论，认为机动防御是击败登陆行动的最佳方法，与隆美尔打算在滩头周围固定式阵地里战斗的想法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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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占领阿弗朗什后，下一个目标是南边的杜瑟，从那里有公路通向第3军团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不列塔尼的各大西洋港口。

至于篱田区域的战斗本身，侯提兹的观点对美德双方的士兵们来说也许是最佳的总结。他评论1944年夏季诺曼底的战斗是“骇人听闻的血战，在战争的11年里从未目睹同样的事”。
68

 不过，对历经非比寻常的苦难才克服德军在诺曼底篱墙间绝妙精巧的防御阵地的普通美国大兵们来说，篱田区域的战斗带来他们对德军对手重新恢复的尊敬，而他们将持续心存如此的敬重之情，直到战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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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的第一周，第30步兵师在圣洛以南，第19军的战区里已拿下东夫戎镇（Domfront）；从图中可以看到，盟军的轰炸机和炮兵已完成例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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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第1军团的M-10驱逐战车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行经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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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美军步兵师（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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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761人

准尉：44人

士兵：13，238人

总计：10，043万人





国防军步兵营（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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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步兵团（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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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步兵师（1944年）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二战纪实书系”是大象出版社重点引进的一套大型战争纪实丛书。

这套丛书以其丰富的历史照片和权威人士的详细分析，为读者真实再现了残酷的二战场景。每本书约有300幅清晰的照片和地图（许多照片是从未发表过的），还有大量双方投入兵力、武器装备及损失的对比数字，加之对每次战役进程的详细描述，使这套书看起来就像一部描述二战的“纪录片”。

这套丛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德军在东线对苏联的主要战役，德军在西线对盟军的主要战役，二战中德军装备和战术的分析，二战中太平洋战区的介绍。

对于希望了解真实二战的读者，这套图文并茂、叙述风格严谨写实的丛书无疑具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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